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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緣相應〉

一
；(二八三)
《種樹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一、明於所繫法(五蘊、十二處)生著，則生愛→取·····→老病死→純大苦聚(流轉緣起)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結所繫法，隨生味著，顧念
，心縛
則愛生；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如人種樹，初小軟
弱，愛(79b)護令安，壅
以糞土，隨時溉灌，冷暖調適，以是因緣，然後彼樹得增長大。
◎如是比丘結所繫法，味著將養則生恩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二、明於所繫法隨觀無常、生滅等，則滅愛→取·····→老病死→純大苦聚滅(還滅緣起)
若於結所繫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捨觀，
不生顧念，心不縛著，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猶如種樹，初小軟*弱，不愛護，不令安隱，不壅糞土，不隨時溉灌，冷暖不適，不得增長。
◎若復斷根、截枝，段段斬截，分分解析，風飄、日炙，以火焚燒，燒以成糞，或颺
以疾風，或投之流水。
比丘！於意云何？非為彼樹斷截其根，乃至焚燒，令其磨滅，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耶？」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比丘！於結所繫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捨觀，不生顧念，心不縛著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
；(二八四)
《大樹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一、明於所取法生著，則心追逐名色→六入處→觸…純大苦聚生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所取法，隨生味著，顧念，心縛
，其心驅馳，追逐名色；
名色緣六入處，六入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譬大樹，根幹、枝條、柯葉、華果，下根深固，壅以糞土，溉灌(79c)以水，彼樹堅固，永世不朽。
◎如是比丘！於所取法，隨生味著，顧念、心縛，其心驅馳，追逐名色；名色緣六入處，六入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
，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二、明於所取法，觀無常、生滅等，則心不著不追逐名色→六入處→觸…純大苦聚滅
若於所取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厭觀，心不顧念，無所縛著，識則不驅馳追逐名色，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處滅，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則純大苦聚滅。猶如種樹，不隨時愛護，令其安隱，不壅糞土，不隨時溉灌，冷暖不適，不得增長。
◎若復斷根、截枝，段段斬截，分分解析，風飄、日炙，以火焚燒，燒以成糞，或颺以疾風，或投之流水。比丘！於意云何？非為彼樹斷截其根，乃至焚燒，令其磨滅，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耶？」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比丘！於所取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捨觀，不生顧念，心不縛著，識不驅馳追逐名色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處滅，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
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
；(二八五)
《佛縛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一、釋逆觀、流轉緣起
(一)說明逆觀緣起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生如是念：(80a)世間難入
，所謂若生、若老、若病、若死、若遷
，若受生，然諸眾生生、老
、死，上及所依，不如實知。

1.明生有
我作是念：何法有故生有？何法緣故生有？
即正思惟，起無間等知
，有有故生有，有緣故生有。
2.明有有
復思惟：何法有故有有？何法緣故有有？
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起知，取有故有有，取緣故有有。
3.明取有因愛有
又作是念：取復
何法有故取有？何法緣故取有？
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起知，取法味著、顧念、心縛，愛欲增長，彼愛有故取有
。愛故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二)說明流轉緣起(苦、集)：於所取法生著(五蘊)；緣愛→取→有→生…大苦聚集

諸比丘！於意示何？譬如緣膏油
及炷、燈明得燒，數增油、炷，彼燈明得久住不？」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諸比丘！於色取味著，顧念、心
縛，增長愛緣故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二、釋逆觀、還滅緣起
(一)說明逆觀緣起
1.明老病死滅
我時復作是念：何法無故無此老病死？何法滅故老病死滅？
即正思惟，起如實無間等，無生則無老病死，生滅故則老病死滅。
2.明生滅
復作是念；何法無故無生？何法滅故生滅？
即正思惟，起如實無間等，有無故生無，有滅故生滅。
3.明有滅
又復思惟：何法無故有無？何法滅故有滅？
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觀，取無故有無，取滅故有滅。
4.明取滅
又作是念：何法無故取無？何法滅故取滅？
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觀，所取法無常、生滅、離欲、滅盡、捨離，心不顧念，心不縛著，愛則滅。彼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二)明還滅緣起(滅、道)：於所取法不著(五蘊)；愛緣滅→取滅→有滅→生滅…大苦聚滅
諸比丘！於意云何？譬如油、炷然燈，若不增油、(80b)治炷，非彼燈明未來不生
、盡、磨滅耶？
」
比丘白佛言
：「如是，世尊！」

如是諸比丘！於所取法，觀察無常、生滅、離欲、滅盡、捨離，心不顧念，心不縛著，愛則滅；愛滅則取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
；(二八六)
《取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一、明於所取法生著；愛→取→有···大苦聚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如上廣說。差別者：譬如載樵十束、二十束、三十束、四十束、五十束、百束、千束、百千束，積聚燒然，作大火聚。若復有人增其乾草、樵薪
，諸比丘！於意云何？此火相續，長夜熾然不？

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
如是諸比丘！於所取法，味著，顧念，心縛著，增
其愛緣取，取緣有，乃至純大苦聚集。
二、明於所取法不著；愛滅→取滅→有滅···大苦聚滅
諸比丘！若彼火聚熾然，不增樵草，諸比丘於意云何？彼火當滅不？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諸比丘！於所取法，觀察無常、生滅、離欲、滅盡、捨離，心不顧念，縛著，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如是廣說乃至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
；(二八七)
《城邑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一、佛陀自述為菩薩時觀察緣起
(一)明順逆觀、流轉緣起
1.明逆觀緣起，即不超越識而進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作是念：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緣故老死有？
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有故老死有，生緣故老死有。
◎如是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何法有故名色(80c)有？何法緣故名色有？
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生，識有故名色有，識緣故有名色有。
2.明流轉緣起：識→名色→六入處····老病死，大苦聚集生
我作是思惟時，齊識而還，不能過彼
：謂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二)明逆觀、還滅緣起
1.明逆觀還滅緣起

我時作是念：何法無故﹝則﹞老死無？何法滅故老死滅？
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無故老死無，生滅故老死滅。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廣說。
2.明還滅緣起：無明滅→行滅→識滅·····老病死滅，大苦聚滅
我復作是思惟：何法無故行無？何法滅故行滅？
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無明無故行無，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入處滅，六入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二、世尊發現古仙人道跡，謂八正道
◎我時作是念：我得古仙人道
，古仙人逕，古仙人道跡；古仙人從此跡去，我今隨去。譬如有人遊於曠野，披荒覓路，忽遇故道、古人行處，彼則隨行。漸漸前進，見故城邑，故王宮殿，園觀、浴池，林木清淨。
◎彼作是念：我今當往白王令知。即往白王；大王當知！我遊曠野，披荒求路，忽見故道、古人行處，我即隨行。我隨行已，見故城邑，故王宮殿，園觀、浴池，林流清淨。大王可往，居止其中。王即往彼，止住其中，豐樂安隱，人民熾盛。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逕，古仙人跡；古仙人去處，我得隨去，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81a)正定。
三、世尊為四眾、外道開示道跡
我從彼道，見老病死，老病死集，老病死滅，老病死滅道跡。見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行集，行滅，行滅道跡。我於此法，自知、自覺，成等正覺。
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餘外道，沙門，婆羅門，在家、出家，彼諸四眾，聞法正向！信樂知法善，梵行增廣，多所饒益，開示顯發。」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
；(二八八)
《蘆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總說：舍利弗尊者請教摩訶拘絺羅，緣起之事

一、明「老死、生…識」十緣起支，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無因作
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
，在耆闍崛山。

爾時、尊者舍利弗，晡時從禪覺，詣尊者摩訶拘絺羅
，共相問訊慶慰
已，於一面坐。語尊者摩訶拘絺羅：「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
不？」

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仁者且問，知者當答。」

◎尊者舍利弗問尊者摩訶拘絺羅：「云何尊者摩訶拘絺羅！有老不？」

答言：「有，尊者舍利弗！」
◎復問：「有死不？」

答言：「有。」

◎復問：「云何老死自作耶？為他作耶？為自他作耶？為非自非他無因作耶？」

答言：「尊者舍利弗！老死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亦非非自
他作無因作，然
彼生緣故有老死。」
◎「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為自作？為他作？為自他作？為非自
他無因作？」

答言：「尊者舍利弗！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名色緣識生。」

◎復問：「彼識為自作？為他作？為自他作？為非自非他無因作？」

答言：「尊者舍利弗！彼識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
無因作，然彼識緣
名色生。」

二、明「名色」與「識」，互相為緣得生(依緣而生)
尊者舍利(81b)弗復問尊者摩訶拘絺羅：「先言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名色緣識生，而今復言名色緣識
，此義云何？」

尊者摩訶拘絺羅答言：「今當說譬，如智者因譬得解。譬如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識緣名色，亦復如是，展轉相依而得生長。」
 

三、尊者舍利弗以「三十事」，隨喜尊者摩訶拘絺羅之所說
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尊者摩訶拘絺羅！世尊聲聞中，智慧、明達，善調、無畏，見甘露法，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證者，謂尊者摩訶拘絺羅，乃有如是甚深義辯，種種難問，皆悉能答！如無價寶珠，世所頂戴，我今頂戴尊者摩訶拘絺羅，亦復如是。我今於汝所，快得善利，諸餘梵行數詣其所，亦得善利，以彼尊者善說法故。我今以此尊者摩訶拘絺羅所說法故，當以三十種讚歎、稱揚、隨喜。

尊者摩訶拘絺羅！
◎說老死厭患，離欲，滅盡，是名法師；
說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厭患，離欲，滅盡，是名法師。
◎若比丘於老死，厭患，離欲，滅盡向
，是名法師
；
乃至識，厭患，離欲，滅盡向，是名法師。
◎若比丘於老死，厭患，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名法師；
乃至識，厭患，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名法師。」

四、尊者摩訶拘絺羅讚歎尊者舍利弗，能作甚深正智之問

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於世尊聲聞中，智慧、明達，善調、無畏，見甘露法，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證者，謂尊者舍利弗，能作如是種種甚深正智之問！猶如世間無價寶珠，人皆頂戴，汝今(81c)如是，普為一切諸梵行者
之所頂戴，恭敬、奉事。我於今日，快得善利，得與尊者共論妙義。」

參、流通分

時二正士更相隨喜，各還所住。 

    七
；(二八九)
《無聞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凡夫於身體厭離，但卻執著心識為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愚癡無聞凡夫，於四大身厭患，離欲，背捨而非識。所以者何？
◎見四大身有增、有減，有取、有捨，而於心、意、識，愚癡無聞凡夫，不能生厭，離欲，解脫。所以者何？
◎彼長夜於此保惜繫我，若得、若取，言是我，我所，相在，是故愚癡無聞凡夫，不能於彼生厭，離欲，背捨。
二、明四大身繫我、我所，而非是識

愚癡無聞凡夫，寧於四大身繫我、我所，不可於識繫我、我所。所以者何？
四大色身，或見十年住，二十、三十，乃至百年，若善消息，或復小
過。彼心、意、識，日夜、時剋
，須臾轉變，異生異滅。猶如獼猴
遊林樹間，須臾處處，攀捉枝條，放一取一，彼心、意、識亦復如是，異生異滅。

三、明觀察緣起，了知「受」因「觸」而生，「觸」滅則「受」滅
多聞聖弟子，於諸緣起善思惟觀察，所謂樂觸緣生樂受，樂受覺時如實知樂受覺，彼樂觸滅，樂觸因緣生受亦滅，止、清涼、息、沒。如樂受，苦觸、喜觸、憂觸、捨觸因緣生捨受，捨受覺時如實知捨受覺，彼捨觸滅，彼捨觸因緣生捨受亦滅，止、清涼、息、沒。彼如是思惟：此受觸生、觸樂、觸縛，彼彼觸樂故彼彼受樂，彼彼觸樂滅彼彼受樂亦滅，止、清涼、息、沒。
四、明厭離五蘊(心、色構成)，則能解脫
如是多聞聖弟子，於色生厭，於受、想、行、識生厭，厭故不樂，不樂故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
；(二九○)
《無聞經》
壹、序分        
(82a)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凡夫於身體厭離，但卻執著心識為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愚癡無聞凡夫，於四大色身，生厭，離欲，背捨，但非識。所以者何？
◎四大色身現有增、減，有取、有捨；若心、若意、若識，彼愚癡無間凡夫，不能於識生厭，離欲，背
捨，長夜保惜繫我，若得、若取，言是我，我所，相在。
◎是故愚癡無聞凡夫，不能於彼生厭，離欲，背*捨。

二、明四大身繫我、我所，而非是識

愚癡無聞凡夫，寧於四大色身繫我、我所，不可於識繫我、我所。所以者何？
四大色身，或見十年住，二十、三十，乃至百年，若善消息，或復少過；彼心、意、識，日夜、時剋*，須臾不停，種種轉變，異生異滅。譬如彌猴遊林樹間，須臾處處，攀捉技條，放一取一，彼心、意、識亦復如是，種種變易，異生異滅。
三、明觀察緣起，了知「受」因「觸」而生，「觸」滅則「受」滅

多聞聖弟子，於諸緣起思惟觀察，所謂樂觸緣生樂受，樂受覺時如實知樂受覺，彼樂觸滅，樂因緣生樂受亦滅，止、清涼、息、沒。如樂受，苦觸、喜觸、憂觸、捨觸因緣生捨受，捨受覺時如實知捨受覺，彼捨觸滅，捨觸因緣生捨受亦滅，止、清涼、息、沒。譬如兩木相磨，和合生火，若兩木離散，火亦隨滅。
如是諸受緣觸集，觸生，觸集，若彼彼觸集故，彼彼受亦集，彼彼觸集滅故，彼彼受集亦滅，止、清涼、息、沒。
四、明厭離五蘊(心、色構成)，則能解脫
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解脫，於受、想、行、識解脫，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解脫，我說彼於苦得解脫。」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
；(二九一)
《觸法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總說：無論過去、未來、現在，於可愛境生著，則眾苦生
一、世尊諸比丘內觸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說內觸法，汝(82b)等為取不？」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稽首禮足，合掌白佛言：「世尊所說內觸法，我已取也。」

時彼比丘於佛前，如是如是自記說，如是如是世尊不悅。

二、比丘答有誤，阿難請示聖法律的內觸法
爾時、尊者阿難在佛後執扇扇佛，佛告阿難：「如聖法律內觸法，異於此比丘所說。」

阿難白佛：「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賢聖法律內觸法，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三、明取內觸法

(一)明苦之因、集、生、轉
佛告阿難：「善哉！諦聽！當為汝說。此諸比丘取內觸法，應如是思惟：若眾生所有種種眾苦生，此苦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

作如是取時，當知此苦，億波提
因
，億波提集
，憶波提生
，億波提轉
。

(二)明億波提因、集、生、轉

復次、比丘內觸法，又億波提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彼取時，當復知億波提愛因，愛集，愛生，愛轉。
(三)明愛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復次、比丘取內觸法，當復知愛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如是取時，當知世間所念端政
之色，於彼愛生而生，繫而繫，住而住。

四、明於可愛境界生常、恆想·····，則生「愛」→生「億波提」→生眾苦
若諸沙門、婆羅門，於世間所念端政之色，作常想、恆想、安隱想、無病想、我想、我所想而見，則於此色愛增長，愛增長已億波提增長，億波提增長已苦增長，
苦增長已則不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我說彼不解脫苦。
譬如路側清涼池水，香味具足，有人以毒著中。陽春之月，諸行路者風熱渴逼，競來欲飲。

· 有人語言：士夫！此是清涼池
，色、香、味具足，然中有毒，汝等勿飲！
· 若當飲者，或令汝死，或近死苦。而彼渴者，不信而飲，雖得美味，須臾或死，或近死苦。
如是沙門、婆羅門，見世間可念端政
之色，作常見、恆見、安隱見、無病見、我、(82c)我所見，乃至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五、明於可愛境觀無我者，則愛滅乃至苦滅
若諸沙門、婆羅門，於世間可念端政*之色，觀察如病、如癰
、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彼愛則離；愛離故億波提離，億波提離故則苦離，苦離故則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離。譬如路側清涼池水，香味具足，有人以毒著中。陽春之月，諸行路者風熱渴逼，競來欲飲。
◎有人語言：此水有毒，汝等勿飲！若當飲者，或令汝死，或近死苦。
◎彼則念言：此水有毒，若當飲者，或令我死，或近死苦。我且忍渴，食乾麨
飯，不取水飲。
如是沙門、婆羅門，於世間可念〔端政〕之色，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乃至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是故阿難！於此法如是見，如是聞，如是覺，如是知；於過去、未來，亦如
此道、如是觀察。」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
；(二九二)
《思量觀察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說明正思量觀察，滅苦之道──了知十緣支之因
(一)明苦因、集、生、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云何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眾生所有眾苦種種差別，此諸苦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
思量取因，取集，取生，取轉，若彼取滅無餘，眾苦則滅。彼所乘
苦滅道跡如實知，修行彼向次法
，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取滅。

(二)明取因、集、生、轉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取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思量彼取愛因，愛集，愛生，愛轉，彼愛永滅無餘，取亦隨滅。彼所乘取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愛滅。

(三)明愛因、集、生、轉
復次、比(83a)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則思量彼愛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知彼愛受因，受集，受生，受轉，彼受永滅無餘，則愛滅。彼所乘愛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受滅。

(四)明受因、集、生、轉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知彼受觸因，觸集，觸生，觸緣
，彼觸永滅無餘，則受滅。彼所乘觸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

(五)明觸因、集、生、轉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觸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當知彼觸六入處因，六入處集，六入處生，六入處轉，彼六入處永
滅無餘，則觸滅。彼所乘六入處滅
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

(六)明六入處因、集、生、轉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六入處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知彼六入處名色因，名色集，名色生，名色轉，名色永滅無餘，則六入處滅。彼所乘名色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名色滅。

(七)明名色因、集、生、轉
復次、比丘！思量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名色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知彼名色識因，識集，識生，識轉，彼識永滅無餘
，則名色滅。彼所乘識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識滅。

(八) 明識因、集、生、轉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識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知彼識行因，行集，行生，行轉；作諸福行善識生，作諸不福不善行不善識生，作無所有行
無所有(83b)識生，是為彼識行因，行集，行生，行轉，彼行永滅無餘，則識滅。彼所乘行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行滅。

(九)明行因、集、生、轉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轉？
知彼行無明因，無明集，無明生，無明轉。彼福行無明
緣，非福行亦無明緣，非福不福行亦無明緣，是故當知彼行無明因，無明集，無明生，無明轉，彼無明永滅無餘，則行滅。彼所乘無明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無明滅。」

二、明無明滅→行滅→識滅·····大苦聚滅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若不樂無明而生明，復緣彼無明作福行、非福行、無所有行不？」比丘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多聞聖弟子，不樂無明而生明，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如是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三、明聖者亦生受，但於諸受如實了知，如此乃至命終
佛言：「善哉！善哉！比丘！我亦如是說。汝亦知此，於彼彼法起，彼彼法生；彼彼法滅，彼彼法滅，止、清涼、息、沒。若多聞聖弟子，無明離欲而生明，身分齊受所覺
，身分齊受所覺時如實知；若壽分齊受所覺，壽分齊受所覺時如實知；身壞時壽命欲盡，於此諸受一切所覺，滅盡無餘。譬如力士取新熟瓦器，乘熱置地，須臾散壞，熱勢悉滅。如是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身分齊受所覺如實知；壽分齊受所覺如實知；身壞命終，一切受所覺悉滅無餘。」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一；(二九三)
《甚深經》  
壹、序分

(83c)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世尊開示與空相應，隨順緣起法
爾時、世尊告異比丘：「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拔邪見刺，不復退轉。心無所著故，何處有我？
為彼比丘說法，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
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所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

二、明增上慢比丘聞法後生憂苦，因「緣起」(有為)、涅槃(無為)甚深難知
如是說法，而彼比丘猶有疑惑、猶豫。先不得得想，不獲獲想，不證證想；今聞法已，心生憂苦、悔恨、朦
沒、障礙。所以者何？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
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

◎有為者：若生、若住、若異、若滅；
◎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

是名比丘諸行苦、寂滅涅槃：因集故苦集，因滅故苦滅，斷諸逕路，滅於相續，相續滅
，是名苦邊。
三、明一切取滅，則涅槃生
比丘！彼何所滅？
謂有餘苦。彼若滅、止、清涼、息、沒，所謂一切取滅、愛盡、無欲、寂滅、涅槃。
」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二
；(二九四)
《愚癡黠慧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總說：愚者與黠慧者，同異之處

一、明二者皆因無明與愛得現在身，因觸而生苦、樂受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愚癡無聞凡夫，無明覆，愛緣繫，得此識身。
內有此識身，外有名色，此二因緣生觸；
此六觸入所觸，愚癡無聞凡夫，苦、樂受覺因起種種。云何為六？
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
◎若黠慧者，無明覆，愛緣繫，得此識身。如是內有識身，外(84a)有名色，此二緣生六觸入處，六觸所觸故，智者生苦、樂受覺因起種種。何等為六？
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
二、釋梵行差別
愚夫、黠慧，彼於我所修諸梵行
者，有何差別？」

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唯
願演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一)明凡夫：不修梵行，不斷無明、愛，繼續招引後生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諸比丘！彼愚癡無聞凡夫，無明所覆，愛緣所繫，得此識身。彼無明不斷，愛緣不盡，身壞命終，還復受身
；還受身故，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所以者何？
此愚癡凡夫本不修梵行，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故。是故身壞命終，還復受身；還受身故，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二)明黠慧者：修梵行，斷盡無明與愛，不受後有

若黠慧者，無明所
覆，愛緣所繫，得此識身。彼無明斷，愛緣盡，無明斷、愛緣盡故，身壞命終，更不復受；不更受故，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所以者何？
彼先修梵行，正向盡苦，究竟苦邊故。是故彼身壞命終，更不復受，更不受故，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三)結

是名凡夫及黠慧者，彼於我所修諸梵行，種種差別。」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三
；(二九五)
《非汝所有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此身非個人、亦非他人所有，乃過去思願所造作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身非汝所有，亦非餘人所有，謂六觸入處，本修行願
受得此身。
云何為六？
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
二、明善觀緣起，如實正知世間集、滅，即能究竟苦邊

◎彼多聞聖弟子，於諸緣起，善正思惟觀察：有此六識身、六觸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所謂此有故有當來生老病死、憂悲惱(84b)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是名有因、有緣世間集。謂此無故六識身無，六觸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無，謂此無故無有當來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若多聞聖弟子，於世間集、世間滅，如實正知
，善見、善覺、善入，是名聖弟子招
此善法，得此善法，知此善法，入此善法；覺知、覺見世間生滅，成就賢、聖
、出離、貫穿
、正盡苦，究竟苦邊。所以者何？
謂多聞聖弟子，世間集、滅如實知，善見、善覺、善入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四
；(二九六)
《因緣法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釋「緣起」與「緣起法」常住、永恒不變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
。
(一)明因緣法

云何為因緣法？
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二)明緣生法

云何緣生法？

謂無明、行·····。若佛
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
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
二、明無論佛出世、不出世，此法常住、永恒不變，佛陀自證為弟子宣說
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悲惱苦。此等諸法，法住，法定
，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
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處、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法。

三、明聖弟子因此法，而斷除我見
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緣生法，正智*善見。不求前際，言我過去世若有，若無，我過去世何等類？我過去世何如？不求後際，我於當來世為有，為(84c)無，云何類？何如？內
不猶豫，此是何等？云何有？此為前誰？終當云何之？此眾生從何來？於此沒當何之？
若沙門、婆羅門，起凡俗見所繫，謂說我見所繫，說眾生見所繫，說壽命見所繫，忌諱吉慶見所繫，爾時悉斷、悉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
是名多聞聖弟子，於因緣法、緣生法，如實正知，善見，善覺，善修，善入。」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五
；(二九七)
《大空法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貳、正宗分
一、明此有故彼有的緣起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我當為汝等說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清淨，梵行清白，所謂《大空法經》。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云何為《大空法經》？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純大苦聚集。
二、釋離「命即是身」、「命異身異」二見，即是正道，正見
(一)明緣生、老死

緣生老死者，若有問言：彼誰老死？老死屬誰？
彼則答言：我即老死，今老死屬我，老死是我所，
◎言：「命即是身。」或言：「命異、身異。」此則一義，而說有種種。
◎若見言：「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無有；若復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

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謂緣生、老死。
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

(二)明緣無明故有行
緣無明故有行，若復問言：誰是行？行屬誰？
彼則答言：行則是我，行是我所，彼如是命即是身；
或言：「命異、身異。」彼見命即是身者，梵行者〔所〕無有；
或言：「命異、身異者，」梵行者亦無有。
離此二邊，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85a)不顛倒、正見
，所謂緣無明行。

三、明無明離欲而生明，彼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諸比丘！若無明離欲而生明，彼誰老死，老死屬誰者，老死則斷、則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若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彼誰生，生屬誰；乃至誰是
行，行屬誰者，行則斷、則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
若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彼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是名《大空法經》。
」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六
；(二九八)
《法說義說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貳、正宗分
一、總說：緣起法法說、義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我今當說緣起法，法說
、義說
。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一)釋法說
云何緣起法法說？
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是名緣起法法說。
(二)釋義說
云何義說？
1.明無明
謂緣無明行者，彼云何無明？
若不知前際，不知後際，不知前後際；不知於內，不知於外，不知內外；不知業，不知報，不知業報；不知佛，不知法，不知僧；不知苦，不知集，不知滅，不知道；不知因，不知因所起法；不知善、不善；有罪、無罪；習、不習；若劣、若勝；染汙、清淨，分別緣起，皆悉不知。

於六觸入處不如實覺知，於彼彼不知、不見、無無間等、癡闇、無明、大冥，是名無明。
2.明行

緣無明行者，云何為行？
行有三種：身行，口行，意行。
3.明識
緣行識者，云何為識？
謂六識身：眼識身，耳識身，鼻識身，舌識身，身識身，意識身。
4.明名
緣識名色者，云何名
？
謂四無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
5.明色
云何色？
謂四大，(85b)四大所造色，是名為色。此色及前所說名，是為名色。
6.明六入處
緣名色六入處者，云何為六入處？
謂六內入處：眼入處，耳入處，鼻入處，舌入處，身入處，意入處。
7.明觸
緣六入處觸者，云何為觸？
謂六觸身：眼觸身，耳觸身，鼻觸身，舌觸身，身觸身，意觸身。
8.明受
緣觸受者，云何為受？
謂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
9.明愛
緣受愛者，彼云何為愛？
謂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
10.明取
緣愛取者，云何為取？
四取：欲取，見取，戒取，我取。
11.明有
緣取有者，云何為有？
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12.明生
緣有生者，云何為生？
若彼彼眾生，彼彼身種類，一
生超越和合出生，得陰、得界、得入處、得命根，是名為生
。
13.明老
緣生老死者，云何為老？
若髮白、露頂、皮緩
、根熟
、支弱、背僂
、垂頭、呻吟、短氣
、前輸
，柱
杖而行，身體黧黑
，四體斑駮
，闇鈍垂熟，造行艱難，羸
劣，是名為老。
14.明死
云何為死？
彼彼眾生，彼彼種類沒、遷、移，身壞，壽盡、火離、命滅，捨陰時到，是名為死。此死及前說老，是名老死。
15.結
是名緣起義說。」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七
；(二九九)
《緣起法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貳、正宗分

※世尊開示緣起法，永恒不變，非他所作，只是自證為人說
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謂緣起法，為世尊作，為餘人作耶？」
佛告比丘：「緣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來自覺此法，成等正覺，為諸眾生分別、演說、開發、顯示：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85c)說此經已，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一八
；(三○○)
《他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

貳、正宗分

※明離常見、斷見，處中道而說「緣起」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慶慰，慶慰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瞿曇！為自作自覺耶？
」

◎佛告婆羅門：「我說〔此是無記〕
，自作自覺此是無記。」
「云何瞿曇！他作他覺耶？
」

◎佛告婆羅門：「他作他覺，此是無記。」

婆羅門白佛：「云何我問自作自覺說言無記，他作他覺說言無記，此義云何？」

◎佛告婆羅門：「自作自覺，則墮常見；他作他覺，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彼婆羅門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一九
；(三○一)
《迦旃延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梨聚落深林中待賓舍。

貳、正宗分

※釋正見、施設正見

爾時、尊者跚陀迦旃延，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正見，云何正見？云何世尊施設正見？」
一、明不執著有、無，不依他人而自知「苦生而生，苦滅而滅」，即名為正見

佛告跚陀迦旃延：「世間有二種依，若有、若無，為取所觸；取所觸故，或依有，或依無。若無此取者，心境繫著、使，不取、不住，不計我，苦生而生，苦滅而滅；
於彼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自知，是名正見，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所以者何？
二、明世間之的集起、滅去，故無「世間無」「世間有」之見，離此二邊，處中說緣起
世間集，如實正知見，若世間無者不有；
世間滅，如實正知見，若世間有者無有。是名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謂緣無明行，乃至(86a)純大苦聚集。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尊者跚陀迦旃延聞佛所說，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成阿羅漢。 

二○
；(三○二)
《阿支羅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
貳、正宗分
一、明佛陀為外道說：苦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亦非無因作，而是依緣而生（12緣起）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缽，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時有阿支羅迦葉
，為營小事出王舍城，向耆闍崛山，遙見世尊。見已，詣佛所，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
不？」

佛告迦葉：「今非論時，我今入城，乞食來還，則是其時，當為汝說。」第二，亦如是說。第三，復問瞿曇：「何為我作留難！瞿曇！云何有異！我今欲有所問，為我解說！」

◎佛告阿支羅迦葉：「隨汝所問。」

阿支羅迦葉白佛言：「云何瞿曇！苦自作耶？」

◎佛告迦葉：「苦自作者，此是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瞿曇！苦他作耶？」

◎佛告迦葉；「苦他作者，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苦自他作耶？」

◎佛告迦葉：「苦自他作，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瞿曇！苦非自非他，無因作耶？」

◎佛告迦葉：「苦非自非他無因作者
，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
瞿曇！所問苦自作耶，答言無記？他作耶，自他作耶，非自非他無因作耶，答言無記？今無此苦耶？」

◎佛告迦葉：「非無此苦，然有此苦。」

迦葉白佛言：「善哉！瞿曇說有此苦，為我說法，令我知苦、見苦。」

◎佛告迦葉；「若受即自
受者，我應說苦自作；若
他受，他即受者，是則他作；若受自受他受復與苦者，如是者自他作(若自他作苦)，我亦不說；若不因自他無因而生苦者，我亦不說。離此諸邊，說其中道。
如來說法，此(86b)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二、明阿支羅迦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正法律心得無畏
佛說此經已，阿支羅迦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時，阿支羅迦葉，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他知，不因他度，於正法律心得無畏。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已度。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壽作優婆塞，證知我！」
阿支羅迦葉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三、明阿支羅迦葉為牛所觸殺，因見法、知法、次法、不受於法，入般涅槃
時阿支羅迦葉，辭世尊去不久，為護犢
牸
牛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爾時、世尊入城乞食，時有眾多比丘，亦入王舍城乞食。聞有傳說：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辭去不久，為牛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

諸比丘乞食已，還出，舉衣、缽，洗足(已)，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眾多比丘入城乞食。聞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律，辭去不久，為護犢牸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世尊！彼生何趣？何處受生？彼何所得？」

佛告諸比丘：「彼已見法，知法，次法，不受於法，已般涅槃，汝等當往供養其身
。」

參、流通分
爾時、世尊為阿支羅迦葉授
第一記
。

二一
；(三○三)
《玷牟留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貳、正宗分

※明佛陀為外道說：苦、樂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亦非無因作，而是依緣而生（12緣起）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缽，入王舍城乞食，於路見玷牟留外道出家，少
有所營，至耆闍崛山遊行。遙見世尊，往詣其所，共相慶慰，共相慶慰已，於一面住。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解說不？」

佛告(86c)玷牟留外道出家：「今非論時，須入城乞食，來還當為汝說。」第二說亦如是。

第三
復請：「沙門瞿曇！將於我所作留難不？欲有所問，為我解說？」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隨汝意問，當為汝說。」

玷牟留外道出家即問：「沙門瞿曇！苦、樂自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說苦、樂自作者，此是無記。」

復問；「沙門瞿曇！苦、樂他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說苦、樂他作者，此是無記。」

復問
：「瞿曇！苦、樂為
自他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說苦、樂自他作者，此是無記。」

復問：「瞿曇！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說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者，此是無記。」

參、流通分

廣說如上《阿支羅迦葉經》。乃至世尊為玷牟留外道出家授
第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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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緣相應〉
    二二
；(三四三)
《浮彌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外道請問尊者浮彌，世尊對苦樂的看法

爾時，尊者浮彌比丘，住耆闍崛山。時有眾多

外道出家，詣尊者浮彌所，共相問訊慶慰，共相問訊慶慰已，退坐一面。語尊者浮彌言；「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
不？」
(93c)尊者浮彌語諸外道出家；「隨汝所問，當為汝說。」

二、明苦、樂依緣而生，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無因作，外道聽後心不悅，呵責而去

◎時，諸外道出家問尊者浮彌：「苦樂自作
耶？」

尊者浮彌答言：「諸外道出家！說苦樂自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復問：「苦樂他作
耶？」

答言：「苦樂他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復問；「苦樂自他作耶？」

答言：「苦樂自他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復問：「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
耶？」

答言：「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諸外道出家復問：「云何尊者浮彌！苦樂自作耶，說言無記？苦樂他作耶，說言無記？苦樂自他作耶，說言無記？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說言無記？今沙門瞿曇說，苦樂云何生？」

尊者浮彌答言：「諸外道出家！世尊說：苦、樂，從緣起生
。」

時，諸外道出家，聞尊者浮彌所說，心不歡喜，呵責而去。 

三、舍利弗認可浮彌所說，且指出「苦樂」因「觸」而生
爾時，尊者舍利弗，去尊者浮彌不遠，坐一樹下。

爾時，尊者浮彌知諸外道出家去已，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到已，與舍利弗面相慶慰，慶慰已，以彼諸外道出家所問事，具白尊者舍利弗：「我作此答，得不謗毀世尊
！如說說不？如法說不？為是隨順法、行法，得無為餘因法論者來難詰呵責
不？」

尊者舍利弗言：「尊者浮彌！汝之所說，實如佛說，不謗如來。如說說，如法說，法行法說，不為餘因論義者來難詰呵責。所以者何？

世尊說，苦、樂從緣起生故。尊者浮彌！彼諸沙門、婆羅門所問，苦樂自作者，彼亦從因起生。言不從緣起生者，無有是處。苦樂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無因
作說者，彼亦從緣起生，若言不從緣生(94a)者，無有是處。尊者浮彌！彼沙門、婆羅門所說苦樂自作者，亦緣觸生
，若言不從觸生者，無有是處
。苦樂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無因作者，彼亦緣觸生，若言不緣觸生者，無有是處。」 

四、世尊從阿難處，得知舍利弗二人的對話，認可他們的說法
爾時，尊者阿難去舍利弗不遠，坐一樹下。聞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浮彌，所論說事。聞已從座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以尊者浮彌與尊者舍利弗共論說，一一具白世尊。

佛告阿難：「善哉！善哉！阿難！尊者舍利弗，有來問者，能隨時答。善哉舍利弗！有應時智故，有來問者，能隨時答。若我聲聞，有隨時問者應隨時答，如舍利弗所說。阿難！我昔時住王舍城山中仙人住處，有諸外道出家，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來問於我，我為斯等，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而為記說，如尊者舍利弗所說。
◎阿難！若諸沙門、婆羅門，苦樂自作，我即往彼問言：汝實作是說，苦樂自作耶？

彼答我言：如是。

◎我即問言：汝能堅執持此義？

言是真實，餘則愚者，我所不許。所以者何？

◎我說苦樂所起異於此。彼若問我：云何瞿曇，所說苦樂所起異者？

我當答言：從其緣起而生苦樂。如是說苦樂
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無因作者，我亦往彼，所說如上。」

五、阿難明白還滅緣起，則大苦聚滅

阿難白佛：「如世尊所說義，我已解知：有生故有老死，非緣餘，有生故有老死；乃至無明故有行，非緣餘，有無明故有行。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94b)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二三
；(三四四)
《拘絺羅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尊者舍利弗，以不同的方式回答尊者摩訶拘絺羅，請問「正見具足、成就正見」的意涵
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住耆闍崛山。時尊者摩訶拘絺羅，晡時從禪定
起，詣舍利弗所，共相慶慰，共相慶慰已，退坐一面。語尊者舍利弗：「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不？」

尊者舍利弗語尊者摩訶拘絺羅：「仁者且
問，知者當答。」

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多聞聖弟子，於此法律
，成就何法，名為見具足，直見成就，成就於佛不壞淨，來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二、明於不善法、不善根、善法、善根如實知

尊者舍利弗語尊者摩訶拘絺羅：「多聞聖弟子，於不善法如實知，不善根如實知，善法如實知，善根如實知。
◎云何不善法，如實知？

不善身業，口業，意業，是名不善法，如是不善法如實知。

◎云何不善根，如實知？

三不善根：貪不善根，恚不善根，癡不善根，是名不善根，如是不善根如實知。
◎云何善法，如實知？

善身業，口業，意業，是名善法，如是善法如實知。

◎云何善根，如實知？

謂三善根：無貪，無恚，無癡，是名三善根，如是善根如實知。

尊者摩訶拘絺羅！如是多聞聖弟子，不善法如實知，不善根如實知，善法如實知，善根如實知故，於此法律正見具足，直見成就，於佛不壞淨成就，來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三、明於食、食集、食滅、食滅道跡如實知

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正有此等，更有餘耶？」

尊者舍利弗言：「

有。若多聞聖弟子，於食如實知，食集、食滅、食滅道跡如實知。

◎云何於食如實知？

謂：四食。何(94c)等為四？

一者、麁摶
食
，二者、細觸食
，三者、意思食
，四者、識食
。是名為食，如是食如實知。

◎云何食集如實知？

謂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樂著
，是名食集，如是食集如實知。

◎云何食滅如實知？

若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樂著，無餘斷：捨、吐、盡、離欲、滅、息、沒，是名食滅，如是食滅如實知。

◎云何食滅道跡如實知？

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食滅道跡，如是
食滅道跡如實知。

若多聞聖弟子，於此食如實知，食集如實知，食滅如實知，食滅道跡如實知，是故多聞聖弟子，於正法律，正見具足，直見成就，於佛不壞淨成就，來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四、明於漏、漏集、漏滅、漏滅道跡如實知

尊者摩訶拘絺羅，復問尊者舍利弗：「正有此等，更有餘耶？」

尊者舍利弗言
：「尊者摩訶拘絺羅！復
更有餘。多聞聖弟子，於漏
如實知，漏集如實知，漏滅如實知，漏滅道跡如實知。

◎云何有漏，如實知？

謂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是名漏，如是漏如實知。

◎云何漏集，如實知？

無明集是漏集，是名漏集如實知。

◎云何漏滅，如實知？

無明滅是漏滅，如是漏滅如實知。

◎云何漏滅道跡，如實知？

謂八正道，如前說，如是漏滅道跡如實知。

若多聞聖弟子，於漏如實知，漏集如實知，漏滅如實知，漏滅道跡如實知故，多聞聖弟子、於此法律，正見具足，乃至悟此正法。」

五、明於苦、苦集、苦滅、苦滅道跡如實知

尊者摩訶拘絺羅問尊者舍利弗：「正有此等，更有餘耶？」

尊者舍利弗語尊者摩訶拘絺羅；「亦更有餘。多聞聖弟子，於苦如實知，苦集(95a)如實知，苦滅如實知，苦滅道跡如實知。

◎云何苦，如實知？

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苦，怨憎會苦，所欲不得苦：如是略說五受陰苦，是名為苦，如是苦如實知。

◎云何苦集，如實知？

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樂
著，是名苦集，如是苦集如實知。

◎云何苦滅，如實知？

若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樂著，無餘斷，乃至息、沒，是名苦滅，如是苦滅如實知。

◎云何苦滅道跡，如實知？

謂八聖道，如上說，是名苦滅道跡，如是苦滅道跡如實知。

多聞聖弟子，如是苦如實知，苦集、苦滅、苦滅道跡如實知。如是聖弟子，於我法律，具足正見，直見成就，於佛不壞淨成就，來入正法
，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六、釋於緣起法如實知

復問尊者舍利弗：「正有此法，復有餘耶？」

尊者舍利弗答言：「更
有餘。謂多聞聖弟子，老死
如實知，老死集如實知，老死滅如實知，老死滅道跡如實知。〔老死〕，如前《分別經》說。

(一)明老死→生→有·····行集，如實知

云何老死集如實知？

生集是老死集。生滅是老死滅。老死滅道跡，謂八正道，如前說。

多聞聖弟子，於此老死如實知，乃至老死滅道跡如實知。如是聖弟子，於我法律，正見具足，直見成就，於佛不壞淨成就，來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

(二)明於行、行集、行滅、行滅道跡如實知

聖弟子，於行如實知，行集、行滅、行滅道跡如實知。

◎云何行，如實知？

行有三種：身行，口行，意行，如是行如實知。

◎云何行集，如實知？

無明集是行集，如是行集如實知。

◎云何行滅，如實知？

無明滅是行滅，如是行滅如實知。

◎云何行滅(95b)道跡，如實知？

謂八聖道，如前說。

摩訶拘絺羅！是名聖弟子，行如實知，行集、行滅、行滅道跡如實知。於我法律，正見具足，直見成就，於佛不壞淨成就，來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七、結：明無明斷則生明，無須再求

摩訶拘絺羅復問尊者
舍利弗：「唯有此法，更有餘耶？」

舍利弗答言：「摩訶拘絺羅！汝何為逐？汝終不能究竟諸論，得其邊際。若聖弟子斷除無明而生明，何須更求！」

參、流通分

時二正士共論義已，各還本處。 

二四
；(三四五)
《集生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舍利弗尊者回答世尊所問：《經集》〈彼岸品〉偈頌裡，「學」與「法數」(無學)的涵意
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弗：「如我所說，波羅延耶阿逸多所問
：

若得諸法數
，若復種種學
，具威儀及行，為我分別說。
 

舍利弗！何等為學？何等為法數
？」

時，尊者舍利弗默然不答。第二，第三，亦復默然。

佛言：「真實，舍利弗！
」

(一)明學

舍利弗白佛言：「真實，世尊！世尊！比丘真實者，厭，離欲，滅盡向
，食集生。彼比丘以食故，生厭，離欲，滅盡向。彼食滅是真實滅，覺知已，彼比丘厭，離欲，滅盡向，是名為學。
」

「復次、真實，舍利弗！」

(二)明法數
舍利弗白佛言：「真實，世尊！世尊！若比丘真實者，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彼從食集生，若真實即是滅盡，覺知此已，比丘於滅，生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數法
。」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比丘於真實生厭，離欲，滅盡，是名法數。」

如是說已，世尊即起入室坐禪。 

二、舍利弗告諸比丘：經由世尊三問而無法作答，但由於適宜的啟發故能廣解

爾時，尊者舍利弗知世尊去已，不久，語諸比丘：「諸尊！我不能辯世尊(95c)初問，是故我默念
住。世尊須臾復為作發
喜
問，我即開解如此之義。正
使世尊一日一夜，乃至七夜，異句、異味問斯義者，我亦悉能乃至七夜，以異句、異味而解說之。」

時有異比丘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舍利弗，作奇特未曾有說，於大眾中，一向師子吼言：我於世尊初問，都不能辯，乃至三問，默然無答。世尊尋
復作發喜問，我即開解。正使世尊一日一夜，乃至七夜，異句、異味問斯義者，我亦悉能乃至七夜，異句、異味而解說之。」

三、佛陀讚嘆舍利弗，「善入法界」所以能廣解

佛告比丘：「彼舍利弗比丘，實能於我一日一夜，乃至七夜，異句、異味
所問義中，悉能乃至七夜，異句、異味而解說之。所以者何？

舍利弗比丘，善入法界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五
；(三四六)
《三法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因世間有三法故，世尊出現於世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有三法，世間所不愛、不念、不可意。何等為三？

謂老，病，死。

世間若無此三法，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意者，如來、應、等正覺不出於世間，世間
亦不知有如來、應、等正覺知見，說正法律。以世間有老，病，死三法，不可愛、不可念、不可意故，是故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世間知有如來、應
、等正覺所知所見，說正法律。

二、釋出離老、病、死的層層因緣
(一)明三法不斷

1.不堪能離老，病，死

以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老，病，死。何等為三？

謂貪，恚，癡。

2.不堪能離貪，恚，癡

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貪，恚，癡。何等為三？

謂身見，戒取，疑
。

3.不堪能離身見，戒取，疑

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身見，戒取，疑。何等為三？

謂不正思惟，(96a)習近邪道，及懈怠心。

4.不堪能離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懈怠心

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懈怠心。何等為三？

謂失念，不正知，亂心。

5.不堪能離失念，不正知，亂心

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失念，不正知，亂心。何等為三？

謂掉
，不律儀，不學戒。

6.不堪能離掉，不律儀，不學戒

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掉，不律儀，不學戒。何等為三？

謂不信，難教，懈怠。

7.不堪能離不信，難教，嬾惰

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不信，難教，嬾惰。何等為三？

謂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常求人短。

8.不堪能離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常求人短

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常求人短。何等為三？

謂不恭敬，戾語
，習惡知識。

9.不堪能離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

復有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何等為三？

謂無慚，無愧，放逸。

10.結

此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所以者何？

◎以無慚、無愧故：放逸；

◎放逸故：不恭敬，戾語
，習惡知識；

◎習惡知識故：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常求人短；

◎求人短故：不信，難教
，嬾惰
；

◎嬾惰故：掉，不律儀，不學戒；

◎不學戒故：失念，不正知，亂心；

◎亂心故：不正思惟，習近邪道，懈怠心；

◎懈怠心故：身見，戒取，疑；

◎疑故：不離貪，恚，癡；

◎不離貪、恚、癡故：不堪能離老，病，死。

(二)明斷三法

1.堪能離老，病，死
斷三法故，堪能離老，病，死。云何三？

謂貪，恚，癡，此三法斷已，堪能離老，病，死。

2.堪能離貪，恚，癡

復三法斷故，堪能離貪，恚，癡。云何三？

謂身見，戒取，疑，此三法斷故，堪能離貪、恚、癡。

3.堪能離身見，戒取，疑

復
三法斷故，堪能離身見，戒取，疑。云何為三？

謂不正思惟，習近邪道，起懈怠心，此三法斷故，堪能離身見，戒取，疑。

4.堪能離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懈怠心

復三法斷故，堪能離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懈怠心。云何(96b)為三？

謂失念心，不正知，亂心，此三法斷故，堪能離不正思惟，習近邪道，及心懈怠。

5.堪能離失念心，不正知，亂心

復三法斷故，堪能離失念心，不正知，亂心。何等為三？

謂掉，不律儀，犯戒。此三法斷故，堪能離失念心，不正知，亂心。

6.堪能離掉，不律儀，犯戒

復有三法斷故，堪能離掉，不律儀，犯戒。云何三？

謂不信，難教，嬾惰。此三法斷故，堪能離掉，不律儀，犯戒。

7.堪能離不信，難教，嬾惰

復有三法斷故，堪能離不信，難教，嬾惰。云何為三？

謂不欲見聖，不樂聞法，好求人短。此三法斷故，堪能離不信，難教，嬾惰。

8.堪能離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好求人短     

復三法斷故，堪能離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好求人短。云何為三？

謂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此三法斷故，離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好求人短。

9.堪能離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

復有三法斷故，堪能離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云何三？

謂無慚，無愧，放逸。

10.結

所以者何？

◎以慚、愧故：不放逸；

◎不放逸故：恭敬，順語，為善知識；

◎為善知識故：樂見賢聖，樂聞正法，不求人短；

◎不求人短故，生信，順語，精進；

◎精進故：不掉，住律儀，學戒；

◎學戒故：不失念，正知，住不亂心；

◎不亂心故：正思惟，習近正道，心不懈怠；

◎心不懈怠故：不著身見，不著戒取，度疑惑；

◎不疑故：不起貪，恚，癡；

◎離貪，恚，癡故：堪能斷老，病，死。」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六
；(三四七)
《須深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須深堪能密往瞿曇眾中出家，聽法已回來宣說，以求得世人尊重、供養

◎若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及餘世人所共恭敬、尊重，供養佛及諸聲聞眾，大得利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都不恭敬、尊重，供養眾邪異道，衣被、飲食、臥具、湯藥。

◎爾時，眾多(96c)異道，聚會未曾講堂，作如是論：「我等昔來，常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餘一切之所奉事恭敬，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悉斷絕，但恭敬、供養沙門瞿曇、聲聞大眾，衣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此眾中，誰有智慧大力
，堪能密往，詣彼沙門瞿曇眾中出家，聞彼法已，來還廣說；我等當復用彼聞法，化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令其信樂，可得還復供養如前。」

時有人言：「有一年少，名曰須深
，聰明、黠慧
，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聽被法已，來還宣說。」

◎時諸外道，詣須深所而作是言：「我今日大眾聚集未曾講堂，作如是論：我等先來為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諸世人之所恭敬、奉事，供養衣被、飲食、臥具、湯藥，今悉斷絕。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諸世間，悉共奉事沙門瞿曇、聲聞大眾。我此眾中，誰有聰明、黠慧，堪能密往沙門瞿曇眾中出家學道，聞彼法已，來還宣說，化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令我此眾還得恭敬、尊重、供養。其中有言：唯有須深聰明、黠慧，堪能密往瞿曇法中，出家學道，聞彼說法，悉能受持，來還宣說。是故我等故來相請，仁者當行！」 

二、須深前往僧中出家，世尊知其心念令出家；之後與慧解脫比丘作答，得知前後相違

時彼須深默然受請，詣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眾多比丘出房舍外，露地經行。

◎爾時，須深詣眾多比丘而作是言：「諸尊！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梵行不？」

時眾多比丘，將彼須深，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今此外道須深，欲
求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修(97a)梵行。」

爾時，世尊知外道須深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當度彼外道須深，令得出家。」

◎時諸比丘，願度須深出家，已經半月。有一比丘語須深言：「須深！當知我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彼須深語比丘言：「尊者！云何學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
，具足初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比丘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云何離有覺有觀，內淨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比丘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云何尊者離喜，捨心住，正念正智，身心受樂，聖說及捨，具足第三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云何尊者離苦息樂，憂喜先斷，不苦不樂，捨淨念一心，具足第四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復問：「若復寂靜、解脫，起
色、無色，身作證具足住，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答言：「不也，須深！」

◎須深
復問：「云何尊者所說不同，前後相違？云何不得禪定而復記說？」

比丘答言：「我是慧解脫
也。」

作是說已，眾多比丘各從座起而去。 

三、須深疑惑前問世尊，再請指導得知法住智，得見法住智

◎爾時，須深知眾多比丘去已，作是思惟：此諸尊者所說不同，前後相違，言不得正受，而復記說自知作證。作是思惟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彼眾多比丘，於我面前記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我即問彼尊者：得離欲惡不善法，乃至身作證，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彼答我言：(97b)不也，須深！

我即問言：所說不同，前後相違，言不入正受，而復記說自知作證！

彼答我言：得慧解脫。作此說已，各從座起而去。

我今問世尊：云何彼所說不同，前後相違，不得正受而復說言：自知作證？」

◎佛告須深：「彼先知法住
，後知涅槃
。
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
，離於我見，不起諸漏，心善解脫。」

須深白佛：「我今不知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不起諸漏，心善解脫？」
◎佛告須深：「不問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心善解脫。」

須深白佛：「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得知法住智，得見法住智！」

四、佛陀為須深說流轉與還滅緣起，須深聞已得法眼淨
◎佛告須深：「我今問汝，隨意答我。須深！於意云何？有生故有老死
，不離生有老死耶？」

須深答曰：「如是，世尊！有生故有老死，不離生有老死。」

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無明。
「有無明故有行，不離無明而有行耶？」

須深白佛：「如是，世尊！有無明故有行，不離無明而有行。」

◎佛告須深：「無生故無老死，不離生滅而老死滅耶？」

須深白佛言：「如是，世尊！無生故無老死，不離生滅而老死滅。」

「如是乃至無無明故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耶？」

須深白佛：「如是，世尊！無無明故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

◎佛告須深：「作如是知、如是見者，為有離欲惡不善法，乃至身作證具足住不？」

須(97c)深白佛，「不也，世尊！」
◎佛告須深：「是名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彼諸善男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離於我見，不起諸漏，心善解脫。」

佛說此經已，尊者須深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五、明須深向世尊悔過，因於正法中盜密出家

◎爾時，須深見法，得法，覺法，度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無畏。 〔須深〕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悔過！我於正法中盜密出家，是故悔過。」

佛告須深：「云何於正法中，盜密出家？」

◎須深白佛言：「世尊！有眾多外道，來詣我所，語我言：須深！當知我等先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及餘世人恭敬、供養，而今斷絕，悉共供養沙門瞿曇、聲聞大眾。汝今密往沙門瞿曇聲聞眾中，出家受法，得彼法已，還來宣說，我等當以彼聞法，教化世間，令彼恭敬供養如初。是故世尊！我於正法律中盜密出家，今日悔過，唯
願世尊聽我悔過，以哀愍故！」

佛告須深：「受汝悔過。汝當具說：我昔愚癡、不善、無智，於正法律盜密出家，今日悔過，自見罪、自知罪，於當來世律儀成就，功德增長，終不退減。所以者何？

凡人有罪，自見、自知而悔過者，於當來世律儀成就，功德增長，終不退減。」

六、舉譬：若於正法律盜密出家、受持法、為人宣說，所受苦痛超過於被三百矛刺

佛告須深：「今當說譬，其智慧者以譬得解。

◎譬如國王，有防邏
者，捉捕盜賊，縛送王所。

白言：「大王！此人劫盜，願王處罪。」

王言：「將罪人去，反縛兩手，惡聲宣令，周遍國中，然後將出城外刑罪人處，遍身

四體，劖
以百矛。彼典刑者，受王教令，送彼罪人，反縛兩手，惡聲宣唱，周遍城

邑，將出城(98a)外刑罪人處，遍身四體，劖以百矛。」

日中，王問：「罪人活耶？」

臣白言：「活。」

王復敕臣：「復劖百矛。」

至日晡時，復劖百矛，彼猶不死。

◎佛告須深：「彼王治罪，劖以三百矛，彼罪人身，寧有完處如手掌不？」

須深白佛：「無
也，世尊！」

◎復問須深；「時彼罪人，劖以三百矛因緣，受苦極苦劇不？」

須深白佛；「極苦，世尊！若劖以一矛，苦痛難堪，況三百矛當可堪忍！」

◎佛告須深：「此尚可耳，若於正法律盜密出家，盜受持法，為人宣說，當受苦痛倍過於彼。」

佛說是法時，外道須深漏盡意解。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尊者須深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七
；(三四八)
《十力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世尊已作獅子吼，為眾開顯緣起法；比丘應不顧身命精勤修學，以證得所當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成就十種力
，得四無畏
，知先佛住處，能轉梵輪，於大眾中震師子吼言：
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謂緣無明行，廣說乃至純大苦聚集；純大苦聚滅。

二、明怠惰者退失利益，精進者得大義；於佛前親承法教，應自利、利他及俱利而精勤修學
諸比丘！此是真實教法顯現，斷生死流，乃至其人悉善顯現。如是真實教法顯現，斷生死流，足令善男子正信出家，方便修習，不放逸住。於正法律精勤苦行，皮筋骨立，血
肉枯竭，若其未得所當得者，不捨慇懃精進方便，堅固堪能。
所以者何？

◎懈怠苦住：能生種種惡不善法，當來有結熾然，增長於未來世生老病死，退其大義故。
◎精進樂獨住者：不生種種惡不善法，當來有結熾然苦報，不於未來世增長生老
病死，大義滿足，得成第一教法之場。

所謂：大師面前，親承說法，寂滅，涅槃，菩提正向，善(98b)逝正覺。
是故比丘！當觀自利、利他，自他
俱利，精勤修學。我今出家，不愚、不惑，有果、有樂，諸所供養衣服、飲食、臥具、湯藥者，悉得大果、大福、大利。當如是學！」

參、流通分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八；(三四九)
《聖處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一、明比丘善出家、具足諸根、不愚不痴，能解法義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來比丘，善出家，善得己利，曠世時時得生聖處。諸根具足，不愚不癡，不須手語，好說、惡說堪能解義。我今於此世作佛，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說法：寂滅，涅槃，菩提正向，善逝等正覺，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二、明得親聞世尊說緣起法，應精勤修學，自利利他
諸比丘！難得之處已得，生於聖處，諸根具足，乃至純大苦聚集，純大苦滅。是故比丘！當如是學，自利，利他，自他俱利。如是出家，不愚不癡，有果、有樂，有樂果報，供養衣服、飲食、臥具、湯藥者，悉得大果、大福、大利。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九
；(三五○)
《聖弟子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貳、正宗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多聞聖弟子，不作是念：何所有故此有？何所起故此起？何所無故此無？何所滅故此滅？

然彼多聞聖弟子，知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
；(三五一)
《茂師羅經》
壹、序分       

(98c)如是我聞：一時，尊者那羅
、尊者茂師羅
、尊者殊勝
、尊者阿難
，住舍衛國象耳池
側。

貳、正宗分
一、尊者那羅請問尊者茂師羅，「有滅則寂滅涅槃」，三問後尊者茂師羅默然不答
◎爾時，尊者那羅語尊者茂師羅言：「有異信、異欲、異聞、異行覺想
、異見審諦忍
，有如是正自覺知見生，所謂生故有老死，不離生有老死耶？」

尊者茂師羅言：「有異信、異欲、異聞、異行覺想、異見審諦忍，有如是正自覺知見生，所謂有生故有老死，不異生有老死，如是說有。」

◎「尊者茂師羅！有異信、乃至異忍，得自覺知見生，所謂有滅、寂滅、涅槃耶？
」

尊者茂師羅答言：「有異信、乃至異忍，得自覺知見生，所謂有滅、寂滅、涅槃。」

◎復問尊者茂師羅：「有滅則寂滅、涅槃說者，汝今便是阿羅漢諸漏盡耶？」

尊者茂師羅默然不答。第二，第三問，亦默然不答。 

二、明殊勝尊者，述自覺知見「緣起」與「有滅則寂滅涅槃」卻非阿羅漢，以「井水喻」說明
◎爾時，尊者殊勝語尊者茂師羅：「汝今且止，我當為汝答尊者那羅。」

尊者茂師羅言：「我今且止，汝為我答。」

◎爾時，尊者殊勝語尊者那羅：「有異信乃至異忍，得自覺知見生，所謂有滅則寂滅、涅槃。」

時尊者那羅問尊者殊勝言：「有異信乃至異忍，得自覺知見生，所謂有滅則寂滅、涅槃者，汝今便是漏盡阿羅漢耶？」

◎尊者殊勝言：「我說有滅則寂滅、涅槃，而非漏盡阿羅漢也。」

尊者那羅言：「所說不同，前後相違！如尊者所說，有滅則寂滅、涅槃，而復言非漏盡阿羅漢耶！」

◎尊者殊勝語尊者那羅言：「今當說譬，夫智者以譬得解。如曠野路邊有井，無繩、無罐得取其水。時有行人，熱渴所逼，繞井求覓，無繩、無罐，諦觀井水
，如實知見而不觸(99a)身。如是我說有滅則寂滅、涅槃，而自不得漏盡阿羅漢。」 

三、明尊者殊勝，善說真實

爾時，尊者阿難語尊者那羅言：「彼尊者殊勝所說，汝復云何？」

尊者那羅語尊者阿難言：「尊者殊勝，善說真實，知復何言！」

參、流通分
時彼正士各各說已，從座起去。 

三一
；(三五二)
《沙門婆羅門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一、明不以四諦模式了知八緣起支，則不名為沙門、婆羅門，不能證得沙門法及婆羅門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若諸沙門、婆羅門，於法不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彼非沙門、沙門數，非婆羅門、婆羅門數；彼亦非沙門義
、婆羅門義，見法
自知作證：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云何法不如實知？云何法集不如實知？云何法滅不如實知？云何法滅道跡不如實知？

謂於老死法不如實知，老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不如實知。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不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不如實知。如是諸法不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

二、明以四諦模式了知八緣起支，則名為沙門、婆羅門，可證得沙門法及婆羅門法
◎若諸沙門、婆羅門，於法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沙門之沙門數，婆羅門之婆羅門數，彼以沙門義、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何等法如實知？何等法集、法滅、法滅道跡如實知？

謂老死法如實知，老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如實知。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如是諸法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如實知。」

參、流通分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99b)奉行。 

三二；(三五三)
《沙門婆羅門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釋不以四諦模式了知八緣起支，則不名為沙門、婆羅門，不能證得沙門法及婆羅門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若沙門、婆羅門，於法不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非沙門之沙門數，非婆羅門之婆羅門數；彼亦非沙門義，非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一、明不了知「因」的四諦模式，則不能如實了知其「果」
何等法不如實知？何等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

謂六入處法不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不如實知，而於觸如實知者，無有是處；觸集、觸滅、觸滅道跡如實知者，無有是處。如是受、愛、取、有、生、老死如實知者，無有是處。

二、明不了知「因」的四諦模式，則不能超越其「果」
若沙門、婆羅門，於六入處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者，於觸如實知，斯有是處。如是受、愛、取、有、生、老死如實知者，斯有是處。」

參、流通分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三；(三五四)
《沙門娑羅門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釋不明四諦模式了知八緣起支，則不名為沙門、婆羅門，不能證得沙門法及婆羅門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
◎若諸沙門、娑羅門，於六入處不如實知，而欲超度觸者，無有是處；觸集、觸滅、觸滅道跡超度者，無有是處。如是超度受、愛、取、有、生、老死者，無有是處；超度老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者，無有是處。

◎若沙門、婆羅門，於六入處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而超度觸者，斯有是處。如是超度受、愛、取、有、生、老死者，斯有是處；乃至超度老死滅道跡者，斯有是處。」

參、流通分
佛(99c)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四〜三六；(  ) 

如老死乃至六入處三經
，如是老死乃至行三經
，亦如是說。
 

三七
；(三五五)
《老死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釋覺知四諦模式的，「老死、生·····行」等十一緣起支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當覺知老死，覺知老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如是乃至當覺知行、行集、行滅、行滅道跡。

一、明老死

◎云何當覺知老死？

覺知緣生故有老死，如是老死覺知。

◎云何老死集〔覺知〕？

生集是老死集，如是老死集覺知。

◎云何老死滅覺知？

謂生滅是老死滅，如是老死滅覺知。

◎云何老死滅道跡覺知？

謂八聖道是老死滅道跡，如是老死滅道跡覺知。

二、明行覺知

◎乃至云何行覺知？

謂三行：身行，口行，意行，如是行覺知。

◎云何行集覺知？

謂無明集是行集，如是行集覺知。

◎云何行滅覺知？

無明滅是行滅，如是行滅覺知。

◎云何行滅道跡覺知？

謂八聖道是行滅道跡，如是行滅道跡覺知。」

參、流通分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
；(三五六)
《種智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明了知四諦模式十一緣起支，即四十四種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十四種智。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四十四種智？

謂老死智，老死集智，老死滅智，老死滅道跡智。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智，行集智，行滅智，行滅道跡智，是名四十四種智。」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
；(三五七)
《種智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釋七十七種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十七種智。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云何七十七種智？

(100a)生緣老死智，非餘生緣老死智，
過去生緣老死智，非餘過去，生緣老死智，未來生緣老死智，非餘未來生緣老死智，及法住智無常、有為、心所緣生、盡法、變易法、離欲法、滅法、斷知智。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無明緣行智，非餘無明緣行智，過去無明緣行智，非餘過去無明緣行智，未來無明緣行智，非餘未來無明緣行智，及法住智無常、有為、心所緣生、盡法、變易法、無欲法、滅法、斷智，
是名七十七種智。」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五八)
《無明增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釋增法、減法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增法、減法。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一、明「增法」、「生法」、「集法」(即流轉緣起)
◎云何增法？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純大苦聚集，是名增法。

二、明「減法」、「變易法」、「滅法」(即還滅緣起)
◎云何減
法？

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是名減法。」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四二；(  ) 

如增法、減法，如是生法、變易法，集法、滅法
，如上說。
 

四三〜四八；(  ) 

如當說三經，有，應當知三經，如上說。 

四九
；(三五九)
《思量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釋有思量(業愛雜染)、妄想(見雜染)、有使(隨眠)，則會引生後有
◎若思量，若妄想生，彼使、攀緣
識住；
有攀緣識住故，有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
◎若不思量，不妄想，無使、無攀緣識住；無攀緣識住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100b)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
；(三六○)
《思量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釋有思量(業愛雜染)、妄想(見雜染)、有使(隨眠)，則會引生後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若思量，若妄想者，則有使、攀緣識住；有攀緣識住故入於名色
，入名色故有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
。
◎若不思量，無妄想，無使、無攀緣識住；無攀緣識住故不入名色
，不入名色故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1、 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一
；(三六一)
《思量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貳、正宗分    
※釋有思量(業愛雜染)、妄想(見雜染)、有使(隨眠)，則會引生後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若有思量，有妄想，則有使、攀緣識住；有攀緣識住故入於名色，入名色故則有往來，有往來故則有生死，有生死故則有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

◎若不思量，無妄想，無使、無攀緣識住；無攀緣識住故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則無往來，無往來故則無生死，無生死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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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編(中)》，p.1，n.1：〈雜因誦〉第三，原本卷13〜23，共11卷，與《相應部》第二〈因緣篇〉相當。卷18以下，今分別編入〈弟子所說誦〉，〈如來所說誦〉。前5卷為〈雜因誦〉主體，分「因緣」，「諦」，「界」，「受」四種相應。


[2]《會編(中)》，p.1，n.2：「緣起食諦界擇攝」三分，為《瑜伽師地論》〈攝事分〉中，抉擇契經宗要之第三分，自卷93起。


[3]◎「立」：《瑜伽師地論》卷93：「略由三相，應知建立緣起差別：一、從前際中際得生；二、從中際後際得生；三、於中際生已隨轉，及趣清淨。·····」(大正30，827 c3-828 c12)


◎《會編(中)》，p.1-4。


※《瑜伽師地論》卷93〈攝事分中契經事緣起食諦界擇攝第3之1〉，以下簡稱為《瑜伽師地論》卷93。


�  《會編(中)》，p.1，n.3：〈因緣相應〉，共78經，與《相應部》(12)〈因緣相應〉相當。


�  《會編(中)》，p.5，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57經，參考55、56經。


�[1] ～S. 12. 57. Taruṇa.。(大正2，79d，n.1)


[2]《雜阿含經．283經》卷12 (大正2，79 a25-79 b22)


[3]《會編(中)》，p.5，n.2：《雜阿含經》卷13 (舊誤編為卷12)。


[4]《佛光．雜(一)》p.539，n.2：本經說明，若於結所繫法生心縛著，則依序生愛、取、有·····乃至純大苦聚集。譬如小樹，經灌溉後，漸漸長大。若不生心繫著，則苦滅。譬如斷樹根·····乃至焚燒，令其磨滅未來世永不生。《相應部》(S. 12. 57. Taruna.《幼樹》)


[5] 溫編．《雜》，p.1：於結所繫法(五蘊、十二處)，若生味著、顧念、心縛，則生愛→取→有→·····→純大苦聚(流轉緣起)，如種植小樹。若隨觀無常、生滅等，則引還滅緣起，如截斷小樹。


[6]參見印順導師著《唯識學探源》p.23 -p.25：「


從上面看來，五支、十支、十二支，是由簡略而到詳細。好像簡略的沒有說得完美，而詳細的不但完備，而且還能夠包含簡略。只要比較對照一下，就很容易生起這樣的見解。圖表：


　     


逐物流轉──老病死←　生←　有←　取←　愛─────┬── 五支說


　　　　　　　　　　　　　　　　　　　　　　　　　　　          │


　          觸境繫心─┬愛←─受←　觸←　六入←　名色　　──┐└┐


　　　　　　          │　　　　　　　　　　　　　　　　　┌─┼─┼─ 十支說


　          生命依持─└名色←→識────────────┤　│　│


　　　　　　　　　　　　　　　　　　　　　　　　          └┐└┐└┐


　          死生本源←　識←　行←　無明──────────┴─┴─┴ 十二支說





其實不然。詳細的並沒有增加，簡略的也並無欠缺。像五支，在形式上，好像有些欠缺；但體察它的意義，還是具足十支的，如《雜阿含．283經》卷12說：「若於結所繫法(285、286經，作「於所取法」，都是指十二處說的)，隨生味著，顧念心縛則愛生；愛緣取。」


在五支以前，說到「結所繫法」；這結所繫法，就是內六入，與外六入(見《雜阿含．279經》卷9。又說到「隨生味著」，這味著就是受。說到「顧念心縛」，這心就是識。這樣看來，五支與十支，豈不是同其內容而沒有什麼增減嗎？十支與十二支，也不過三世兩重因果，與二世一重因果的差別。緣起觀的目的，在說明前生和後生，因果相續的關係；至於三世、二世，倒並不重要。雖然說生死的根源在無明，其實無明早就含攝在十支中的觸支裡。觸有種種的觸，而緣起中所說的是無明觸。因無明相應的觸，所以對所取的境界不能了知；不了知無常、苦、空、非我，不了知三寶、四諦，不了知善惡業果，所以起了味著(受)；因味著才生愛、生取。十支說中的識、名色、六入，是構成認識的條件，觸才是認識的開始。這認識有著根本的錯誤，因以引起了觸境繫心的緣起。也就因為這點，十支說談到還滅的時候，每不從識滅則名色滅說起，卻從觸滅則受滅開始。經裡所說的觸緣受，指以無明觸為認識的開始說的，不是說有觸就必然的生受、生愛。不然，佛教應該和外道一樣，把眼不見色、耳不聞聲作為解脫。因為一有認識，就成為生死流轉的主因呀！」


�  顧念：1.眷顧想念；念及。3.顧及，想到。4.猶回顧。(《漢語大詞典(12)》，p. 358)


�  《佛光．雜(一)》p.539，n.3：「隨生味著、顧念、心縛」，巴利本作 Assādânupassino (隨觀樂味而〔心〕


住)。


�  軟＝漸【宋】*。(大正2，79d，n.2)


�  壅(yōngㄩㄥ)：3.聚積；堆積。4.在植物根部，培土或施肥。 (《漢語大詞典(2)》，p. 1288)


�   《唯識學探源》參見印順導師著p.11 -p.14：「五支說的解說 ──


釋尊宣說緣起，既有詳略不同，那麼要解說緣起，當然要注意到支數的多少與含義的廣略，才能從比較的研究，見到思想的一貫。現在，為解說上的便利，把它歸納作五支(三支)說，十支(九支)說，十二支說三類，再去分別的觀察。《雜阿含經》卷12 (283、285、286經等)，釋尊依愛、取、有、生、老病死五支，說明逐物流轉與生死相續的連繫。這對於因集感苦的緣起觀，可說已徹底的發揮了。其他的十支說，十二支說，只是進一步的去探索逐物流轉的理由。現在先把每支的定義，和前後相互的關係，作一簡單的說明。


「老病死憂悲苦惱」，凡是眾生，誰也不能倖免。釋尊見到了老、病、死苦，才警覺出家。感到老死大患的逼迫，想找一種解決的方法，這便是釋尊出家的動機之一，也是佛家思想的歸宿所在。所以，用現實的痛苦，作為觀察緣起的出發點。要解除苦痛，須知苦痛的來源，這就要追尋老死的原因。老死是緣生而有的。「生」，是說在魚、鳥、人、天等種種眾生中生。既受了生，那就必然要老死。可是世間眾生，雖見到老死的可怕，卻都以為生是可喜，豈不近視到極點嗎？生，也有它的原因，就是有。「有」，一般都解釋做業，就是因前生所造的業，才會有此生生命的產生。但依經文看來，還有更主要的解說。經上說，有是欲有、色有、無色有 ── 三有，是能引發三有果報自體的存在。因三界趣生自體的存在(如種子到了成熟階段)，就必然有生老病死演變的苦痛。這樣，有不必把它只看成業因。這在經裡，還可以得到證據。《雜阿含．291經》，敘述了「愛、億波提」，眾生所有種種眾苦的次第三支。億波提是取，取所繫著的所依名色自體，正與有的意義相合。再像佛陀初轉法輪，說愛(取是愛的增長)是集諦，也沒有明白的別說業力(《雜阿含經》是不大說到業力的，這應該怎樣去理解它)。這不必說業力是後起的，是說愛、取支，不但指內心的煩惱，與愛取同時的一切身心活動，也包括在內。這愛取的身心活動，即是未來苦果的業因，業力是含攝在愛取支裡。眾生為什麼會有三界的自體呢？這原因是取。取有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四種。取是攝受執著追求的意義；因為內心執取自我(我語取)，所以在家人執取五欲(欲取)，出家人(外道)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見取)，與無意義的戒禁(戒禁取)。因種種執取的動力，而引發身、語、意的一切行動，不論它是貪戀或者厭離這個生命和塵世，都要招感未來三有的果報。取也有因緣，是從愛著而來。愛是染著企求的意義，有欲愛、色愛、無色愛三種，就是對三有而起的染著。這裡，我們要加以注意：煩惱很多，為什麼單說愛呢？經中不常說「愛結所繫」嗎？


我們起心動念，就在自我與認識的境界之間，構成了密切的連繫。依自我生存的渴愛，積極追求塵世的一切，或消極的受環境的衝動，起貪、起瞋，甚至不惜生命的毀滅，企圖得到一種安息。眾生身、語、意的一切動作，沒有不依染著三界自體與塵世為關鍵的。眾生生死的動力，就在此。愛與取，是量的差別，質的方面是相同的。為要表示從愛染到身、心種種活動的過程，才立這愛取二支。《長阿含》卷10的《大緣方便經》，曾對二支有詳細的說明，它說：「阿難！當知因愛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護，由有護故有刀杖諍訟，作無數惡。」經文的描寫，雖有點過於瑣碎，但委曲說明依愛取而起惡心，為貪、瞋、慳吝的根本，為一切惡行的動力，是非常親切、明顯。這樣，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這逐物流轉的緣起觀，敢說已經說明了苦集二諦的主要意義。」


�溫編．《雜》，p.1：


☉《雜》《相》《瑜伽》對照： 


《雜》，p.5：若於結所繫法，隨生味著，顧念，心縛則愛生；愛緣取…


《瑜伽》於能隨順諸漏處所，依現在世隨觀愛味，依過去世深生顧戀，依未來世專心繫著。


《相》S II 86 “Saṃyojaniyesu*…dhammesu assādānupassino viharato taṇhā pavaḍḍhati. ”  


*Spk II 77: Saṃyojaniyesūti dasannaṃ saṃyojanānaṃ paccayesu.( Saṃyojaniyesūti：作為十結之緣的。)


△《相》《瑜伽》皆作「隨觀愛味。」但《相》缺《雜》《瑜伽》的「顧念」、「心縛。」


△「�EQ \* jc5 \* "Font:新細明體" \* hps8 \o(\s\up 11(ㄩㄥ),壅)�」=在植物根部培土或施肥。


△《雜》「隨順無常觀…捨觀」，《相》只提「過患隨觀。」


�  颺 (yángーㄤ´)：1.飛揚；飄揚。2.風吹起。4.(向上)飛。亦指遁去。(《漢語大詞典(12)》，p. 640)


�  《會編(中)》，p.6，n. 3：《相應部》(12)〈因緣相應〉58、59經。


�[1] ～S. 12. 55-56. Mahārukkha.。(大正2，79d，n.3)


[2]《雜阿含經．284經》卷12 (大正2，79 b23-79 c26)


[3]《佛光．雜(一)》p. 540，n.1：本經經意，同第321經，說明十支緣起。於所取法識住，追逐名色而有隨後九支緣生。《相應部》(S. 12. 55-56. Mahārukkha.《大樹》)   


[4] 溫編．《雜》，p.1：若於所取法(Upādāniyesu dhammesu)，生味著、顧念、心縛，則心驅馳，追逐名色→六入處→觸→受→愛…純大苦聚生，如常保大樹。若觀無常、生滅等，則起還滅緣起，如截斷大樹。


[5]◎「九相」：《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安立九相，後有苦樹能生當有。謂有世間非聰慧者，於現法中所造新業，如小苦樹。若彼世間非聰慧者，於能隨順諸漏處所，依現在世隨觀愛味，依過去世深生顧戀，依未來世專心繫著。如是住已，先所未斷一切貪愛，由數習故轉更增長。·····」(大正30，828，c12-829，a9)


◎《會編(中)》，p.7-8。


�[1] 縛心＝心縛【宋】【元】【明】。(大正2，79d，n.4)


[2]《會編(中)》，p.6，n. 4：「心縛」原本作「縛心」，依宋本改。


�溫編．《雜》，p.1：


☉《雜》《相》對照 ── 


	p.6：若於所取法，隨生味著，顧念，心縛，其心驅馳，追逐名色


Saṃyojaniyesu …dhammesu assādānupassino viharato nāmarūpassa avakkanti hoti.


�  惱苦＝苦惱【宋】【元】【明】。(大正2，79d，n.5)


�[1] 是＋（如是）【宋】【元】【明】。(大正2，79d，n.6)


[2]《會編(中)》，p.7，n. 5：原本缺「如是」二字，依宋本補。


�  《會編(中)》，p.8，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53、54經；參考〈因緣相應〉(10經)。


�[1] ～S. 12. 10. Gotama，S. 12. 53-54. Saññojana.。(大正2，79d，n.7)


[2]《雜阿含經．285經》卷12 (大正2，79 c27-80 b7)


[3]《佛光．雜(一)》p.542，n.2：本經敍說，世尊為菩薩在菩提樹下未成正覺時，觀緣起之順逆。《相應部》(S. 12.10. Gotamo.《大釋迦牟尼瞿曇》，12. 53-54. Saññojanaṃ.《結》)


[4]溫編．《雜》，p.1-2：經3 -4 (285-286) 


◎第3經敘述，菩薩逆觀緣起法。以「燈明油炷」的比喻，說明流轉緣起(苦、集)與還滅緣起(滅、道)：於所取法(五蘊)生味著、顧念，引生流轉緣起(愛→取…苦)，如為燈增油調炷；若不味著，則引生還滅緣起(愛滅→取滅…苦滅)，如不為燈增油調炷。


◎第4經如第3經，但以「乾草樵(ㄑㄧㄠˊ)薪」喻(《相》乾柴及牛糞)，取代「燈明油炷」喻。


[5] 參見印順導師著《唯識學探源》，p.11-p.14；p.23 -p.25。


�[1]《佛光．雜(一)》p.543，n. 3：「世間難入」，巴利本作 Kicchaṃ vatāyaṃ loko āpanno (已陷入實在苦難的世間)。


[2]溫編．《雜》，p.1：


☉《雜》《相》對照 ── 


	    p.8：世間難入，所謂若生、若老、若病、若死、若遷，若受生，然諸眾生生、老、死，上及所依，


不如實知。


S II 5: Kicchaṃ vatāyaṃ loko āpanno jāyati ca jīyati ca mīyati ca cavati ca upapajjati ca. Atha ca panimassa dukkhassa nissaraṇaṃ nappajānāti jarāmaraṇassa.


�  遷： 6.變更，變化。7.去，離開。8.離散。(《漢語大詞典(10)》，p. 1170)


�[1] 老＋（病）【宋】【元】【明】。(大正2，80d，n.1)


[2]《佛光．雜(一)》p.543，n.4：麗本，無「病」字，今依據宋、元、明三本補上。


�  《佛光．雜(一)》p.543，n.5：「正思惟起無間等知」，巴利本作 Yoniso manasikārā ahu paññāya abhisamay


，其意為由於已有如理思惟，以般若(慧)現觀。


�  《會編(中)》，p.8，n.2：「復」下，原本衍「何緣」二字，今刪。


�  溫編．《雜》，p.1：△ p.8「取法味著、顧念、心縛…」一句中「取法」=「於所取法。」


�  膏油：1.油脂；燈油。(《漢語大詞典(6)》，p. 1361)  


�  《會編(中)》，p.9，n.3：「心」原本作「愛」，準前後文改。


�   生＋（法）【宋】【元】【明】。(大正2，80d，n.2)


�溫編．《雜》，p.1：


☉《雜》《相》對照 ── 


p.9：若不增油、治炷…  △「治」=整理。


S II 86: Na kālena kālaṃ telaṃ āsiñceyya na vaṭṭiṃ upasaṃhareyya. (Vatti=wick燈芯)


�[1] 佛＋（言）【宋】【元】【明】。(大正2，80d，n.3)


[2]《會編(中)》，p.9，n.4：「言」，原本缺，依宋本補。


�  《會編(中)》，p.9，n.5：《相應部》(12)〈因緣相應〉52經。


�[1] ～S. 12. 52. Upādāna.。(大正2，80d，n.4)  


[2]《雜阿含經．286經》卷12 (大正2，80 b8-80 b23)


[3]《佛光．雜(一)》p.545，n.3：本經說明若於所取法味著，則如增草薪於火上，使其續燃，如是老病死苦相續。若不縛著則愛滅，譬如薪火燒盡，如是老病死苦聚滅。《相應部》(S. 12.52. Upādāna.《取》)


[4]◎「苦聚」：《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世尊在昔為菩薩時，棄前所得諸世俗道及世諸師，處菩提座，為欲悲愍利他有情以為上首，自於諸諦起正觀察。爾時為欲歷觀苦諦，由老死支苦諦所攝，故於緣起逆歷觀察。當知此中，由三種相，於其老死如理觀察：一者、觀察細因緣故，二者、觀察粗因緣故，三者、觀察非不定故。·····」(大正30，829a10-829b6)


◎《會編(中)》，p.10-11。


[5] 參見印順導師著《唯識學探源》，p.11-p.14；p.23 -p.25。


�  樵薪：1.柴薪。 (《漢語大詞典(4)》，p. 1315)


�  《佛光．雜(一)》p.546，n.1：「增」字之下可能欠一「愛」字，第323 (285)經作「愛欲增長。」


�  《會編(中)》，p.11，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65經；《增壹阿含經．4經》(38)〈力品〉。


�[1] ～S. 12. 65. Nagara.。(大正2，80d，n.5)  


[2]《雜阿含經．287經》卷12 (大正2，80 b24-81 a8)


[3]《佛光．雜(一)》p.546，n.2：本經敍說，世尊為菩薩未成正覺時，尋求生老病死苦之因，三轉覺悟無明乃至老病死苦之順逆十二緣起，亦即古仙人所覺之道。《相應部》(S. 12. 65. Nagaraṃ.《城邑》)、《增壹阿含經．4經》卷31〈38力品〉(大正2，718 a13-c16)、支謙譯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玄奘譯《緣起聖道經》、法賢譯《佛說舊城喻經》。


[4] 溫編．《雜》，p.2：佛陀自述其為菩薩時觀察緣起的情況。佛陀以旅人發現古仙人道跡之喻，譬自己發現八正道。經文最後提到佛陀向人、天宣說所自覺之法。


[5]◎「諦觀」：《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世尊在昔為菩薩時，處菩提座，依緣起門，逆次而入。先緣後際，如理思惟老死苦諦，乃至其愛，如是觀察後際苦諦，及後際苦所有集諦。未為喜足，遂復觀察後際集諦因緣所攝現在眾苦，謂遍逆觀受、觸、六處、名色與識。當知此中觀未來苦，是當苦諦；觀彼集因，是當集諦。觀未來世苦之集諦，由誰而有，知由從先集所生起，識為邊際現法苦有。既知從先集所生起，不應復觀此云何有，是故世尊昔菩薩時，為觀當來所有苦、集，觀現在苦，乃至作意相應心識而復轉還。又為漸次觀彼後際集諦依處，後際苦諦所依止處，當知即是後際集諦，故乃至識，復還順上。如是順、逆，如理觀察緣起苦、集，從此無間，為觀滅諦，始從老死逆次第入，乃至無明。·····」(大正30，829 b7-829 c6)


◎《會編(中)》，p.13。


[6] 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三冊》p. 234：「


七一三；《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 ── 吳支謙譯；


        七一四；《緣起聖道經》                        ── 唐玄奘譯；


        七一五；《佛說舊城喻經》                    ── 趙宋法賢譯，


這三部經，都是《雜阿含．287經》的同本異譯。」


�[1]《佛光．雜(一)》p.547，n.3：「齊識而還不能過彼」，巴利本作 Paccvdāvattati kho idam viññānaṃ  nāma-


rūpamhā nāparaṃ  gacchati, ettāvatā jīyetha vā jāyetha vā mayetha vā cavetha vā upapajjetha vā (此識由此退，不超越名色而進，於此限老、衰、死而後再生)。「齊識 」，即以識為限。「不能過彼」，即不超越名色。


[2]溫編．《雜》，p.2：


☉《雜》《相》對照 ── 


	    p.11：齊識而還，不能過彼。


S II 104: Paccudāvattati kho idaṃ viññāṇaṃ nāmarūpamhā na paraṃ gacchati.


(This consciousness turns back; it does not go further than name-and-form.)


☉《雜》《相》差異


	經文談「逆觀流轉緣起」時，只說到「識」，未提「行、無明。」但說到「逆觀還滅緣起」(p.12,2)時則又提及二者。這個差異成為《瑜伽》註釋的焦點之一。


但《相》說到「逆觀還滅緣起」時，仍未提「行、無明。」《相註》解釋，菩薩依「現在五蘊有」而作毗婆舍那，故未觀屬過去的「無明」、「行。」* 見CDB 776 n 176。


*Spk II 106: Avijjāsaṅkhārā hi tatiyo bhavo, tehi saddhiṃ ayaṃ vipassanā na ghaṭīyati (connected with). Mahāpuriso hi paccuppannapañcavokāravasena abhiniviṭṭhoti. (無明行是第三有，此毗婆舍那與它們無關。佛陀依現在五蘊而修觀。)


�  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144-p.146：「


佛法的因緣論，雖有此三層，而主要的是事待理成，依此而成為事實，依此而顯示真性。如上面說到的「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即表示了兩方面。說明世間集的因緣，佛法名之為「緣起支性」；說明世間滅的因緣，名之為「聖道支性。」經中每以「法性、法住、法界安住」，形容緣起支性。緣起支性即十二有支，主要為說明世間雜染因果相生的法則。聖道支性即是八正道，要想得到超越世間雜染的清淨法，必須修聖道為因緣，才能實現。


經中曾以「古仙人道」《雜阿含．287經》卷12說此聖道，即可見要到達清淨解脫，不論是過去或未來，大乘或小乘，此八正道是必經之路，必須依此軌則去實行。緣起支性與聖道支性，是因緣論中最重要的，可說是佛法中的兩大理則。佛教中的大眾系與分別說系，都說此緣起支性與聖道支性是無為的，就因為這兩大理則，都有必然性與普遍性。大眾與分別說系稱之為無為，雖還有研究的餘地，但能重視此兩大理則，不專在差別的事相上說，可說是有他的獨到處！


這兩大理則，都是因緣論。緣起支性是雜染的、世間的，聖道支性是清淨的、出世間的；因緣即總括了佛法的一切。有情的現實界，即雜染的。這雜染的因緣理則，經中特別稱之為緣起(釋尊所說的緣起，是不通於清淨的)法。依此理則，當然生起的是雜染的、世間的、苦迫的因果。清淨的因緣 ── 聖道支性，依此理則，當然生起的是清淨的、出世的、安樂的因果。佛法不是泛談因果，是要在現實的雜染事象中，把握因果的必然性。這必然理則，佛也不能使他改變，成佛也只是悟到這必然理則，依著清淨的必然的因緣法去實行完成。所以佛說此兩大理則，即對於現實人間以及向上淨化，提供了一種必然的理則，使人心能有所著落，依著去實踐，捨染從淨。如學者能確認此必然理則，即是得「法住智」；進一步的實證，即是經中所說的「見法涅槃」了。


�  參見印順導師著《唯識學探源》p.4-p.7：「


唯識思想的源泉，應從《阿含經》去探索，因為四阿含是大小乘共信的，公開流行的時期也比較的早(《雜阿含經》是更古典的)。要從「四阿含」裡，抉出唯識的先驅思想，這對於阿含思想的中心，有先加認識的必要。「四阿含」所開示的法門，好像是很多，但自有一貫的核心，這便是緣起。緣起的定義，像經上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意思說：宇宙、人生，要皆為關係的存在，無獨立的個體，因關係的演變分離而消失。


佛法雖以「因緣生」總攝一切，說明一切，但主要的是生命緣起。假使離此業果緣起，泛談因緣所生，還是不能理解佛教真相的。整個佛法，可以分為流轉、還滅兩門；還滅、流轉，都建立在業果緣起的基礎上。「此有故彼有」，開示了生死相續的因果法則，不息的在三界五趣裡輪轉，這就是雜染的流轉。「此無故彼無」，是說截斷了生死相續的連繫，不再在三界中受生，這就是清淨的還滅。不但「阿含」以緣起為中心，就是後代龍樹、無著諸大論師的教學，也不外此事，無非解釋發揮這緣起流轉，和怎樣證得這緣起的還滅。


釋尊證悟了生命的實相，才從生死大海裡解脫過來。因內心悲願的激發，想把苦海中的一切眾生，都獲得同樣的解放，才大轉法輪。我們要正確認識佛法的心要，那可以從釋尊自悟的聖境中去研究。釋尊常常把自己證悟的經歷，剴切的說給弟子聽，像《雜阿含．287經》卷12 (大正藏編號)說：「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作是念：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緣故老死有？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有故老死有，生緣故老死有。·····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無明無故行無，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我時作是念：我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逕，古仙人道跡。古仙人從此跡去，我今隨去。譬如有人遊於曠野，披荒覓路，忽遇故道古人行處，彼則隨行。漸漸前進，見故城邑，古王宮殿、園觀、浴池、林木清淨。·····我於此法，自知自覺成等正覺。」


釋尊自述它發見生死流轉和解脫生死的法則，就是緣起的起滅。不但釋尊如此，過去諸佛，也沒有不經歷這緣起大道的。因此，緣起是法爾如是的，本然而必然的法則，不是釋尊創造，只是釋尊的平等大慧，窺見生命的奧祕而加以說明罷了。」


�  《會編(中)》，p.13，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67經。


�[1] ～S. 12. 67. Naḷakalāpiya.。(大正2，81d，n.1) 


[2]《雜阿含經．288經》卷12 (大正2，81 a9-81 c3)


[3]《佛光．雜(一)》p.549，n.1：本經敍說，尊者舍利弗詣尊者摩訶拘絺羅所，問其老死，乃至識為自作或他作等。摩訶拘絺羅答以「名色緣識生，識緣名色生」，並以蘆做譬，最後讚歎舍利弗能作種種甚深正智之問。《相應部》(S. 12. 67. Nalakalāpiya.《蘆束》)


[4] 溫編．《雜》，p.2：舍利弗尊者請教摩訶拘絺羅緣起之事，談到「老死…識」十緣起支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無因作，皆「依緣而生」(經文談到「名色」與「識」互相為緣)。事後，尊者舍利弗以「三十事」隨喜尊者摩訶拘絺羅之所說。


[5]◎「攝聖教」：《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佛世尊教，三處所攝。何等為三？一、善建立諸緣生法無作用故，二、彼為依、利他行故，三、彼為依、自利行故。·····」(大正30，829 c7-829 c28)


◎《會編(中)》，p.15-16。


[6]參見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92 -p.93：「


充滿苦迫的有情，到底是什麼？釋尊的觀察，詳於心理的分析，有五蘊說(色、受、想、行、識)。詳於生理的分析，有六處說(眼、耳、鼻、舌、身、意)。詳於物理的分析，有六界說(地、水、火、風、空、識)。都不出色(物質)心(精神)的和合相續。像神教者常住不變清淨妙樂的自我(靈魂)，根本沒有。這無常無我的色心和合相續論，依「識緣名色生，名色緣識生」


《雜阿含．288經》卷12的緣起論的觀點，決不能看為二元的。即心與身，為相待的關係的存在；不相離而又是不相即的。」


�[1] 摩訶拘絺羅～Mahākoṭṭhita.。(大正2，81d，n.2)


[2]《佛光．雜(一)》p.549，n.2：摩訶拘絺羅(Mahākotthita)(巴)，得四辯才，以善於回答別人的問難而知名之比丘。


�  《佛光．雜(一)》p.550，n.1：「詣尊者摩訶拘絺羅」巴利本作 Āyasmā Mahā-kotthito…yenāyasmā Sāriputto 


tenupasavkami (摩訶拘絺羅詣舍利弗所)。


�  慰＋（慰）【宋】【元】【明】。(大正2，81d，n.3)


�  與＝以【元】【明】。(大正2，81d，n.4)


�[1]自＋（作）【宋】【元】【明】。(大正2，81d，n.5)


[2]《佛光．雜(一)》p.550，n.4：「自」，宋、元、明三本均作「自受」二字。


�  然＋（後）【宋】【元】【明】。(大正2，81d，n.6)


�  他作＝非他【宋】*【元】*【明】*。(大正2，81d，n.7)


�[1]增＝緣【元】【明】。(大正2，81d，n.8)


[2]《會編(中)》，p.14，n.2：「緣」，原本作「增」，依元本改。


[3]《佛光．雜(一)》p. 551，n.7：「緣」，麗本作「增」，今依據元、明二本改作「緣。」


�  《佛光．雜(一)》p. 551，n.8：然彼名色緣識生，而今復言名色緣識：應作如是了解：「然彼名色緣識而生，而今復言依名色為緣而有識。」


�[1]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149-p.151：「


有情的生死流轉，即在這樣 ── 十二支的發展過程中推移。這十二支，可以約為三節：


一、愛、取、有、生、老死五支，側重於「逐物流轉」的緣起觀。有情都要「老死」，老死是由生而來的，生起了即不能不死；所以生不足喜，死也不足憂。可見想長生不死或永生不滅，是永遠不可能的。有情為什麼會生起呢？即由於「有。」有指過去業力所規定的存在體，三有或者五有。既有業感存在體，即不能不生起，如種子得到水、土、溫度等緣力，即不能不萌芽一樣。何以會有？這原因是「取」── 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取是攝持追求的，由內心執取自我，所以在家人執取五欲，出家者又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與毫無意義的戒禁。人類的所以執取趨求，又由於「愛。」這即是有情的特性，染著自體與境界，染著過去與未來。因為愛染一切，所以執取趨求，所以引起業果，不得不生，不得不死了。從愛到老死的五支，說明了苦與集的主要意義。


二、識、名色、六處、觸、受五支，是在逐物流轉的緣起觀中，進求他的因緣，達到「觸境繫心」的緣起。有情的染愛，不是無因的，由於苦、樂、憂、喜等情緒的領「受」，所以引發染愛。染愛不但是愛著喜樂的，凡是感情掀動而不得不愛，不得不瞋，戀著而難以放下的一切都是。論到情緒的領受，即知由於(六)根的取境、發識，因三者和合而起的識「觸。」沒有觸，反應對象而起的領受，也即不生。這十二支中的觸，專指與無明相應的觸。這樣，即是不能沒有「六處」的。六處即有情自體，這又從「名色」而有。名色是嬰胎初凝，還沒有完成眼等六根的階段。這名色要有「識」的執持，才能不壞而增長；此識也要依託名色，才能發生作用。所以不但識緣名色，名色也緣識，到達色心交感，相依互存的緣起。如《雜阿含．288經》卷12說：「譬如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識緣名色，亦復如是，展轉相依而得生長。」


三、從識到受，說明現實心身的活動過程，不是說明生死流轉的根源。所以進一步說：無明緣行，行緣識。這一期生命中的情識 ── 「有識之身」，即有識的有情的發展，即是生。所以識依於行的「行」，即是愛俱思所引發的身行、語行、意行，也等於愛取所起的有。「無明」也等於無明觸相應的愛等煩惱。由於無明的蒙昧，愛的染著，生死識身即不斷的相續，不斷的流轉於生死苦海。苦因、苦果，一切在沒奈何的苦迫中，成為「純大苦聚」，這即是有情的一切。」


[2]參見印順導師著《唯識學探源》p.16 -p.19：「


生死流轉，確是依染著生命塵世的渴愛為原因的。但愛是心所之一，它的生起和活動，也不能無因。考慮到愛的因緣，就發現了受。「受」，是心的領納作用，有樂受、苦受、捨受三種。在觸對境界而生了別認識的時候，在心上現起所知意像的時候，必然帶有一種情緒 ── 隨順，或者違反自己的意樂。這或順或違的欣喜，憂戚的情緒，就叫受。這受要依感覺才能引發，所以受又依六入觸為緣而生。「六入觸」，就是依眼、耳、鼻、舌、身、意取境的六根，而生起眼觸、耳觸到意觸。這六觸，可說是認識作用的開始。六入生起覺觸，一定要有所觸的對象，因此，六入觸又以名色為因緣。「名色」的色，是色蘊；名是受、想、行、識四蘊。這五蘊 ── 名色，可以總攝一切精神與物質。名色是六入觸所取的，所以是認識的對象。緣名色有六入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的四支，說明了觸境繫心的過程。名色，是認識的對象。六入觸，是以感覺的機構作關鍵，讓客觀的名色反映到六根門頭來；六根攝取名色的影像，生起主觀的感覺，才成為認識。


這認識，因受名色的波動，泛起了欣喜憂戚的情緒。到這裡，因味(受)著對象，被環境的束縛轉移，不得自在。愛呢，因內心苦樂的繫著，開始用它主動的姿態，對生命塵世而傾向、戀慕。追逐外境的形勢，已像四河入海一樣，唯有一直向前奔放。不是大力龍王，有誰能使它反流呢！實際上，外境並沒有繫縛內心的力量，完全是因內心的味著、染愛，才自己鎖縛著自己。觸境繫心的緣起觀，到此可以告一段落。進一步觀察：名色要從識而有，所以說「識緣名色。」但識也還要依託名色才能存在，所以又說「名色緣識。」識與名色，相依相緣而存在；《雜阿含經．288經》卷12，曾用束蘆的比喻，說明它的相互依存性：「譬如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識緣名色，亦復如是，展轉相依而得生長。」


識與名色的相互依存關係，不是站在認識論的立場，說明有主觀才有客觀，有客觀才有主觀。依經文看來，釋尊的本意，是從探索認識活動的根源，觸發到生命相依相持而存在的見地。名色，確乎可以概括內外一切的物質與精神，概括認識的一切對象，但經中每每用它代表有情身心組織的全體。這正和五蘊一樣，它能總括一切有為法，經中卻又常把它解說為有情組織的要素。名色既是有情身心組織的總名，當然要追問它從何而來？從父精母血的和合，漸漸發達到成人，其中主要的原因，不能不說是識。識是初入母胎的識，因識的入胎，名色才能漸漸的增長、廣大起來。不但胎兒是這樣，就是出胎以後少年到成人，假使識一旦離身，我們的身心組織立刻要崩潰腐壞。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所以說名色以識為緣。再看這入胎識，倘使沒有名色作它的依託，識也不能相續存在(沒有離開物質的精神)，也不能從生命的潛流(生前死後的生命)，攔入現實的生命界。這不但初入胎是如此，就是少年、成人，也每每因身體的損害，使生命無法維持而中夭，所以又說「名色緣識。」


這識與名色的相互關係，正像《大緣方便經》所啟示的：「阿難！緣識有名色，此為何義？若識不入母胎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若識入胎不出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若識出胎，嬰孩壞敗，名色得增長不？答曰：無也。阿難！若無識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是緣，知名色由識，緣識有名色。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緣名色有識，此為何義？若識不住名色，則識無住處；若無住處，寧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不？答曰：無也。阿難！若無名色，寧有識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識由名色，緣名色有識。我所說者，義在於此。」識與名色，是同時相依而共存的，經文說得非常明白。名色支中有識蘊，同時又有識支，這二識同時，似乎不是六識論者所能圓滿解說的。後來大乘唯識學的結生相續，執持根身，六識所依的本識，就根據這個思想，也就是這緣起支的具體說明。認識作用，要有現實生命靈活的存在作根據，所以在觸境繫心以後，更說明了生命依持的緣起觀。」


�  《佛光．雜(一)》p.552，n.1：「滅盡向」，巴利本作 Nirodhāya patipanno (為滅盡而行道者)。


�溫編．《雜》，p.2：


☉《雜》《相》《瑜伽》對照： 


《雜》，p.15：說三次「是名法師」之處，《相》依序為「說法師」(Dhammakathiko)、「法隨法行者」(Dhammānudhammapaṭipanno)、「證現法涅槃者」(Diṭṭhidhamma- nibbānappatto)。《瑜伽》與《相》相符，提到「法隨法行」及「證得現法涅槃。」


�  《佛光．雜(一)》p.553，n.2：梵行者：即修離欲清淨行之人。


�  《會編(中)》，p.16，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61經。


�[1] ～S. 12. 61. Assutavā.。(大正2，81d，n.9)


[2]《雜阿含經．289經》卷12 (大正2，81 c4-81 c29)


[3]《佛光．雜(一)》p.553，n.3：本經說明，愚無癡聞凡夫不能於識生厭，故不解脫；多聞聖弟子於識生厭，故解脫。《相應部》(S. 12. 61. Assutavā.《無聞》)


[4]溫編．《雜》，p.2：經7-8 (289-290)


◎凡夫雖見四大所造身有增、減、生、滅，故可能於身體厭離、離欲、解脫，但却執著心識為我。事實上，色身看似可住百歲，但心識生滅迅速，須臾變化，更不應視為「我。」聖弟子能觀察緣起，了知「受」因「觸」而生，「觸」滅則「受」滅。如此，若能厭離由心、色構成的五蘊，則能解脫。


△「時剋」：2.時時；經常。3.即時，立刻。△「背」：13.棄去；離開。


◎第8 (290) 經增加「兩木相摩生火」喻以譬「因觸生受」的過程。


�[1] 小＝少【宋】【元】【明】。(大正2，81d，n.10)


[2]《佛光．雜(一)》p.554，n.1：「少」，麗本作「小」，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少。」


�[1] 尅＝刻【元】【明】*。(大正2，81d，n.11)


[2]《佛光．雜(一)》p.554，n.2：「刻」，麗本作「尅」，今依據元、明二本改作「刻。」


�  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35-p.37：「


在一切流變的世法中，佛見出它的無常，就在現實的事象上指示我們去認識。本來，一切法都在變動，絕對常性的不可能，世間學者每能體會到此；就是一般常人，也可以知道多少。但是，人們總不能徹底，總想要有個常性才好，或以為生滅無常現象的後面有個常住的實體，或以為某分是無常，某分是常 ── 如唯心論者之心。以佛教的觀點看，不管內心外物，一切都是無常的。對這個道理，釋尊曾用多少方法譬喻來顯示。現在且說兩點：


第一，以過未顯示現在無常，如《雜阿含．8經》云：「過去未來色無常，況現在色！」這個見解，在常識上或以為希奇。其實，那是時間觀念的錯誤。佛說三世有(姑且不問是實有或是幻有)，既有時間相，必然是指向前有過去相，指向後有未來相。只要有時間性的，必然就有前後向，有這過去與未來。眾生對當前執著，同時也不斷的顧戀過去，欣求未來。佛法上過現未之分別是：已生已滅的叫過去，未生未滅的叫未來；現在，則只是過去與未來的連接過程；離過未，現在不能成立。現在，息息流變，根本沒有一個單獨性的現在，所以說它是「即生即滅。」過去已滅，未來未生，現在即生即滅，正可表示其無常。現在依過未而存在，過未尚且無常，何況現在！佛觀無常，在過未推移中安立現在，過未無常不成問題，就依之以表示現在常性的不可得，而了達於空。


第二，以因緣顯示無常，如《雜阿含．11經》云：「若因若緣生諸色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云何有常！」諸行是依無常因生的，所以無常。這與一般人的常識觀念又不同；一般人雖談因果，但總以為推之最後，應該成立一個常在的本因。佛則說：凡為因緣法，必定都是無常的。因果的關係是不即而不離的，所以，因無常，果也必然的無常。何以知因是無常呢？在時間上說，因果不同時，說果從因生的時候，早就意味著因的過去，這怎麼不是無常呢？── 因果若同時現在，那一法是因，那一法是果，到底如何確定，這是無法解決的。所以安立世諦因果，多約時間的先後說。


另提出一點與無常有關的問題。問題是這樣的：一般凡夫，對於色法，很能夠知道它的無常，而對心法卻反不能。本來，色法有相當的安定性，日常器皿到山河大地，可以存在得百十年到千萬年，說他是常，錯得還有點近情；但一般還能夠知道它的變動不居。偏偏對於心法，反不能了達其無常而厭離它，這是什麼緣故呢？佛法說：這是我見在作祟。一切無常，連心也無常，豈不是沒有我了嗎？它怕斷滅，滿心不願意。所以，在眾生看來，法法可以無常，推到最後自己內在的這個心，就不應再無常了，它是唯一常住的。循著這思想推演，終可與唯神論或唯我論、唯心論相合。


至於佛法，則認為心與色是同樣的無常，所以《雜阿含．289經》說：「凡夫於四大身，厭患離欲背捨而非識，·····心意識日夜時刻須臾轉變，異生異滅，猶如獼猴。」色法尚有暫時的安住，心法則猶如獼猴，是即生即滅的，連「住」相都沒有，可說是最無常的了。對這色心同樣無常的道理，假使不能圓滿的理解接受，必然要走上非無常非無我的反佛教的立場。」


�溫編．《雜》，p.2：


☉《雜》《相》一致 ──


p. 17：彼心、意、識，日夜、時剋，須臾轉變，異生異滅。猶如獼猴遊林樹間，須臾處處，攀捉枝條，放一取一，彼心、意、識亦復如是，異生異滅。


S II 95: Yañca kho etaṃ, bhikkhave, vuccati cittaṃ itipi, mano itipi, viññāṇaṃ itipi, taṃ rattiyā ca divasassa ca aññadeva uppajjati aññaṃ nirujjhati. Seyyathāpi, bhikkhave, makkaṭo araññe pavane caramāno sākhaṃ gaṇhati, taṃ muñcitvā aññaṃ gaṇhati, taṃ muñcitvā aññaṃ gaṇhati; evameva kho, bhikkhave, yamidaṃ vuccati cittaṃ itipi, mano itipi, viññānaṃ itipi, taṃ rattiyā ca divasassa ca aññadeva uppajjati aññaṃ nirujjhati.


�  《會編(中)》，p.17，n.2：《相應部》(12)〈因緣相應〉62經。


�[1] ～S. 12. 62. Assutavā.。(大正2，82d，n.1)


[2]《雜阿含經．290經》卷12 (大正2，82 a1-82 a27)	


[3]《佛光．雜(一)》p.554，n.3：本經經意，同第327 (289) 經。《相應部》(S. 12. 62. Assutavā.《無聞》)


[4]◎「微智」：《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有諸愚夫外道種類，雖能觀見四大種身粗無常性，由觀此身雖久住立，而有增、減，死時、生時有捨、取故，便於其身能厭、能離、能起勝解，以世間道離欲界欲，離色界欲，極至有頂。然彼於身，當知仍名未得解脫。所以者何？由於彼彼所得定中，瑩磨其識，執取為我，雜染而住。復於後時壽盡、業盡，還退生下，以於緣起不善巧故。·····」(大正30，829 c29-830 a25)


◎《會編(中)》，p.18-19。


�[1] 習＝背【宋】*【元】*【明】*。(大正2，82d，n.2) 


[2]《會編(中)》，p.17，n.3：「背」，原本誤作「習」，依宋本改。


[3]《佛光．雜(一)》p.555，n.4：「背」，麗本作「習」，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背。」


�溫編．《雜》，p.2：


☉《雜》《相》一致


	p.18：譬如兩木相磨，和合生火，若兩木離散，火亦隨滅。


 S II : Seyyathāpi, bhikkahve, dvinnaṃ kaṭṭhānaṃ saṅghaṭṭanasamodhānā usmā jāyati tejo abhinibbattati. 


tesaṃyeva dvinnaṃ kaṭṭhānaṃ nānākatavinibbhogā yā tajjā usmā sā nirujjhati sā vūpasammati.。


�  《會編(中)》，p.19，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66經。


�[1] ～S. 12. 66. Sammasa.。(大正2，82d，n.3)    


[2]《雜阿含經．291經》卷12 (大正2，82 a28-82 c17)


[3]《佛光．雜(一)》p.556，n.1：本經敍說，世尊試問諸弟子，對內觸法緣生的理解，因不滿意，而告以觸可念色生愛，觸愛生億波提，觸億波提生苦。並以毒水譬色，說明若樂著則生苦，反之則解脫。《相應部》(S. 12. 66. Sammasaṃ.《觸》)


[4] 溫編．《雜》，p.3：此經指出，無論過去、未來、現在，若於可愛境界生常、恒、安穩、無病想者，則生「愛」，生愛者生「億波提」，生億波提者，生眾苦。若觀無我者，則愛滅乃至苦滅。此經以「雜毒池水」之喻，勸人莫愛著可愛境界。


[5]◎「思量際」：《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於緣起法善巧苾芻，由三種相，於其三際能正思量，正能盡苦。云何三相？一、苦依處，二、苦因緣，三、苦因緣依處，是名三相。云何三際？一者、中際， 二、過去際，三、未來際，是名三際。·····」(大正30，830 a26-830 b19)


◎《會編(中)》，p.21。


�溫編．《雜》，p.3：


☉《雜》《相》對照 ── 


	p.19 我說內觸法，汝等為取不？


	S II 107: Sammasatha no tumhe, bhikkhave, antaraṃ sammasan’ti. 


	CDB 604: Do you engage in inward exploration, bhikkhus? 


△《雜》「觸」=《瑜伽》「正思量」= Sammasati (PED � HYPERLINK "http://dsal.uchicago.edu/cgi-bin/ddsa/getobject_?UNICODE.p.0:703./projects/artfl0/databases/dicos/philologic/pali/IMAGE/" �695�) [saṃ-√mas] to touch, seize, grasp, know thoroughly, master ; to think, meditate on。


△《佛光雜阿含(一)》頁557，誤解「觸」為根塵相觸的「觸。」


�溫編．《雜》，p.3：


☉《雜》《相》對照 ── 


p.19：時彼比丘於佛前如是如是自記說，如是如是世尊不悅。


S II 107: Atha kho so bhikkhu byākāsi. Yathā so bhikkhu byākāsi na so bhikkhu bhagavato cittaṃ ārādhesi. 


(The bhikkhu then explained but the way he explained did not satisfy the Blessed One.)


�  《會編(中)》，p.19，n.2：「轉」，原本誤作「觸」，今改，下例。


�  億波提因…轉～Upadhinidānaṃ upadhisamudayaṃ upadhijātikaṃ upadhipabhavaṃ.。(大正2，82d，n.4)


�  《佛光．雜(一)》p.556，n.2：「億波提」(Upadhi)(巴)，又作「優波提」，即「有依」、「所依」、「生之要素。」諸法依之生起的條件，即名「依因」，故有「依仗」、「依託」之意。又，證阿羅漢自知不受「後有」，即自證已無「億波提。」


�  《佛光．雜(一)》p.556，n.3：億波提因(Upadhinidānaṃ)(巴)。


�  《佛光．雜(一)》p.556，n.4：億波提集(Upadhisamudayaṃ)(巴)。


�  《佛光．雜(一)》p.556，n.5：億波提生(Upadhijātikaṃ)(巴)。


�  《佛光．雜(一)》p.556，n.6：億波提轉(Upadhipabhavaṃ )(巴)，「Pabhavaṃ」意即生起。


�溫編．《雜》，p.3-4：


☉《雜》《相》對照 ── 


	p.20：此苦，億波提因，億波提集，憶波提生，億波提轉。


	S II 108: Idaṃ kho dukkhaṃ upadhinidānaṃ upadhisamudayaṃ upadhijātikaṃ upadhipabhavaṃ. 


△《佛光雜阿含(一)》頁557誤將「轉」解釋為「生起。」


△億波提= Upadhi (upa-√dhā (to put)) ，《瑜伽》譯作「依。」參考CDB 348 n.21。


※《MW梵英辭典》：M. 1. The act of putting to , adding , addition; 2. the part of the wheel between the nave and the circumference; 3. fraud, circumvention; 4. condition ; 5. peculiarity , attribute; 6.support.


※ 《巴英辭典》(PED � HYPERLINK "http://dsal.uchicago.edu/cgi-bin/ddsa/getobject_?UNICODE.p.0:150./projects/artfl0/databases/dicos/philologic/pali/IMAGE/" �142�)1. Putting down or under, foundation, basis, ground, substratum (2) clinging to 


rebirth (as impeding spiritual progress), attachment (almost syn. with kilesa or taṇhā, cp. nirupadhi & nupadhi)。


�[1]《會編(中)》，p.20，n.3：「端政」，原本作「諦正」，依下文改。


[2]《佛光．雜(一)》p.558，n.1：「諦」，今參考本經後文疑作「端。」


�  參見印順導師著《唯識學探源》p.13 -p.14：「


《雜阿含．291經》，敘述了「愛、億波提」，眾生所有種種眾苦的次第三支。億波提是取，取所繫著的所依名色自體，正與有的意義相合。再像佛陀初轉法輪，說愛(取是愛的增長)是集諦，也沒有明白的別說業力(《雜阿含經》是不大說到業力的，這應該怎樣去理解它)。這不必說業力是後起的，是說愛、取支，不但指內心的煩惱，與愛取同時的一切身心活動，也包括在內。這愛取的身心活動，即是未來苦果的業因，業力是含攝在愛取支裡。


眾生為什麼會有三界的自體呢？這原因是取。取有欲取、見取、戒禁取、我語取四種。取是攝受執著追求的意義；因為內心執取自我(我語取)，所以在家人執取五欲(欲取)，出家人(外道)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見取)，與無意義的戒禁(戒禁取)。因種種執取的動力，而引發身、語、意的一切行動，不論它是貪戀或者厭離這個生命和塵世，都要招感未來三有的果報。取也有因緣，是從愛著而來。愛是染著企求的意義，有欲愛、色愛、無色愛三種，就是對三有而起的染著。


這裡，我們要加以注意：煩惱很多，為什麼單說愛呢？經中不常說「愛結所繫」嗎？我們起心動念，就在自我與認識的境界之間，構成了密切的連繫。依自我生存的渴愛，積極追求塵世的一切，或消極的受環境的衝動，起貪、起瞋，甚至不惜生命的毀滅，企圖得到一種安息。眾生身、語、意的一切動作，沒有不依染著三界自體與塵世為關鍵的。眾生生死的動力，就在此。愛與取，是量的差別，質的方面是相同的。為要表示從愛染到身、心種種活動的過程，才立這愛取二支。《長阿含》卷10的《大緣方便經》，曾對二支有詳細的說明，它說：「阿難！當知因愛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護，由有護故有刀杖諍訟，作無數惡。」經文的描寫，雖有點過於瑣碎，但委曲說明依愛取而起惡心，為貪、瞋、慳吝的根本，為一切惡行的動力，是非常親切、明顯。這樣，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這逐物流轉的緣起觀，敢說已經說明了苦集二諦的主要意義。」


�[1] 涼＋（池）【元】【明】。(大正2，82d，n.5)


[2]《會編(中)》，p.20，n.4：「池」，原本缺，依下文及元本補。


[3]《佛光．雜(一)》p.558，n.2：麗本無「池」字，今依據元、明二本補上。


�  政＝正【宋】*【元】*【明】*。(大正2，82d，n.6)


�  《中阿含經．114經》卷28〈5 林品〉：「


◎ 癰者，謂此身也 —— 色麁四大※，從父母生，飲食長養，衣被，按摩，澡浴，強忍，是無常法、壞法、散法 —— 是謂癰也。


◎ 癰本者，謂三愛也 —— 欲愛、色愛、無色愛 —— 是謂癰本。


◎ 癰一切漏者，謂六更觸處也 —— 眼漏視色，耳漏聞聲，鼻漏嗅香，舌漏嘗味，身漏覺觸，意漏知諸法 —— 是謂癰一切漏。」(大正1，603 a24-b1)


※四大：地、水、火、風，此四者廣大造作出一切色法。


�  溫編．《雜》，p.4：△ [麥+少] (ㄔㄠˊ )：米、麥等炒熱后磨粉製成的干糧。《漢語大字典》，頁1912。


�  如＝於【宋】【元】【明】。(大正2，82d，n.7)


�  《會編(中)》，p.25，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51經。


�[1] ～S. 12. 51. Parivīmaṃsana.。(大正2，82d，n.8)


[2]《雜阿含經．292經》卷12 (大正2，82 c18-83 b29)


[3]《佛光．雜(一)》p.559，n.5：本經說明，若依序思量十二因緣生起之因，則如實知苦而滅無明，得盡苦邊。《相應部》(S. 12. 51. Parivīmajsana.《思量》)


[4] 溫編．《雜》，p.4：此經敘述，如何正思量觀察以完全滅盡苦——了知十緣支之因，實踐滅彼之道，是為「向正盡苦」(有學)。若依此，斷無明，則斷一切苦(無學)。阿羅漢雖亦生受，但於諸受如實了知，如此乃至命終。


[5]◎「觀察」：《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由五種相，正勤方便，觀察緣起，能盡眾苦，能作苦邊。何等為五？一者、觀察諸緣生法生起因緣，二者、觀察彼滅因緣，三者、如實了知能趣彼滅正行，四者、修行法隨法行，五者、於證離增上慢：如是名為善巧�觀察及果成滿。始從未來，依因緣苦，逆次乃至識緣名色，由四種相觀察通達，修習正行。謂由二相，觀察當來因有故果有，因無故果無；既觀察已，通達因無由修正行，既通達已，隨正修行法隨法行。·····」(大正30，830 b20-830 c16)


◎《會編(中)》，p.24-25。


�  《會編(中)》，p.22，n. 2：「轉」，原本誤作「觸」，今改，下例。


�  〔乘〕－【宋】【元】【明】。(大正2，82d，n.9)


�  《佛光．雜(一)》p.560，n.2：「修行彼向次法」，巴利本作 Tathā patipanno ca hoti anudhamma-cari (如是行道者成為隨法行者)。


�  《會編(中)》，p.22，n. 3：「緣」，應作「轉。」


�[1]〔欲〕－【宋】【元】【明】。(大正2，83d，n.1)


[2]《會編(中)》，p.23，n. 4：「永」，原本作「欲」，宋本缺，準上下文改，「欲」乃「永」本音誤。下例。


[3]《佛光．雜(一)》p.561，n.1：「滅」字之上，麗本有一「欲」字，今依據宋、元、明、巴利四本刪去。


�  〔滅〕－【宋】【元】【明】。(大正2，83d，n.2)


�  《佛光．雜(一)》p. 561，n. 5：「欲滅無餘」，今參考本經前後文疑作「永滅無餘。」


�  溫編．《雜》，p.4： ☉《雜》提「無所有行」，但《相》、《瑜伽》皆提「不動行。」(Āneñjābhisaṅkhāra)


�  明＋（無明）【宋】【元】【明】。(大正2，83d，n.3)


�[1]《佛光．雜(一)》p.563，n.2：「身分齊受所覺」，巴利本作 Kāyapariyantikaṃ vedanaṃ vediyamāno (正在感受身周邊之〔苦、樂〕受)。分齊：周邊，範圍之意。


[2]溫編．《雜》，p.4：  


☉《雜》《相》對照 ── 


p.24若多聞聖弟子，無明離欲而生明，身分齊受所覺，身分齊受所覺時如實知；若壽分齊受所覺，壽分齊受所覺時如實知；身壞時壽命欲盡，於此諸受一切所覺，滅盡無餘。


S II 83: So kāyapariyantikaṃ vedanaṃ vedayamāno kāyapariyantikaṃ vedanaṃ vedayāmīti pajānāti, jīvitapariyantikaṃ vedanaṃ vedayamāno jīvitapariyantikaṃ vedanaṃ vedayāmīti pajānāti. Kāyassa bhedā uddhaṃ jīvitapariyādānā idheva sabbavedayitāni anabhinanditāni sītībhavissanti, sarīrāni avasissantīti pajānāti. 


	 (CDB 588: When he feels a feeling terminating with the body……when he feels a feeling terminating with 


life…)


△ 關於「身分齊受」、「壽分齊受」，參考CDB 765 n. 138。*《瑜伽》和《相註》對「身分齊受」的解釋似一致。


△《相註》《瑜伽》皆提到「恒住」(Satatavihāra)(參考CDB 765 n. 138)。《相》有段經文，談到阿羅漢了知三受無常，不取、離縛。


*Spk II 73: Kāyapariyantikanti kāyaparicchinnaṃ, yāva pañcadvārakāyo pavattati, tāva pavattaṃ pañcadvā-rikavedananti attho. (身分齊：被身所限定，意思是：只要五門身存在，依五門身所生的受便存在。)  Jīvitapariyantikanti jīvitaparicchinnaṃ yāva jīvitaṃ pavattati, tāva pavattaṃ manodvārikavedananti attho. (命分齊：被命所限定，意思是：只要命存在，依意門所生的受便存在。)


*Spk-pṭ II 93: Kāyoti pañcadvārakāyo, so pariyanto avasānaṃ etassāti kāyapariyantikaṃ. Tenāha “yāva pañcadvārakāyo pavattati, tāva pavattaṃ pañcadvārikavedanan”ti. (身即五門身。以彼為終點、盡頭，故是身分齊)Jīvitapariyantikanti etthāpi eseva nayo.


�[1]《雜阿含經．293經》卷12 (大正2，83 c1-83 c22)


[2]《佛光．雜(一)》p.563，n.3：本經敍說，佛為異比丘說甚深之因緣法，即十二緣起之順逆、有為無為、苦滅、相續滅涅槃等法。


[3] 溫編．《雜》，p.4：此經敘述，佛說與空相應且隨順緣起的法，有增上慢的比丘聞此法後，便生憂苦。這是因為「緣起」(有為)與涅槃(無為)甚深難知。


[4]◎「上慢」：


⊙《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略有二種增上慢者：一、於有學增上慢者，二、於無學增上慢者。若於有學增上慢者，彼告他言：我已渡疑，永斷三結；我於所證有學解脫，已離猶豫，已拔毒箭，已能永斷薩迦耶見以為根本一切見趣。若於無學增上慢者，彼告他言；我無有上，所應作事、所應決擇，我皆已作。如是二種，或依緣起，或依涅槃。又依聖說而起說時，謂說甚深出離世間、空性相應緣性緣起順逆等事。於其所說，不能覺了，不隨悟入，由此二種因及緣故，於如實覺發起狐疑，於自相續煩惱永斷、涅槃作證亦生猶豫。·····」(大正30，830 c17-831 b1)


⊙《會編(中)》，p.26-27。


◎「甚深」：


⊙《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緣起本性最極甚深，而有一能開示令淺，當知此由二因緣故：一、由大師善開示故，二、即由此補特伽羅成就微細審悉聰敏博達智故。若說、若聽，是諸句義，應知如前攝異門分。當知此中諸緣起法，略由四相最極甚深。何等為四？一、由微細因果難了知故，二、由無我難了知故，三、由離繫有情而有繫縛難了知故，四、由有繫有情而離繫縛難了知故。·····」(大正30，831 b2-832 b25)


⊙《會編(中)》，p.27-31。


⊙《會編(中)》，p.27，n.1：「論」義依《長部》(15)《大緣經》；《長阿含經》(13)《大緣方便經》；《中阿含經》(97)《大因經》。


�   世＋（坐）【宋】【元】【明】。(大正2，83d，n.4)


�[1]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7-p.9：「


正見為導的中道，即是從正見人生的實相中，增進、淨化此人生以及解脫、完成。正見人生的實相，佛在《處處經》中，也即說之為中道或中法。如《雜阿含經》《大正藏編號．262經》說：「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是釋尊開示「正見」的教授，說明世人不依於有，則依於無，佛離有無二邊而說中道法。然所謂離有離無的中道，不是折中於有無，而說亦有亦無或半有半無的。釋迦所說者，為緣起法，依於緣起的正見，能得不落有無二邊的中道。釋迦所說中道，還有不一不異的中道，如《雜含．297經》說：「若見言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無有；若復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謂緣生老死，·····緣無明行。」還有不常不斷的中道，如《雜阿含．300經》說：「自作自覺(受)，則墮常見；他作他覺，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不一不異，不常不斷，與不有不無一樣，都是依於緣起而開顯的不落二邊的中道。正見緣起的中道，為釋迦本教的宗要。不苦不樂是行的中道；不有不無等是理的中道，這僅是相對的區分而已。實則行的中道裏，以正見為先導，即包含有悟理的正見中道；唯有如此，才能不落苦樂兩邊的情本論。同時，悟理即是正行的項目，正見緣起，貫徹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兩者是相依相待而不可缺的。依於正見緣起，能離斷常、有無等二邊的戲論，發為人生的實踐，自然是不落苦樂二邊的中道。


還有，釋尊的開示緣起，緣起的所以是中道，即不能忽略緣起的空相應性，這在經中多有說到。如《雜含．293經》說：「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緣起是與空相應的，空的獨到大用，即洗盡一切戲論執見。緣起與空相應，所以能即緣起而正見不落兩邊的中道。」


[2]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50 -p.52：「


蘊、處法門雖也說到涅槃，但緣起法門特別以說明涅槃為目的。緣起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必然要歸結到：「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寂滅涅槃；不像蘊、處法門的可說可不說。論到空義，如《雜阿含．293經》說：「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1258經也有同樣的文句。緣起法叫空相應緣起法，可見緣起法門與空義最相順，即以緣起可以直接明白的顯示空義，不像處法門等的用譬喻來說。阿含經中，緣起雖不必都說十二支，但十二支是意義比較完備的。五蘊與六處，都攝在這十二支緣起中。如五蘊，依現實的痛苦為對象，說明其無常、無我以達涅槃。經說苦諦(四諦之一)時，謂生、老、病、死、愛別離、冤憎會、求不得之七苦，總結則謂：「略說五陰熾盛苦。」


一切痛苦根本，就在五蘊中；所以蘊法門處處特別強調無常故苦，以勸發厭離。十二緣起支中的「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苦」，不就是這「五陰熾盛苦」的說明嗎？有支之前有愛、取二支，這是惑、業，是集諦，是追尋有、生、老死等痛苦的來源而發現的，它是引發五蘊的原動力。所以經中的五支緣起(苦集二諦亦然)，就是以這五蘊為中心而闡發的。處法門，依現實生命自體，從根境相關而生識，進明心識活動的過程 ── 觸、受、想、思。十二支緣起的六入、觸、受三支，就是這六處法門。這以前有識與名色二支，是說六處活動的對象與結果。經中雖也有從生理發展過程上說明：由入胎「識」而有心物和合的「名色」，而生長六根，把六處限在某一階段上。但從認識論來說明，以六處為生命中心，緣名色支為對象而生起認識主體的識支，三和合而觸支，觸俱生受支，如是而愛支、取支、有支，觸境繫心，奔流生死而不止。這十支緣起，不正和六處法門所說的意義一樣嗎？五蘊、六處，都是緣起的一分，綜合而貫通之，加上無明與行，在生命流變過程上，作一種更圓滿的說明與體認，就是緣起法門。


這不過說明緣起是什麼，若要了解以涅槃為歸宿的緣起空性，則必須指出：「無明緣行、行緣識·····無明滅識滅」，這十二支，是因果事實，雖是眾生生死流轉的必然次第，但緣起最重要的原則，還在上面四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指出生死與還滅的根本理則，是緣起之所以為緣起的根本義；那「無明緣行」等，只是依這根本理則的一一緣起法的具體事實。」


�[1] 矇＝朦【宋】【元】。(大正2，83d，n.5)


[2]◎矇：3.昏暗。4.矇昧無知。(《漢語大詞典(7)》，p. 1260)


◎朦：2.模糊不明貌。3.迷糊，迷惘。4.愚昧。(《漢語大詞典(6)》，p. 1383)


�  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147 -p.149：「


因緣有雜染的，清淨的，雜染的因緣，即緣起法。緣起法的定義，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說明依待而存在的法則。他的內容，是「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總結的說，即「純大苦聚集」，這是經中處處說到的。在中觀、瑜伽學中，緣起法 ── 或依他起法，通於染淨，成為佛法中異常重要的理論，所以這值得特別留心！


緣起的定義，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簡單的，可解說為「緣此故彼起。」任何事物的存在 ── 有與生起，必有原因。「此」與「彼」，泛指因果二法。表明因果間的關係，用一「故」字。彼的所以如彼，就因為此，彼此間有著必然的「此故彼」的關係，即成為因果系。此為因緣，有彼果生，故緣起的簡單定義，即是緣此故彼起。在這「此故彼」的定義中，沒有一些絕對的東西，一切要在相對的關係下才能存在，這是佛陀觀察宇宙人生所得的結論。也就因此，悟得這一切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神造的。佛陀的緣起觀，非常深廣，所以佛說：「此甚深處，所謂緣起」《雜阿含．293經》卷12。如上面所揭出的三句：果從因生，事待理成，有依空立，都依緣起而說的。


佛陀先觀察宇宙人生的事實，進一步，再作理性的思辨與直觀的體悟，徹底的通達此緣起法。緣起法不僅是因果事象，主要在發見因果間的必然性，也就是悟得因果的必然秩序。這緣起法，佛說他是「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這是本來如此的真相。愚癡的凡夫，對於世間的一切，覺得紛雜而沒有頭緒，佛陀卻能在這複雜紛繁中，悟到一遍通而必然的法則。觀察到有情在無限生死延續中的必然過程，知道一切有情莫不如此，於是就在不離這一切現象中，得到必然的理則，這即是緣起法。能徹了這緣起法，即對因果間的必然性，確實印定，無論什麼邪說，也不能動搖了。」


�  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 18-p.22：「


探求龍樹緣起、空、中道的深義，主要的當然在《中論》。《中論》的中道說，我有一根本的理解──龍樹菩薩本著大乘深邃廣博的理論，從緣起性空的正見中，掘發《阿含經》的真義。這是說：緣起、空、中道，固然為一般大乘學者所弘揚，但這不是離了《阿含經》而獨有的，這實是《阿含經》的本意，不過一般取相的小乘學者，沒有悟解罷了。所以，《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是通論《阿含經》的根本思想，抉擇《阿含經》的本意所在。這種說法，不要以為希奇，可從三方面去加以說明：


一、《中論》所引證的佛說，都出於《阿含經》。·····


  (四)、〈觀四諦品〉說：「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鈍根所及，是故不欲說。」這如《增一阿含經》卷10說：「我今甚深之法，難曉難了，難可覺知！·····設吾與人說妙法者，人不信受，亦不奉行。·····我今宜可默然，何須說法！」各部廣律，在梵天請法前，都有此說。


(五)、〈觀四諦品〉說：「是故經中說，若見因緣法，則為能見佛，見苦集滅道。」見緣起法即見佛，出於《增一阿含經》卷29須菩提見佛的教說。見緣起法即見四諦，出於《中阿含經》卷7《象跡喻經》。·····


二、從《中論》的內容去看，也明白《中論》是以《阿含經》的教義為對象，參考古典的阿毘曇，破斥一般學者的解說，顯出瞿曇緣起的中道真義。這不妨略為分析：·····


〈觀四諦品〉，明所悟的諦理，批評實有論者的破壞四諦、三寶，引證《阿含經》，成立「若見因緣法，則為能見佛；見苦集滅道」的自宗。〈觀涅槃品〉，發揮《雜含．293經》卷12所說：「一切取(受)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是「無為」法的真義，說明無為、無受的涅槃。「如來滅度後，不言有與無」，


「一切法空故，何有邊無邊」等，掃盡十四不可記的戲論。從〈觀法品〉到此，論究世間集滅的中道。醞、〈觀十二因緣品〉，全依《阿含經》義。〈觀邪見品〉，即破除我及世間常無常，我及世間邊無邊的邪見，明我法二空。正觀緣起，遠離邪見，這二品即論究世間滅道的精義。」


�  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53-p.56：「


佛陀如是觀察而證悟，如是證悟而成等正覺，也依所覺而開示教授弟子。他說明緣起有兩種傾向  ──


一、依緣起而說明緣生；緣起是因果事實所顯的必然理則，一切皆不能違反的定律。緣生是依這理則而生滅的事實因果法  ──  緣所生法。《雜阿含．296經》所說的，就是這意思。西北的婆沙、瑜伽學者們，說緣起是因，緣生是果，雖也是一種說法，但忽略了緣起的必然理則性，未必是佛說緣起的本意吧！


二、依緣起開顯寂滅，也就是依有為以開顯無為。由緣起而緣生，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流轉界，是有為法；由緣起而寂滅，是「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還滅界，是無為法。寂滅無為，就是在依緣起的生滅有為法上開示顯現的。如《雜阿含．293經》云：「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


佛法，不出生滅的現象界與寂滅的涅槃界。這二者的連繫，就是中道緣起法。緣起與空義相應，擊破了一一法的常恆不變性與獨存自在性。既在一一因果法上，顯示其「因集故苦集」為流轉界的規則，又顯示其「因滅故苦滅」為還滅界的規則。但要問：因集故苦集，此因集，何以必能集此苦果？無常無我云何能集起而非即無？因滅故苦滅，生死苦云何可滅？滅  ──  涅槃云何而非斷滅？對這一切問題，確能夠從現象推理成立而予圓滿解答的，只有緣起法。現在拿三條定律來說明：


一、流轉律：「此有故彼有」，由有此因，故有彼果，本是常人共喻的因果事理。但佛陀卻能在這平凡的事理上，發現一種真理：凡是存在，都不能離開因緣關係而單獨存在。如此存在而不如彼存在者，必有其原因與助緣。現實世界之所以忽此忽彼，忽有忽無，有千差萬別的變化不同，都是由於它的因有所不同。所以佛說：要改造現實，必須從因上著手。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緣起法的根本律，是現象界的必然定律，也是流轉法的普遍理則。


二、還滅律：此生故彼生，因有故果有；反轉來：此滅故彼滅，因無故果無。針對著有、生，從因上著手截斷它，就歸於滅無了。但滅，並不簡單，還是要用另一種相剋的因來對治它，所以說：「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滅世間。」因此，還滅也是緣起，它也是本緣起理則而成立的，不過特別轉過一個方向，對流轉的生滅，給予一種否定。表面看，這好像是矛盾，其實，凡物之存在，本性就包含有矛盾在；在「此生故彼生」的時候，早就矛盾的注定了「此滅故彼滅」的命運。這是事物本來的真理，佛陀並非創新，只是把它揭示出來，安立為緣起的第二律罷了。緣起簡單的定義是「此故彼」，流轉之生、有，是「緣此故彼起」；現在還滅的無、滅，是「不緣此故彼不起」，並不違反「此故彼」的定義。所以「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還滅，也是緣起理則的定律。


三、中道空寂律：「此滅故彼滅」的滅，是涅槃之滅。涅槃之滅，是「純大苦聚滅」，是有為遷變法之否定。涅槃本身，是無為的不生不滅。只因無法顯示，所以烘雲托月，從生死有為方面的否定來顯示它。如像大海的水相，在波浪澎湃中，沒有辦法了解它的靜止，就用反面否定的方法，從潮浪的退沒去決定顯示水相平靜的可能。涅槃也如是，從生命流變的否定面給予說明。常人不解此義，或以為涅槃是滅無而可怖的；這因為眾生有著無始來的我見在作祟，反面的否定，使他們無法接受。那麼，要遣離眾生執涅槃為斷滅的恐怖，必須另設方便，用中道的空寂律來顯示。從緣起的因果生滅，認取其當體如幻如化起滅無實，本來就是空寂，自性就是涅槃。」


�  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37 -p.39：「


聲聞常道以緣起生滅為元首，大乘深義以無生真諦為第一，這多少是近於大乘的解說。如從《阿含》為佛法根原，以龍樹中道去理解，那麼緣起是處中說法，依此而明生滅，也依此而明不生滅；緣起為本的佛法，是綜貫生滅與不生滅的。所以，這裏再引經來說明。《雜阿含．293經》，以緣起與涅槃對論，而說都是甚深的：「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有為者，若生、若住、若異、若滅。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這說明在有為的緣起以外，還有更甚深難見的，即離一切戲論的涅槃寂滅  ──  無為。


又《雜阿含．296經》，說緣起與緣生。緣起即相依相緣而起的，原語是動詞。緣生是被動詞的過去格，即被生而已生的，所以玄奘譯作緣已生法。經文，以緣起與緣生對論，而論到內容，卻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十二支，成為學派間的難題。薩婆多部依緣起是主動，緣已生是被動的差別，說因名緣起，果名緣生。即從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凡為緣能起的因說為緣起，從緣所生的果說為緣生。緣起、緣生，解說為能生，所生的因果。大眾部留意經中說緣起是「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特點，所以說：各各因果的事實為緣生，這是個別的，生滅的。因果關係間的必然理性為緣起，是遍通的，不生滅的。


今依龍樹開示的《阿含》中道，應該說：緣起不但是說明現象事相的根本法則，也是說明涅槃實相的根本。有人問佛：所說何法？佛說：「我說緣起。」釋迦以「緣起為元首」，緣起法可以說明緣生事相，同時也能從此悟入涅槃。依相依相緣的緣起法而看到世間現象界  ──  生滅，緣起即與緣生相對，緣起即取得「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質。依緣起而看到出世的實相界  ──  不生滅，緣起即與涅槃相對，而緣起即取得生滅的性質。《阿含》是以緣起為本而闡述此現象與實相的。依《阿含》說：佛陀的正覺，即覺悟緣起，即是「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緣起，即當體攝得(自性涅槃)空寂的緣起性；所以正覺的緣起，實為與緣生對論的。


反之，如與涅槃對論，即偏就緣起生滅說，即攝得  ──  因果生滅的緣起事相。緣起，相依相緣而本性空寂，所以是生滅，也即是不生滅。釋尊直從此迷悟事理的中樞而建立聖教，極其善巧！這樣，聲聞學者把緣起與緣生，緣起與涅槃，作為完全不同的意義去看，是終不會契證實義的。若能了解緣起的名為空相應緣起；大乘特別發揮空義，亦從此緣起而發揮。以緣起是空相應，所以解悟緣起，即悟入法性本空的不生不滅；而緣生的一切事相，也依此緣起而成立。三法印中的無常與涅槃，即可依無我  ──  緣起性空而予以統一。大乘把握了即空的緣起，所以能成立一切法相；同時，因為緣起即空，所以能從此而通達實相。大乘所發揮的空相應緣起，究其實，即是根本佛教的主要論題。緣起法的不生不滅，在《阿含經》中是深刻而含蓄的，特依《智度論》而略為解說。」


�  《會編(中)》，p.26，n.1：原本作「滅滅」，今刪一「滅」字。


�  參見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97 -p.99：「


十二緣起的因果相續，是流轉門。然流轉的緣起法，不是個別的因果事相，是在無限複雜的因果幻網中，洞見因果的必然系列。個別的因果事相，名為緣生法。因果事相中，看出他必然的系列，即有情流轉的必然階段；因果事相，總不出此必然的理則。此緣起法與緣生法，如《雜阿含．296經》卷12說。凡能悟入此因果必然的理則，名為得法住智。


緣起法，是依因託緣的存在。凡是依因緣的和合而有而生的，也必然依因緣的離散而無與滅；這本是緣起法含蓄著的矛盾律。所以翻過來說：「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雜染苦迫的消散，稱為還滅門。滅，即是涅槃的寂滅。此緣起法的生起，是有為法；緣起法的寂滅，是無為法。有為與無為，如《雜阿含．293經》卷12說。能悟入無為寂滅的，名為得涅槃智。滅，決不是斷滅，不是壞有成無，這是緣起法本性的實相。因為因緣和合而有，因緣離散而無；可以有，可以無，理解到他的沒有真實性，如《雜阿含．第一義空經》說。這樣，佛教的三大真理，被揭示出來，即「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有情的緣起，即身心和合相續的歷程。緣起的存在，必歸於滅無；所以有情的相續活動，是無常的。息息變動的身心和合，沒有常恆，獨存的自我，所以說無我。不但沒有常存不變的個我，也沒有宇宙本體的大我，擬人的創造神；這都不過是小我的放大。徹底的說，一切的一切，物質也好，精神也好，都是依因緣而存在，所以也一律是無常的，無我的。


從無常，無我的觀察，確立涅槃寂滅。一切法的歸於滅，為一切法的本性；如大海的每一波浪，必歸於平靜一樣。佛弟子的證入涅槃，不過是行其當然，還他個本來的面目。一般人，不了解無常，錯覺自我的存在，流為一切意欲的活動。如勘破諸行的無常性，諸法的無我性，即能斷愛離欲，現覺涅槃的空寂。如《雜阿含．84經》卷3說：「無常則苦；苦則非我；非我者，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此即破三種我)。如實知，是名正觀。·····如是觀察，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佛教的涅槃，不建立於想像的信仰上，建立於現實人生的變動上，是思辨與直覺所確證的。上面的緣起與聖道，總貫一切佛法：而此二者更統一於因緣的法則中，所以說：「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有因有緣滅世間。」「我論因說因」《雜阿含．53經》卷2，即是釋尊正法的特質。圖表：　　　　　　　　　　　　  


                                                                               ┌苦諦───┐


　　　　　　　　　　　          ┌緣起而緣生─┤　　　        ├─世間因果


　　　　　　　　　　　          │　　　　　　└集諦───┘


　　　　　         ┌ 緣起法──┤


　　　　　         │　　　　　 │


         法─因緣─┤　　　　　 └緣起而寂滅─┬滅諦 ───┐


　　　　　         │　　　　　　　　　　　　 │　　             ├─出世因果


　　　　             └ 聖道法─────────┴道諦 ───┘





�  《會編(中)》，p.31，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19經。


�[1] ～S. 12. 19. Bālena Paṇḍito.。(大正2，83d，n.6)  


[2]《雜阿含經．294經》卷12 (大正2，83 c23-84 a22)


[3]《佛光．雜(一)》p.565，n.3：本經說明，愚癡者與黠慧者最初本無差別，後受無明所覆，愛緣所繫，愚癡者不修梵行，故不得解脫；黠慧者修梵行，無明斷，愛緣盡，故得解脫。《相應部》(S. 12. 19. Bālena pandito《愚與賢》)


[4] 溫編．《雜》，p.4：此經說明，愚者與黠慧者的同異之處。二者雖皆因無明與愛，而得現在身，且因觸而生苦、樂受，但愚者不修梵行，不斷無明與愛，繼續招引後生。黠慧者則修梵行，斷盡無明與愛，不受後有。


[5]◎「異」：《瑜伽師地論》卷93：「於此正法毘奈耶中，雖復愚、智俱從前際至於中際，並由二種根本煩惱，集成如是有識之身，此身為緣，於外所有情、非情數，名色所攝所緣境界，領納三受；然其智者，於彼一切前、中、後際，與彼愚者大有差別。·····」(大正30，832 b29-832 c14)


◎《會編(中)》，p.32。


�[1]溫編．《雜》，p.4：


☉《雜》《相》，對照 ──


p.31：愚癡無聞凡夫，無明覆，愛緣繫，得此識身。


S II 24: Āvijjānīvaraṇassa, bhikkhave, bālassa taṇhāya sampayuttassa evamayaṃ kāyo samudāgato.


[2]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97-p.98：「


相依相續的身心活動，為有情的事實。有情的活動不已，從情愛為本的思心所引發一切活動，即是行業。如《雜阿含經．294經》卷12反覆的說到：「無明覆，愛結繫，得此識身。」愛結所繫的愛，在緣起支中，即說為行，如說：「無明緣行，行緣識。」所以愛約我我所的染著說；思約反應環境所起的意志推行說；行與業約身口意的活動說。這本是相依共起的活動，不過從他的特性，給以不同的稱呼。


行與業，指思心所引發的身心動作說，而業又是因活動所引起的勢用。這或者解說為「經驗的反應」，或者稱之為「生活的遺痕。」總之，由身心的活動而留有力用，即稱為業。所以古說業有「表業」與「無表業」；或說「業」與「業集。」從業的發展過程說，由於觸對現境，或想前念後，思心所即從審慮、決定而發動身語的行為；在這身語動作時，當下即引起業力。這可見業是經內心與身語的相互推移而滲合了的。所以有以為業是色，但沒有質礙；有以為是心，但也沒有知覺。這是不能看為個體性的物質或精神，附屬於身心的某部分；這是不離有情色心，不即有情色心的潛能。


古來，或者因情識為有情的中樞，所以說業依於識。或者因為業從身心所引發，能引發身心，所以說依於六處。然情識與六處，從有情的別別蘊素說，而不是從有情的和合相續說。所以應該如一類學者所說：業依有情而存在。」


�  參見印順導師著《唯識學探源》p.15-p.21：「十支說的解說  ──


一、依胎生學為基礎的觸境繫心觀：有時釋尊依識緣名色乃至生緣老死的十支說，說明緣起。十支說的要義，是在逐物流轉的基礎上，進一步的說明觸境繫心的過程。這又可以分為兩類：一、依胎生學為前提，二、依認識論為前提。·····


二、依認識論為基礎的觸境繫心觀：純粹從認識論的見地，說明觸境繫心的十支說，像《雜阿含．294經》卷12。凡是說識支是六識的，也可以參考。因為入胎識是不通於六識的；說六識，一定是指認識六塵境界的了別識。受緣愛、觸緣受，與上面所說相同。觸是認識的開始，就是感覺。感覺的發生，要依感覺機構的活動，所以觸是以六入為緣的。雖然，六入的存在，並不因認識的生起而有。但六入不是我們現量能夠了知，要依客觀的名色反映而引起認識作用，才能比量知道，所以六入是以名色為緣。所認識的名色，不能離開能知的六識而知它的存在。我們所認識的一切，沒有不經過認識而能知它的形相。


簡單的說，離去主觀的認識，客觀的存在是無意義的。因此，名色要依識為緣。依認識論的見地，說明識、名色、六入、觸的次第，受了形式上的拘束，意義不大明顯。假使能從佛教認識論的見解，作較自由的觀察，那可以說識支是識，名色支是境，六入支是根，因這三者的和合便能生觸。在觸支以前，建立識、名色、六入三支，不外乎敘述構成認識的條件。又依《雜阿含經》「內有此識身，外有名色，此二因緣生觸，此六觸入所觸」看來，識與名色，是主觀客觀的對立，經過感覺機關六入的聯合，才能生觸，觸是認識作用的開始；識是有認識作用的心識當體。總之，「二和生識，三和合觸」，是佛教的常談。用它來配合緣起支的次第，形式上總難免有些參差。倘能從多方面去解釋它，這識、名色、六入、觸四支的意義，也就顯而易見了。」


�[1] 梵＋（行）【宋】【元】【明】。(大正2，84d，n.1)


[2]《會編(中)》，p.31，n.2：「行」，原本缺，依宋本補。


[3]《佛光．雜(一)》p.565，n.4：麗本無「行」字，今依據宋、元、明三本補上。


�[1] 唯＝惟【宋】【元】【明】。(大正2，84d，n.2)


[2]《佛光．雜(一)》p.566，n.1：「惟」，麗本作「唯」，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惟。」


�  參見印順導師著《唯識學探源》p.25-p.27：「


再把惑、業、苦的開、合、隱、顯，總說一下：十支說的無明，隱在觸支裡，並不是以愛支、取支為無明的。十二支說的無明，雖說可總攝過去世的一切煩惱，但建立無明的本意，主要在指出生死根本的迷昧無知：愛取不是無明所攝，卻是攝在行支裡。上面曾經說過：有支，不必把它看成業因，業是攝在愛取裡；這是以愛、取支攝業。行支是身、口、意，或罪、福、不動，愛、取就攝在行支裡，這是以業攝愛取。行支可以含攝愛、取，有經論作證。像《雜阿含．294經》卷12說：「愚癡無聞凡夫，無明覆，愛緣繫，得此識身。內有此識身，外有名色，此二因緣生觸。此六觸入所觸，愚癡無聞凡夫，苦樂受覺因起種種。·····彼無明不斷，愛緣不盡，身壞命終，還復受身。」「無明覆，愛緣繫，得此識身」，這在《阿含經》是隨處可以見到的。這就是無明、行、識三支的次第。行是「愛緣繫」，只要比較對照一下，自然可以明白。又像《雜阿含．307經》卷13說：「諸業愛無明，因積他世陰。」這與無明所覆，文義上非常接近。


《俱舍論》卷20，也曾引過這個經文，但它是約業、愛差別的觀點來解說。像成實論主的意見，(表)業的體性是思，思只是愛分，不過約習因方面叫它煩惱，從報因方面叫做業。經典裡，往往依起愛必定有業，造業必定由愛而互相含攝著。四諦的單說愛是集諦，理由也就在此。又像「殺害於父母」的父母，是密說無明與愛為後有之因。《法蘊足論》，也還說行支是「愛俱思。」這都可證明原始佛教的愛與業，是可以相攝的。後代論師，偏重在形式上的惑業分別，只說愛取是惑，不知業也攝在愛、取裡，反而把有限定在業的意義上。以為行只是業，不知它總攝著愛、取，反而說愛、取支是無明所攝。望於過去的無明行，而說觸受是現果，不知觸受正是逐物流轉的前提，無明正隱在觸支裡。自從十二支的三惑、二業、七苦說判定以來，釋尊開合無礙的本義，早就很難說的了。」


�  〔所〕－【宋】【元】。(大正2，84d，n.3)


�  《會編(中)》，p.33，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37經。


�[1] ～S. 12. 37. Na tuṃhā.。(大正2，84d，n.4)


[2]《雜阿含經．295經》卷12 (大正2，84 a23-84 b11)


[3]《佛光．雜(一)》p.566，n.3：本經說明，此身非汝所有，亦非餘人所有，全為過去業緣所生。《相應部》(S. 12.37. Na tumhā.《非汝所有》)


[4] 溫編．《雜》，p.5：此身非個人所有，亦非他人所有，乃過去思願所造作。聖弟子善觀緣起，如實正知世間集、滅，能究竟苦邊。


[5]◎「世俗勝義」：《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於諸緣起，善巧多聞諸聖弟子，如實了知世俗、勝義二諦道理。如實知故，於現法中有識身等所有諸法，了知無我，終不執彼為我、我所。·····」(大正30，832 c15-833 a17)


◎《會編(中)》，p.33-34。


�  《佛光．雜(一)》p.567，n.4：「本修行願」，巴利本作 Purānaṃ kammaṃ，意為先業或故業，即指以往所作業。


�溫編．《雜》，p.5：


☉難解之句 ──


p.33：此身非汝所有，亦非餘人所有，謂六觸入處，本修行願受得此身。


S II 64-65: Nāyaṃ, bhikkhave, kāyo tumhākaṃ napi aññesaṃ. Purāṇamidaṃ, bhikkhave, kammaṃ abhisaṅkhataṃ abhisañcetayitaṃ * vedaniyaṃ daṭṭhabbaṃ. 


(CDB: …It is old kamma, to be seen as generated and fashioned by volition, as something to be felt.)


*Abhisañceteti (p. � HYPERLINK "http://dsal.uchicago.edu/cgi-bin/ddsa/getobject_?UNICODE.p.0:78./projects/artfl0/databases/dicos/philologic/pali/IMAGE/" �70�) [abhi + sañceteti or °cinteti] to bring to consciousness, think out, devise, plan


*Abhisañcetayita (p. � HYPERLINK "http://dsal.uchicago.edu/cgi-bin/ddsa/getobject_?UNICODE.p.0:78./projects/artfl0/databases/dicos/philologic/pali/IMAGE/" �70�) [pp. of abhisañceteti] raised into consciousness, thought out, intended, planned


《瑜伽》先所造作，思所祈願，思所建立，由誓願故。


�  知＝智【宋】*【元】*【明】*。(大正2，84d，n.5) 


�  《會編(中)》，p.33，n.2：「招」，依「論」義，應為「趣」(或「趨」)之誤。


�  賢聖＝聖賢【明】。(大正2，84d，n.6)


�[1] 實寂＝貫穿【宋】【元】【明】。(大正2，84d，n.7)


[2]《會編(中)》，p.33，n.2：「貫穿」「原本誤作「實寂」，依宋本改。


溫編．《雜》，p.5：△導師於頁34註3 「貫穿」「原本誤作「實寂」，依宋本改。「貫穿」配《瑜伽》的「抉擇慧。」


�  《會編(中)》，p.35，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20經。


�[1] ～S. 12. 20. Paccaya.。(大正2，84d，n.8) 


[2]《雜阿含經．296經》卷12 (大正2，84 b12-84 c10)


[3]《佛光．雜(一)》p.568，n.3：本經說明，不管如來出世、未出世，因緣法常住法界，但是，如來成等正覺之後，因緣法經佛開示才顯發於世。《相應部》(S. 12. 20. Paccaya.《緣》)


[4] 溫編．《雜》，p.5：此經敘說，無論佛出世或不出世，「緣起」與「緣起法」常住、永恒不變。佛陀自證此法而為弟子宣說。聖弟子因此法而斷除我見。


[5]◎「法爾」：《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由二因緣，於諸緣起及緣生法，建立二分差別道理：謂如所流轉故，及諸所流轉故。當知此中，有十二支差別流轉，彼復如其所應，稱理因果次第流轉。又此稱理因果次第，無始時來，展轉安立，名為法性；由現在世，名為法住；由過去世，名為法定；由未來世，名法如性；非無因性，故名如性非不如性；如實因性，故名實性；如實果性，故名諦性；所知實性，故名真性；由如實智依處性故，名無倒性、非顛倒性。由彼一切緣起相應文字建立依處性故，名此緣起順次第性。·····」(大正30，833 a18-833 b9)


◎《會編(中)》，p.35-36。


�[1]溫編．《雜》，p.5：


☉《雜》《相》對照 ── 


《雜》，p.34 -35：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


	   S II 25: Paṭiccasamuppādañca vo, bhikkhave, desessāmi paṭiccasamuppanne ca dhamme. 


《瑜伽》由二因緣，於諸緣起及緣生法…


△在《相》，「法住、法定、此緣性」「如、不變異」只用於描述「緣起。」


[2]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37 -p.39：「


緣起之綜貫性聲聞常道以緣起生滅為元首，大乘深義以無生真諦為第一，這多少是近於大乘的解說。如從《阿含》為佛法根原，以龍樹中道去理解，那麼緣起是處中說法，依此而明生滅，也依此而明不生滅；緣起為本的佛法，是綜貫生滅與不生滅的。所以，這裏再引經來說明。《雜阿含．293經》，以緣起與涅槃對論，而說都是甚深的：「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有為者，若生、若住、若異、若滅。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這說明在有為的緣起以外，還有更甚深難見的，即離一切戲論的涅槃寂滅   ── 無為。


又《雜阿含．296經》，說緣起與緣生。緣起即相依相緣而起的，原語是動詞。緣生是被動詞的過去格，即被生而已生的，所以玄奘譯作緣已生法。經文，以緣起與緣生對論，而論到內容，卻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十二支，成為學派間的難題。薩婆多部依緣起是主動，緣已生是被動的差別，說因名緣起，果名緣生。即從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凡為緣能起的因說為緣起，從緣所生的果說為緣生。緣起、緣生，解說為能生，所生的因果。大眾部留意經中說緣起是「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特點，所以說：各各因果的事實為緣生，這是個別的，生滅的。因果關係間的必然理性為緣起，是遍通的，不生滅的。


今依龍樹開示的《阿含》中道，應該說：緣起不但是說明現象事相的根本法則，也是說明涅槃實相的根本。有人問佛：所說何法？佛說：「我說緣起。」釋迦以「緣起為元首」，緣起法可以說明緣生事相，同時也能從此悟入涅槃。依相依相緣的緣起法而看到世間現象界  ──  生滅，緣起即與緣生相對，緣起即取得「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質。依緣起而看到出世的實相界  ──  不生滅，緣起即與涅槃相對，而緣起即取得生滅的性質。《阿含》是以緣起為本而闡述此現象與實相的。依《阿含》說：佛陀的正覺，即覺悟緣起，即是「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緣起，即當體攝得(自性涅槃)空寂的緣起性；所以正覺的緣起，實為與緣生對論的。


反之，如與涅槃對論，即偏就緣起生滅說，即攝得  ──  因果生滅的緣起事相。緣起，相依相緣而本性空寂，所以是生滅，也即是不生滅。釋尊直從此迷悟事理的中樞而建立聖教，極其善巧！這樣，聲聞學者把緣起與緣生，緣起與涅槃，作為完全不同的意義去看，是終不會契證實義的。若能了解緣起的名為空相應緣起；大乘特別發揮空義，亦從此緣起而發揮。以緣起是空相應，所以解悟緣起，即悟入法性本空的不生不滅；而緣生的一切事相，也依此緣起而成立。三法印中的無常與涅槃，即可依無我  ──  緣起性空而予以統一。大乘把握了即空的緣起，所以能成立一切法相；同時，因為緣起即空，所以能從此而通達實相。大乘所發揮的空相應緣起，究其實，即是根本佛教的主要論題。緣起法的不生不滅，在《阿含經》中是深刻而含蓄的，特依《智度論》而略為解說。」


[3]參見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97-p.99：「


十二緣起的因果相續，是流轉門。然流轉的緣起法，不是個別的因果事相，是在無限複雜的因果幻網中，洞見因果的必然系列。個別的因果事相，名為緣生法。因果事相中，看出他必然的系列，即有情流轉的必然階段；因果事相，總不出此必然的理則。此緣起法與緣生法，如《雜阿含．296經》卷12說。凡能悟入此因果必然的理則，名為得法住智。緣起法，是依因託緣的存在。凡是依因緣的和合而有而生的，也必然依因緣的離散而無與滅；這本是緣起法含蓄著的矛盾律。所以翻過來說：「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雜染苦迫的消散，稱為還滅門。滅，即是涅槃的寂滅。此緣起法的生起，是有為法；緣起法的寂滅，是無為法。


有為與無為，如《雜阿含．293經》卷12說。能悟入無為寂滅的，名為得涅槃智。滅，決不是斷滅，不是壞有成無，這是緣起法本性的實相。因為因緣和合而有，因緣離散而無；可以有，可以無，理解到他的沒有真實性，如《雜阿含．第一義空經》說。這樣，佛教的三大真理，被揭示出來，即「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


有情的緣起，即身心和合相續的歷程。緣起的存在，必歸於滅無；所以有情的相續活動，是無常的。息息變動的身心和合，沒有常恆，獨存的自我，所以說無我。不但沒有常存不變的個我，也沒有宇宙本體的大我，擬人的創造神；這都不過是小我的放大。徹底的說，一切的一切，物質也好，精神也好，都是依因緣而存在，所以也一律是無常的，無我的。從無常，無我的觀察，確立涅槃寂滅。一切法的歸於滅，為一切法的本性；如大海的每一波浪，必歸於平靜一樣。佛弟子的證入涅槃，不過是行其當然，還他個本來的面目。


一般人，不了解無常，錯覺自我的存在，流為一切意欲的活動。如勘破諸行的無常性，諸法的無我性，即能斷愛離欲，現覺涅槃的空寂。如《雜阿含．84經》卷3說：「無常則苦；苦則非我；非我者，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此即破三種我)。如實知，是名正觀。·····如是觀察，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佛教的涅槃，不建立於想像的信仰上，建立於現實人生的變動上，是思辨與直覺所確證的。上面的緣起與聖道，總貫一切佛法：而此二者更統一於因緣的法則中，所以說：「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有因有緣滅世間。」「我論因說因」《雜阿含．53經》卷2，即是釋尊正法的特質。」


�  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53-p.54：「


佛陀如是觀察而證悟，如是證悟而成等正覺，也依所覺而開示教授弟子。他說明緣起有兩種傾向：


一、依緣起而說明緣生；緣起是因果事實所顯的必然理則，一切皆不能違反的定律。緣生是依這理則而生滅的事實因果法  ──  「緣」所「生法」。《雜阿含．296經》所說的，就是這意思。西北的婆沙、瑜伽學者們，說緣起是因，緣生是果，雖也是一種說法，但忽略了緣起的必然理則性，未必是佛說緣起的本意吧！


二、依緣起開顯寂滅，也就是依有為以開顯無為。由緣起而緣生，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流轉界，是有為法；由緣起而寂滅，是「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還滅界，是無為法。寂滅無為，就是在依緣起的生滅有為法上開示顯現的。如《雜阿含．293經》云：「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


�  《佛光．雜(一)》p.568，n.4：「佛」，巴利本作 Tathāgatānaṃ (諸如來)。


�  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141-p.144：「


三重因緣佛法的主要方法，在觀察現象而探求他的因緣。現象為什麼會如此，必有所以如此的原因。佛法的一切深義、大行，都是由於觀察因緣 (緣起)而發見的。佛世所談的因緣，極其廣泛，但極其簡要。後代的學佛者，根據佛陀的示導，悉心參究，於是因緣的深義，或淺或深的明白出來。這可以分別為三層：


一、果從因生：現實存在的事物，決不會自己如此，必須從因而生，對因名果。在一定的條件和合下，才有「法」的生起，這是佛法的基本觀念，也就依此對治無因或邪因論。如見一果樹，即知必由種子、肥料、水分、溫度等種種關係，此樹才能長成開花結果，決不是從空而生，也不是從別的草木金石生。不從無因生，不從邪因生，這即是因緣生。因緣是很複雜的，其中有主要的，或次要的，必須由種種因緣和合，才能產生某一現象。佛法依此因緣論的立場，所以偶然而有的無因論，不能成立。


二、事待理成：這比上一層要深刻些。現實的一切事象，固然是因果，但在因果裡，有他更深刻普遍的理性。為什麼從某因必生出某果？這必有某某必然生某的理則。世間的一切，都循著這必然的理則而成立，這是屬於哲學的。佛法不稱此必然的理則為理性，名之為「法。」經中說：「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雜阿含．296經》卷12。這本然的、必然的、普遍的理則，為因果現象所不可違反的。舉一明白的例子，「生緣死」，這有生必然有死，即是本然的、必然的、普遍的原理。生者必死，這不是說生下來立刻就死，有的長經八萬大劫，有的朝生暮死，或者更短命，但壽命雖有久暫，生者必死的原則，誰也逃不了。


為什麼一定要死？就因為他出生。既然生了，就不能不死。儘管生了以後，活幾天，活幾年，幾百年，就是幾千萬年而暫時不死；儘管在果從因生的事象方面，各各生得不同，死得不同；但此人彼人，此地彼地，此時彼時，凡是有生的，都必終歸於死。這是一切時、地、人的共同理則。若無此必然的理則，那麼這人死，那人或者可以不死；前人死，後人或可不死；未來事即無法確定其必然如此，即不能建立必然的因果關係。一切因果事象的所以必然如此，都有他的必然性，可說一切事象都是依照這必然的理則而生滅、成壞。這必然的理則，是事象所依以成立的，也即是因緣。


三、有依空立：這更深刻了。果從因生的事象，及事待理成的必然理則，都是存在的，即是「有」的。凡是存在的，必須依空而立。這是說：不管是存在的事物也好，理則也好，都必依否定實在性的本性而成立。這等於說：如不是非存在的，即不能成為存在的。試作淺顯的譬喻：如造一間房子，房子即是存在的。但房子的存在，要從種種的  ──  木、石、瓦、匠人等因緣合成，這是果從因生。房子有成為房子的基本原則，如違反這房屋的原則，即不能成為房子，這就是事待理成。房子必依空間而建立，如此處已有房子，那就不能在同一空間再建一所房子，這譬如有依空立。又如凡是有的，起初必是沒有的，所以能從眾緣和合而現起為有；有了，終究也必歸於無。房子在本無今有，已有還無的過程中，就可見當房子存在時，也僅是和合相續的假在，當下即不離存在的否定  ──  空。如離卻非存在，房子有他的真實自體，那就不會從因緣生，不會有這從無而有，已有還無的現象。這樣，從因果現象，一步步的向深處觀察，就發見這最徹底，最究竟的因緣論。」


�[1]《會編(中)》，p.35，n.2：「定」，原本誤作「空」，今依「論」改。


[2]《佛光．雜(一)》p.568，n.5：「法空」，巴利本作 Dhamma-niyāmatā (法定性)。


�  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17 -p.19：「真．實．諦．如 ── 


真、實、諦、如，這幾個名辭，這裡有一加解釋的必要，因它的意義很重要。佛法中無論說空說有，都是以修行的應離應行為主的。修行中最重要的，是要具足如實智。「如實」，其所知所觀的對象，就必定是真、是實、是諦、是如。小乘說到它，大乘也說到它；說空的依之說空，說有的依之明有，所以這是佛法中通常而又重要的幾個名辭。這幾個名辭，阿含經中說到的：


一、在明緣起處說到，如《雜阿含．296經》說：「此法常住法住法界。·····此等諸法，法住、法空、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這一經文，《瑜伽》等都有引證，不過文字少有出入。如《瑜伽師地論》卷93，引作：「法性、法住、法定、法如性；如性非不如性，實性、諦性、真性、無顛倒非顛倒性。」《法蘊足論》卷11，引作：「此中所有法性、法定、法理、法趣，是真、是實、是諦、是如，非妄、非虛、非倒、非異。」《舍利弗毘曇》卷12，引作：「此法如爾，非不如爾；不異不異物，常法、實法、法住、法定。」比較各譯，意義差不多，只是《雜阿含》中「法空」的「空」字，應該是「定」字的誤寫。經義是說緣起法中前後為緣的關係法則，是法爾如是必然不謬的。所以在表詮方面，說它「是真、是實、是諦(諦是不顛倒義)、是如」；在遮遣方面，說它「非妄、非虛、非倒、非異。」


二、在明四聖諦處說到的，如《雜阿含．417經》說：「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不要以為這些經文是在說實有自性。這是說：緣起因果，「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其緣起流轉與緣起還滅此彼之間的因果理則，確確實實是如此。佛能照其如此如此的理則而如實覺，依所證覺而如實說；這所說的因果必然理則，就是緣起支與四聖諦。緣起、聖諦的必然性、確實性的因果法則，就是事理的正確判斷，是理智與對象的一致。如此的就見其如此，所證與法的真相完全吻合，沒有一點錯誤，這就是真理。所以釋尊讚嘆而形容他說：「是真、是實、是諦、是如，非妄、非虛、非倒、非異。」切勿誤認這些形容辭，是在說某法有真實自性。」


�  《佛光．雜(一)》p.569，n.6：內：指現在世。


�  《會編(中)》，p.36，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35、36經。


�[1]《雜阿含經．297經》卷12 (大正2，84 c11-85 a10)


[2]《佛光．雜(一)》p.570，n.1：本經說明，若離「一、異」二邊即是中道，若如實知緣生緣滅，十二支緣生法無我、無我所，則無明斷而生明，乃至純大苦聚滅，如此則為大空法。


[3] 溫編．《雜》，p.5：此經名為《大空法經》，敘說此有故彼有的緣起說，離「命即是身」、「命異身異」二見，即是正道，正見。


[4]◎「此作」：


⊙《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由二因緣，此作此受，餘作餘受，不應記別。云何為二？一者、因果相屬一故，諸行相續前後異故。二者、所餘作者、受者不可得故。若於此論不受、不執，以中道行，如唯因果而正記別，亦無過失。」(大正30，833 b10-833 b14)


⊙《會編(中)》，p.37。


◎「大空」：


⊙《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一切無我，無有差別，總名為空，謂補特伽羅無我，及法無我。補特伽羅無我者，謂離一切緣生行外，別有實我不可得故。法無我者，謂即一切緣生諸行性非實我，是無常故。·····」(大正30，833 b15-833 c5)


⊙《會編(中)》，p.37-38。


�溫編．《雜》，p.5：  


☉《雜》《相》對照  ──


p.36- 37：若見言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無有；若復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


	S II 61: Taṃ jīvaṃ taṃ sarīranti vā, bhikkhu, diṭṭhiyā sati brahmacariyavāso na hoti. Aññaṃ jīvaṃ aññaṃ sarīranti vā, bhikkhu, diṭṭhiyā sati brahmacariyavāso na hoti. 


	(CDB 573-4: If there is the view, ‘The soul and the body are the same,’ there is no living of the holy life. ….)


�溫編．《雜》，p.5：


☉《雜》《相》差異 ──


p.37：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謂緣生老死。


S II 61: Ete te, bhikkhu, ubho ante anupagamma majjhena tathāgato dhammaṃ deseti- ‘jātipaccayā jarāmaraṇan’”ti.


�  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7-p.9：「


正見為導的中道，即是從正見人生的實相中，增進、淨化此人生以及解脫、完成。正見人生的實相，佛在《處處經》中，也即說之為中道或中法。如《雜阿含經》《大正藏編號．262經》說：「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是釋尊開示「正見」的教授，說明世人不依於有，則依於無，佛離有無二邊而說中道法。然所謂離有離無的中道，不是折中於有無，而說亦有亦無或半有半無的。


釋迦所說者，為緣起法，依於緣起的正見，能得不落有無二邊的中道。釋迦所說中道，還有不一不異的中道，如《雜含．297經》說：「若見言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無有；若復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謂緣生老死，……緣無明行。」還有不常不斷的中道，如《雜含．300經》說：「自作自覺(受)，則墮常見；他作他覺，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不一不異，不常不斷，與不有不無一樣，都是依於緣起而開顯的不落二邊的中道。正見緣起的中道，為釋迦本教的宗要。不苦不樂是行的中道；不有不無等是理的中道，這僅是相對的區分而已。實則行的中道裏，以正見為先導，即包含有悟理的正見中道；唯有如此，才能不落苦樂兩邊的情本論。同時，悟理即是正行的項目，正見緣起，貫徹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兩者是相依相待而不可缺的。依於正見緣起，能離斷常、有無等二邊的戲論，發為人生的實踐，自然是不落苦樂二邊的中道。


還有，釋尊的開示緣起，緣起的所以是中道，即不能忽略緣起的空相應性，這在經中多有說到。如《雜含．293經》說：「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緣起是與空相應的，空的獨到大用，即洗盡一切戲論執見。緣起與空相應，所以能即緣起而正見不落兩邊的中道。」


�[1]〔所知〕－【宋】【元】【明】。(大正2，85d，n.1)


[2]《會編(中)》，p.37，n.2：「正見」下，原本有「所知」二字，依宋本刪。


[3]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21-p.24：「


世俗與勝義二諦是佛法的綱要，若空若有，都是依此而開顯的。可是現有的阿含中，未見有明白的說明。不過，照《俱舍論》卷22所說的「餘經復說諦有二種」，阿含應該有明闡二諦的經文，只是漢譯本中未曾譯出罷了。況且二諦是大小空有一切部派共同承認而無異議的，那是根本佛教所有，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諦」，是正確不顛倒義，與實在不同，它是真實而不顛倒的，是從認識的符合對象而說的。真實只應有一個，不會是多的，為什麼說「諦」有二種呢？這是後代學者所深切注意到的，小乘如《婆沙》、《正理》，大乘如《大般涅槃》、《仁王般若》等，都曾討論過這問題。在這裡，我們要承認：所謂確實性，所謂「是真是實是諦是如」，只要認識與對象的某種合一就是了。在世俗立場說，只要人人認識以為如此不謬的，就可以安立其確實性 ── 世俗諦了。若是真實而非一般人所能認識的，那是聖者同證的特殊境界，是第一義諦。世俗的真實，只要世俗立場以為真實就可以了，不必是理想所欲證達的究竟真實 ── 聖者的證境，因為那是依第一義的立場說的。


所以，二諦是從不同的認識而安立的兩種真實；雖不是彼此無關，但卻是各就所見而說。釋尊不像庸俗者的固執世俗，能引凡入聖，闡述這即俗而真、隨順第一義的世俗法，稱之為中道的立場，如《雜含．300經》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中道立場的說法，不落凡夫二邊的惡見，而能即俗明真，是恰到好處的說法。這所說的就是「此有故彼有」的緣起法。中道，本形容中正不偏。阿含經中，就行為實踐上說的，是離苦樂二邊的不苦不樂的中道行(八正道)。在事理上說的，即緣起法。緣起法是佛教的中道法，為什麼呢？因為緣起法可以離諸邊邪執見。如《雜含．300經、961經》，說緣起以離常斷二邊見；926經與262經，說緣起以離有無二邊見；297經說緣起以離一異二邊見。這斷常、有無、一異等偏邪執見，均可由這緣起法來遠離它；反過來，可顯示緣起法的不斷不常、非有非無、不一不異。一面破諸外道的偏邪，一面顯示諸法的實相，所以緣起法是中道。


這中道立場所說的緣起法，到底是世俗呢，還是第一義呢？是世俗。《雜含．335經》《第一義空經》說：「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彼有。」《增一阿含．7經》〈六重品〉，也有相同的文句：「云何假號因緣？所謂緣是有是，此生則生。」中道立場所說的「此有故彼有」的緣起法，經中說是「俗數法」，是就世間一切因果生滅的假名因緣建立的。即假名緣起以離我我所、常斷、有無、一異等邪見。因離執而悟入的，是第一義空，故《中論》說：「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緣起生滅法是俗數假名法，於中能離諸錯亂，便是第一義空。是正確不顛倒的世俗諦，能即此緣起法以顯示第一義諦，所以稱為中道。」


�[1]〔是〕－【宋】【元】【明】。(大正2，85d，n.2)


[2]《佛光．雜(一)》p.571，n.3：「行」字之上，麗本有一「是」字，今依據宋、元、明三本刪去。


�   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69-p.72：「


現在一論我與法的關係。從上面，已可知我法的關涉，一切以有情為中心。但我們每以為：既我是無而法可以有，我與法似乎是兩回事。其實，在佛法上，二者有著密切的關連，是不可分割的。


第一、從流轉面說，以我故有法：上文引過《雜含．57經》所說的：「凡夫於色見是我，若見我者是名為行。」執此色為我，即可由此執而使其流演相續下去；所以一切法都是存在於妄我上的。從還滅面說，我無則法滅：一切法存在於我的妄執上，假使我的妄執遣除了，如聲聞聖者證得「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的時候，抽去我執而得涅槃，法也是同樣的歸乎寂滅。


第二、從流轉面說，因法而計我：必須由身心和合的五蘊、六處法(乃至由蘊處所演繹的一切法)為計著的對象，我執才能夠生起。上文說過，「我不離於蘊」，離開了蘊、處諸法，無所著境，我我所見當然不會憑空生起(有法不必皆計我，如聖者見法而不計我；計執與否，全以薩迦耶見的有無而決定。但有我必定有法，卻是無異議的)。還滅言之，法空我乃息；有學聖者，以智慧觀察我不可得，斷了我見，但我慢還是要生起；必須要體驗到涅槃無相寂滅的境地，才能徹底斷我慢，證無學而不受後有。《成實論》云：「灰聚不滅，樹想還生。」即是說：不能真見法不可得，我見還是要現起的。總之，我與法，一是妄執存在的無，一是因緣和聚的有，無始來就相互交涉：流轉則因我執法，緣法計我；還滅則我斷而後法寂，法空而後我息。約緣起，則我法俱有，約自性妄執，則我法俱無。由於諸見以我為本，所以偏說「我無法有。」若一定在理論上把二者嚴格分開去說有說無，不一定合乎佛的本意！現在引幾個經來總結一下。《雜含．297經》《大空經》云：「若有問言：彼誰老死？老死屬誰？彼則答言：我即老死，今老死屬我，老死是我所。言命即是身，或言命異身異，此則一義。·····是名大空法經。」


在十二緣起中，老死代表了整個生命流。經文從我與老死的相關上問：是我即老死(命身一)？還是老死屬我(命身異)？以緣起說，不但老死之我沒有，即我之老死也不可得；於是離我我所見。後代很多學派，都引此經以證明佛說緣起法空。又如一些經中常說：比丘得解脫涅槃時，外道問佛：涅槃了，「我」還去後世受生沒有？佛陀置之無記，因為根本就沒有「我」，還談什麼後世受生不受生！可是，這意義也有放到色等蘊上明其生與不生皆不然的，如《雜含．926經》謂：「如是等解脫比丘，生者不然，不生亦不然。」又有些經中說：聖弟子們入無餘依涅槃，魔王於其舍利中尋識，了不可得，終不見其往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而去。同樣的，也可在色等蘊上說的。如《雜含．962經》說：「色已斷，已知，受、想、行、識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無復生分，於未來世永不復起；若至東方南西北方，是則不然。甚深廣大，無量無數，永滅。」


又經中拿如木生火譬喻我，同時卻也反用以譬喻五蘊的寂滅無所從去。從這各種經文看來，根本佛教雖以我無法有為基本論題，但在涅槃寂滅上，給予二者的看法是同樣的，平等平等，無有差別。我空法有的問題，說到這裡為止，暫不作其他結論。」


�  《會編(中)》，p.38，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1、2經；《增壹阿含經．5經》卷46〈49 放牛品〉


(大正2，797 b14- 798 a24) 前分。


�[1] ～S. 12. 1-2. Desanā. (Sk. fragment，Arch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1910-11，p.76)，Vibhaṅga.。(大正2，85d，n.3)


[2]《雜阿含經．298經》卷12 (大正2，85 a11-85 b20)


[3]《佛光．雜(一)》p.571，n.4：本經說明，十二緣起之大意及分別十二支。《相應部》(S. 12. 1. Desanā.《法說》，2. Vibhavga.《分別》)、玄奘譯《緣起經》。


[4] 溫編．《雜》，p.5：此經敘述，緣起的「義說」(總標舉)與「法說」(別別廣說)，前者總標十二緣起支，後者一一解釋各緣起支的涵意。


[5]◎「分別」：《瑜伽師地論》卷93：「 


            復次、由二因緣，當知施設所有緣起一切種相，謂總標舉，或別分別，云何為二？一、如所有性故，二、盡所有性故。云何如所有性？謂無明等諸緣生法，漸次相稱因果體性； 及有此因未斷故有彼果未斷，此未斷因生故彼未斷果生，如是名為如所有性。云何盡所有性？謂無明等諸緣生行，一切種相，如彼無明是前際無智，乃至廣說差別體相。·····」(大正30，833 c6-833 c18)


◎《會編(中)》，p.39-40。


� 《佛光．雜(一)》p.572，n.1：法說(Desissāmi)(巴)，巴利文為第一人稱動詞「說示」，即指「佛說」法相。


� 《佛光．雜(一)》p.572，n.2：義說(Vibhajissāmi)(巴)，巴利文為第一人稱動詞「分別」，即「佛分別」義理、義利、義趣。


�  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80 -p.82：「我見與識 ──


經中又有以薩迦耶見 ── 即身見，我見為生死根本。我見為無明的內容之一。無明即不明，但不止於無所明，是有礙於智慧的迷蒙。無明屬於知，是與正智相反的知。從所知的不正說，即邪見，我見等。《雜含．298經》卷12解釋無明說：「不知前際，不知後際，不知前後際；不知於內，不知於外，不知內外；不知業，不知報，不知業報；不知佛，不知法，不知僧；不知苦，不知集，不知滅，不知道；不知因，不知因所起法；不知善不善，有罪無罪，習不習，若劣若勝，染污清淨；分別緣起皆悉不知。」這是從有情的緣起而論到一切的無知。但無知中最根本的，即為不能理解緣起的法性  ──  無常性、無我性、寂滅性。從不知無常說，即常見、斷見；從不知無我說，即我見、我所見；從不知寂滅說，即有見、無見。其中，我見為無明迷蒙於有情自體的特徵。


且以人類來說，自我的認識，含有非常的謬誤。有情念念生滅，自少到老，卻常是直覺自己為沒有變化的。就是意味到變化，也似乎僅是形式的而非內在的。有情展轉相依，卻常是直覺自己為獨存的，與自然、社會無關。有情為和合相續的假我，卻常是直覺自己為實在的。由此而作為理論的說明，即會產生各式各樣的我見，如上面所說的三見，即是「分別」所生的。佛法以有情為本，所以無明雖遍於一切而起迷蒙，大乘學者雖為此而廣觀一切法無我，一切法空，而解脫生死的真慧，還要在反觀自身，從離我我所見中去完成。


又有以識為生死本的，此識為「有取識」，是執取有情身心為自體的，取即愛的擴展。四諦為佛的根本教義，說生死苦因的集諦為愛。舍利弗為摩訶拘絺羅說：「非黑牛繫白牛，亦非白牛繫黑牛，然於中間，若軛若繫鞅者，是彼繫縛。如是·····非眼繫色，非色繫眼，乃至非意繫法，非法繫意，中間欲貪，是其繫也」(《雜阿含．250經》卷9)。這說明了自己  ──  六處與環境間的繫縛，即由於愛；「欲貪」即愛的內容之一。愛為繫縛的根本，也即現生、未來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如五蘊為身心苦聚，經說「五蘊熾盛苦」，此熾然大苦的五蘊，不但是五蘊，而是「五取蘊。」所以身心本非繫縛，本不因生死而成為苦迫，問題即在於愛。愛的含義極深，如膠漆一樣粘連而不易擺脫的。雖以對象種種不同，而有種種形態的愛染，但主要為對於自己  ──  身心自體的染著。愛又不僅為粘縛，而且是熱烈的，迫切的，緊張的，所以稱為「渴愛」、「欲愛」等。從染愛自體說，即生存意欲的根源；有此，所以稱為有情。有情愛或情識，是這樣的情愛。由此而緊緊的把握、追求，即名為取。這樣的「有取識」，約執取名色自體而說為生死本，即等於愛為繫縛的說明。」


�  溫編．《雜》，p.5：☉《相》解釋「名」為「受、想、思、觸、作意。」說「受」是六受，「愛」是六


愛。


�[1]〔一〕－【宋】【元】【明】。(大正2，85d，n.4)


[2]《會編(中)》，p.39，n.2：「一」，宋本缺。


[3]《佛光．雜(一)》p. 573，n.3：「生」字之上，麗本有「一」字，今依據宋、元、明三本刪去。


�  《佛光．雜(一)》p. 573，n.4：「若彼彼眾生……得命根，是名為生」，巴利本作 Yā tesaṃ  tesaṃ  sattānaṃ  tamhi tamhi sattanikāye jāti sañjāti okkanti abhinibbatti khandhānaṃ  pātubhāvo āyatanānaṃ  patilābho, Ayaṃ  vnccatijāti，意為凡是彼彼(或各各)眾生之於彼彼(各各)眾生之部類  中誕生、產生、入胎、生起、諸蘊顯現、獲得諸〔入〕處，此稱為生。


�  緩：1.寬綽；寬鬆。(《漢語大詞典(9)》，p.944)


�  熟：熟：2.成熟，植物的果實等完全長成。(《漢語大詞典(7)》，p.242)


�  僂(lǚㄌㄩˇ)：1.駝背；佝僂。(《漢語大詞典(1)》，p.1631)


�  短氣：1.指呼吸短促，難以接續。(《漢語大詞典(7)》，p.1538)


�◎前：2.與“後”相對，謂較早的或過去的。7.預先；事前。(《漢語大詞典(2)》，p.120)


◎輸：5.毀壞；傾頹。14.通“ 渝 ”。變更。(《漢語大詞典(9)》，p.1301)


�[1] 柱＝任【宋】【元】【明】。(大正2，85d，n.5)


[2]《佛光．雜(一)》p. 573，n.5：「拄」，麗本作「柱」，宋、元、明三本均作「任。」今依據《分別聖諦經》(大正1，467c) 改為「拄。」


[3] 柱 (zhǔㄓㄨˇ)：2.支撐；拄持。(《漢語大詞典(4)》，p.932) 


�◎黧(líㄌーˊ)：色黑而黃。亦指使變黃黑色。


◎黧黑：謂臉色黑。(《漢語大詞典(12)》，p.1370)


�◎斑(bānㄅㄢ)：1.色彩駁雜；燦爛多彩貌。2.指花紋或斑點。


斑駁：亦作 “斑駮”。1.色彩錯雜貌。2.引申為不純，瑕疵。(《漢語大詞典(4)》，p.594)


◎駁：3.色彩錯雜。《漢書．梅福傳》：“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 (《漢語大詞典(12)》


，p.808)


�◎羸(léiㄌㄟˊ)：1.衰病；瘦弱；困憊。


◎羸劣：1.疲弱；瘦弱。(《漢語大詞典(6)》，p.1400)


�  《會編(中)》，p.40，n.1：「論」不釋此經，《相應部》亦無。義見上14 (296) 經。


�[1]《雜阿含經．299經》卷12 (大正2，85 b21-85 c2)


[2]《佛光．雜(一)》p.574，n.1：本經說明「緣起法」非世尊所作，非餘人所作，彼為法界常住，為如來所覺，為眾生說。


[3] 溫編．《雜》，p.6：世尊說緣起法，永恒不變，非他所作，他只是自證緣起法而為他人宣說。


�  參見印順導師著《唯識學探源》p.7-p.9：「


釋尊自述它發見生死流轉和解脫生死的法則，就是緣起的起滅。不但釋尊如此，過去諸佛，也沒有不經歷這緣起大道的。因此，緣起是法爾如是的，本然而必然的法則，不是釋尊創造，只是釋尊的平等大慧，窺見生命的奧祕而加以說明罷了。《雜阿含經．299經》卷12，正啟示這個思想：「緣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來自覺此法成等正覺，為諸眾生，分別、演說、開發、顯示。」


釋尊體證了法爾如是的緣起法，又給弟子們解說。所以從緣起中心的見地考察起來，可說整個佛法是緣起法門多方面的善巧說明。佛弟子，也沒有不從這裡得到悟證。或者以為佛說的法門很多，像蘊、處、界、諦·····，為什麼偏取緣起作中心呢？要知道，這些都是在說明緣起的某一部分，並不是離開緣起另有建立。像五蘊，就是緣起名色支的詳細解說。眾生於五蘊「不知、不明(無明)、不斷、不離欲」(愛)，才流轉在生死裡。假使能「如實知、心厭、離欲」，便能解脫。這樣去理解，佛說五蘊才有深切的意義。   


六處，是以六入支為中心來說明緣起。《雜阿含經》的〈六入誦〉，詳細的說明內六入(六入)、外六入(名色)、六識(識)、六觸(觸)、六受(受)、六愛(愛)，它在開示緣起支，是最明白不過的。六入，從認識論的見地，說明緣起的所以生起和還滅。特別注重守護六根，在見色、聞聲的時候，不隨外境而起貪、瞋，以達到出離生死的目的。界有種種的界，主要是六界，側重在種類與原因的分別。他本是緣起法的因緣所攝；後代的阿毘達磨，「六種(界)緣起」，也還是連結著的。


此外，像四諦法門的苦、集，即是緣起的流轉；滅與道，即是緣起的還滅。四諦是染淨因果橫的分類，緣起是從流轉還滅而作豎的說明。這僅是形式的差別，內容還是一致。不但《阿含經》如此，大乘經論的精髓，也還是以緣起為宗本的。《法華經》的「無性，從緣起」，「是法住法位。」《般若經》的「菩薩坐道場時，觀十二因緣如虛空不可盡。」《解深密經》的以緣起因果為依他起，作為染淨迷悟的所依。這些大乘經，都是以緣起為宗要的。


大乘論方面，也大抵如此。特別是龍樹菩薩的開示性空的緣起，反覆的讚揚緣起，說它是佛法的究竟心要。《中觀論》的八不頌是如此，《六十如理論》也說：「為應以何法，能斷諸生滅？敬禮釋迦尊，宣說諸緣起！」《七十空論》也說：「以諸法性空，故佛說諸法，皆從因緣起，勝義唯如是。」從三乘聖者的自證方面看，從佛陀的言教方面看，從大乘論典方面看，處處都足以證實緣起是佛法的心要。所以我說原始佛教的核心，是緣起。」


�  奉行＝隨喜作禮而去【宋】【元】【明】。(大正2，85d，n.6)


�  《會編(中)》，p.40，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46經。


�[1] ～S. 12. 46. Aññatara.。(大正2，85d，n.7)


[2]《雜阿含經．300經》卷12 (大正2，85 c3- 85 c16)


[3]《佛光．雜(一)》p.574，n.2：本經說明「法」非自作自覺，亦非他作他覺，應離「斷、常」二見，處於中道而說法。《相應部》(S. 12. 46. Aññataraṃ .《異》)


[4] 溫編．《雜》，p.6：世尊離常見、斷見，處中道而說「緣起。」


[5] 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 92：「


印度舊有的「業」說，無論為傳統的一元論，新起的二元論，總是與「我」相結合的。或以業為自我所幻現的 ── 自作，或以業為我以外的動作 ── 他作，都相信由於業而創闢一新的環境 ── 身心、世界，「我」即幽囚於其中。釋尊的正覺，即根本否定此我，所以非自作，非他作，即依中道的緣起，說明此生死的流轉。如《雜含．300經》卷12說：「自作自覺（受），則墮常見；他作他覺，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等。浮彌尊者與外道論法，也否定自作、他作、共作、無因作，而說「世尊說：苦樂從緣起生」(《雜含．343經》卷14 )。這可見釋尊的教說，實以緣起說明生死的流轉；即從身心關涉環境 ── 自然、社會、身心 ── 的展轉相依，次第相續的活動中去說明。後來業力說的發揚，由於緣起支的解說而多少通俗化。」


�  《佛光．雜(一)》p.575，n.3：「拘留搜調牛聚落」，巴利本作 Sāvatthī(舍衛城)。


�溫編．《雜》，p.：


☉《雜》《相》《瑜伽》對照 ── 


《雜》，p.41：云何瞿曇！為自作自覺耶？


《相》S II 75: Kiṃ nu kho, bho gotama, so karoti so paṭisaṃvedayatī’ti? (experience)


《瑜伽》…此受、此領…。


�  《佛光．雜(一)》p.575，n.4：無記：屬邊見，不可記說，不應回答。


�溫編．《雜》，p.6：


☉《雜》《相》對照 ── 


p.41：云何瞿曇！他作他覺耶？


S II 76: Kiṃ pana, bho gotama, Añño * karoti, añño paṭisaṃvedayatī’ti?


(CDB 583: Then, Master Gotama, is the one who acts one, and the one who experiences [the result] another?)


△《雜》的「覺」與《瑜伽》的「領」、「受」


*Vedeti (PED � HYPERLINK "http://dsal.uchicago.edu/cgi-bin/ddsa/getobject_?UNICODE.p.0:656./projects/artfl0/databases/dicos/philologic/pali/IMAGE/" �648�) [ Denom. or Caus. fr. vid to know or feel] meaning twofold: either intellectually "to know" (cp. veda), or with ref. to general feeling "to experience" (cp. vedanā). Thus vedeti: (a) to know; (b) to feel, to experience


Paṭisaṃvedeti [paṭi-saṃ-vedeti, Caus. of √vid] to feel, experience, undergo, perceive。


*Añña (PED 13)1. other, not the same, different, another, somebody else (opp. oneself) 2. another one, a second; nt. else, further


△「他」：1.別的，另外的。2.指另外的人或事物。3.稱自已和對方以外的某個人。


�[1] 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Ete ubho ante anupagamma majjhena Tathāgato dhammaṃ deseti.。(大正2，85d，n.8)


[2]《佛光．雜(一)》p. 576，n.1：「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Ete ubho ante anupagamma majjhena Tathāgato dhammaṃ deseti)(巴)。


�[1]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91-p.93：「業與行 ── 


有情的流轉生死，與業有深切的關係。業的梵語為「羯磨」，本為「作事」的意思。如僧團中關於僧事的處理，都稱為羯磨。但從奧義書以來，羯磨早已含有深刻的意義，被看作有情流轉生死的動力。如《布利哈德奧義書》(4、4，2 -5)說：「人依欲而成，因欲而有意向，因意向而有業，因業而有果。」然在佛典中，漢譯《雜含》雖偶而也有論到業的，如說：「諸業愛無明，因積他世陰」(卷13．307經)。「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異陰相續」(卷13．335經)。但巴利本缺。業說，為佛法應有的內容，但在佛世，似乎還沒有重要的地位。這要到《中阿含》與《增一阿含》、《長阿含》，才特別發揮起來。


印度舊有的「業」說，無論為傳統的一元論，新起的二元論，總是與「我」相結合的。或以業為自我所幻現的 ── 自作，或以業為我以外的動作 ── 他作，都相信由於業而創闢一新的環境 ── 身心、世界，「我」即幽囚於其中。釋尊的正覺，即根本否定此我，所以非自作，非他作，即依中道的緣起，說明此生死的流轉。如《雜含．300經》卷12說：「自作自覺(受)，則墮常見；他作他覺，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等。浮彌尊者與外道論法，也否定自作、他作、共作、無因作，而說「世尊說：苦樂從緣起生」《雜阿含．343經》卷14。這可見釋尊的教說，實以緣起說明生死的流轉；即從身心關涉環境 ── 自然、社會、身心 ── 的展轉相依，次第相續的活動中去說明。後來業力說的發揚，由於緣起支的解說而多少通俗化。正覺的緣起觀，一切是展轉相依，生滅相續的大活動，也可說「大用流行。」活動的一切，為無限活動過程與活動過程的形態，不斷的在發生、安住、變異、消滅中推移，總名為「行。」所以說：「諸行無常。」這一切行，沒有不變性、主宰性的，所以說：「眼(等世間諸行)空，常恒不變易法空，我(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爾。」(《雜含．232經》卷9)。


原來，行與有為、業、作(力用)等字，字根是同一的。行是正在活動著的；有為是活動所作成的；業是活動的見於事相；作是活動的力用。其中，行與有為，為佛法重要術語，尤其是行。行是世間的一切，佛法以有情為本，所以世間諸行，不外乎情愛為中心的活動。像五蘊中的行蘊，即以思心所為主。經上也說：「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雜含．260經》卷10)。緣起支中的行支，也解說為「身行、語行、意行」，即思心所為中心的身語意的活動。從展轉相依，生滅相續的諸行中，抉出(愛俱)思心所為中心的行支、行蘊，為五蘊現起的動力。由於這是相依相續的活動，所以當下能開示無常無我的深義。後代學者每忽略行業的緣起性，從靜止、孤立的觀點去思考，所以通俗化的業報說，每流於膚淺！」


[2]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8-p.9：「


釋迦所說中道，還有不一不異的中道，如《雜含．297經》說：


「若見言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無有；若復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謂緣生老死，·····緣無明行。」還有不常不斷的中道，如《雜含．300經》說：「自作自覺(受)，則墮常見；他作他覺，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不一不異，不常不斷，與不有不無一樣，都是依於緣起而開顯的不落二邊的中道。正見緣起的中道，為釋迦本教的宗要。不苦不樂是行的中道；不有不無等是理的中道，這僅是相對的區分而已。實則行的中道裏，以正見為先導，即包含有悟理的正見中道；唯有如此，才能不落苦樂兩邊的情本論。同時，悟理即是正行的項目，正見緣起，貫徹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兩者是相依相待而不可缺的。依於正見緣起，能離斷常、有無等二邊的戲論，發為人生的實踐，自然是不落苦樂二邊的中道。


還有，釋尊的開示緣起，緣起的所以是中道，即不能忽略緣起的空相應性，這在經中多有說到。如《雜含．293經》說：「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緣起是與空相應的，空的獨到大用，即洗盡一切戲論執見。緣起與空相應，所以能即緣起而正見不落兩邊的中道。」


[3]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21-p.23：「


所謂確實性，所謂「是真是實是諦是如」，只要認識與對象的某種合一就是了。在世俗立場說，只要人人認識以為如此不謬的，就可以安立其確實性 ── 世俗諦了。若是真實而非一般人所能認識的，那是聖者同證的特殊境界，是第一義諦。世俗的真實，只要世俗立場以為真實就可以了，不必是理想所欲證達的究竟真實 ── 聖者的證境，因為那是依第一義的立場說的。所以，二諦是從不同的認識而安立的兩種真實；雖不是彼此無關，但卻是各就所見而說。釋尊不像庸俗者的固執世俗，能引凡入聖，闡述這即俗而真、隨順第一義的世俗法，稱之為中道的立場，如《雜含．300經》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中道立場的說法，不落凡夫二邊的惡見，而能即俗明真，是恰到好處的說法。這所說的就是「此有故彼有」的緣起法。中道，本形容中正不偏。阿含經中，就行為實踐上說的，是離苦樂二邊的不苦不樂的中道行(八正道)。在事理上說的，即緣起法。緣起法是佛教的中道法，為什麼呢？因為緣起法可以離諸邊邪執見。如《雜含》300經與961經，說緣起以離常斷二邊見；926經與262經，說緣起以離有無二邊見；297經說緣起以離一異二邊見。這斷常、有無、一異等偏邪執見，均可由這緣起法來遠離它；反過來，可顯示緣起法的不斷不常、非有非無、不一不異。一面破諸外道的偏邪，一面顯示諸法的實相，所以緣起法是中道。」


�  《會編(中)》，p.41，n.2：《相應部》(12)〈因緣相應〉15經。


�[1] ～S. 12. 15. Kaccāyanagotta.。(大正2，85d，n.9)


[2]《雜阿含經．301經》卷12 (大正2，85 c17-86 a3)


[3]《佛光．雜(一)》p.576，n.2：本經說明，若離有、無二見，則為正見；若見緣生緣滅，離「有、無」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相應部》(S. 12. 15. Kaccāyanagotta.《迦旃延氏》)


[4] 溫編．《雜》，p.6：不執著有、無，不依他人而自知「苦生而生，苦滅而滅」，即名為正見。如來如實見世間的集起，故無「世間無」之見，如實見世間之滅去，故無「世間有」之見。如來離此二邊，處中而說緣起。


�溫編．《雜》，p.6：


☉《雜》《相》對照 ──


p.41：苦生而生，滅而滅


	S II 17: Dukkhameva upajjamānaṃ uppajjati, dukkhaṃ nirujjhamānaṃ nirujjhatī’ti…


	(What arises is only suffering arising, what ceases is only suffering ceasing)


�溫編．《雜》，p.6-7：


☉《雜》《相》對照 ── 


          p.41：世間集，如實正知見，若世間無者不有。


	S II 17: Lokasamudayaṃ kho…yathābhūtaṃ sammappaññāya passato yā loke natthitā sā na hoti. 


	(But for one who sees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as it really is with correct wisdom, there is no notion of nonexistence in regard to the world.)


�  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241 -p.244：「


慧與覺證在家出家的聖弟子，依八正道行，確有如實的悟證境地，這是經中隨處可見的。到此，淨化自心功夫，才達到實現。怎樣的觀慧才能引發如實覺呢？方便是非常眾多的，或說四念處 ── 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或說四諦觀；或說緣起的生起還滅觀。但達到根本處，切近實證處，都是同觀實相的 ── 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這是三法印的觀門：依無常成無願門，依無我成空門，依涅槃成無相門。等到由此而知法入法，即無二無別。如前三大理性的統一中說：法性是空寂而緣起有的，從緣起的生滅邊，觀諸行無常與諸法無我；從緣起的還滅邊，觀諸法無我與涅槃寂靜。


直從法性說，這即是性空緣起的生滅觀，生滅即是寂滅。所以四諦觀，緣起觀，或側重緣起流轉而觀不淨、苦、無常、無我，都是契入法性空的方便。由於適應時機，根治對於物欲、色欲的繫著，所以說苦觀、不淨觀。如不能依苦而起無量三昧，或偏於不淨觀，會造成嚴重的錯誤，佛世即有比丘厭身而自殺的(如《雜含．311經》卷13)。佛為此而教令修安般，這那裡是佛法觀慧的常道！


法，是緣起假名而本來空寂的，但人類由于無始來的愚昧，總是內見我相，外取境相，不知空無自性，而以為確實如此。由此成我、我所，我愛、法愛，我執、法執，我見、法見。必須從智慧的觀察中來否定這些，才能證見法性，離戲論纏縛而得解脫。這必須「于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雜含．23經》卷1)。必須「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我若取色，即有罪過。·····作是知已，于諸世間則無所取，無所取者自覺涅槃」(《雜含．272經》卷10)。要不住四識住，「攀緣斷已，彼識無所住，·····于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著。無所取、無所著已，自覺涅槃」(《雜含．39經》卷2)。由慧觀而契入法性，不是取相分別識的觀察，是從無自性分別而到達離一切取相戲論的。如有一毫相可取，即不入法性。所以如中道的德行，從離惡行善的方面說，這是要擇善而固執的。


但從離相證覺說，如取著善行，以為有善行可行，有我能行，即成為如實覺的障礙，大乘稱之為「順道法愛。」釋尊所以常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佛常說地水火風等觀門，如「於地有地想，地即是神(我)，地是神所，神是地所。彼計地即是神已，便不知地。·····於一切有一切想，一切即是神，一切是神所，神是一切所。彼計一切即是神已，便不知一切」《中含．想經》。所以佛為跋迦利說「真實禪」── 勝義空觀說：「於地想能伏地想，于水、火、風想，無量空入處想，識入處想，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想，此世他世，日月，見聞覺識，若得若求，若覺若觀，悉伏彼想。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覺觀而修禪」(《雜含．926經》卷33)。這是都無所住的勝義空觀，迦旃延修這樣的禪觀，由于佛的教化 ── 緣起假有性空的中道而來(《雜含．301經》卷12)，這是慧證法性的不二門。」


�  《會編(中)》，p.42，n.3：《相應部》(12)〈因緣相應〉17經。


�[1] ～S. 12. 17. Acela.。(大正2，86d，n.1)


[2]《雜阿含經．302經》卷12 (大正2，86 a4-86 b23)


[3]《佛光．雜(一)》p.577，n.3：本經敘說，阿支羅迦葉問苦為自作、他作或無因作，佛告以應離邊而說中道，阿支羅迦葉聞佛所說後，起淨信，皈依三寶。不久，阿支羅迦葉為犢牛所觸殺，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相應部》(S. 12. 17. Acela.《阿支羅》)、失譯佛為《阿支羅迦葉》自化作《苦經》。


[4]溫編．《雜》，p.7：


◎此經敘說，佛陀為裸行者迦葉說：苦非自作(Sayaṃkata)、非他作(Paraṃkata)、非自他作，亦非無因作(Adhiccasamuppanna)，而是依緣而生(12緣起)。


☉《雜》中，迦葉被牛撞死，佛記為阿羅漢。《相》中，迦葉則未死，也是阿羅漢。


�[1] 阿…葉～Acela-Kassapa.。(大正2，86d，n.2)


[2]《佛光．雜(一)》p. 577，n.4：阿支羅迦葉(Acela-Kassapa)(巴)，外道名。


[3] 溫編．《雜》，p.7：△ 阿支羅 = Acelo = (PED � HYPERLINK "http://dsal.uchicago.edu/cgi-bin/ddsa/getobject_?UNICODE.p.0:15./projects/artfl0/databases/dicos/philologic/pali/IMAGE/" �7�) [a + cela] Ane who is not clothed (裸行)。


�  與＝以【元】【明】。(大正2，86d，n.3)


�[1] 他＋（無因作者）【明】。(大正2，86d，n.4)


[2]《會編(中)》，p.42，n.4：「無因作者」，原本缺，依明本補。


[3]《佛光．雜(一)》p.578，n.1：麗本無「無因作者」四字，今依據明本補上。


�  《會編(中)》，p.42，n.5：「云何」下，原本有「無因作者」，乃上文脫落而誤入於此，今刪。


�  《會編(中)》，p.42，n.6：「自」，疑「是。」


�  若＝苦【宋】【元】【明】。(大正2，86d，n.5)


�溫編．《雜》，p.7：


☉難解之句 ──


p.42：若受即自受者，我應說苦自作；若他受，他即受者，是則他作…


S II 23: Sā vedanā, so vedayatī’ti kho, timbaruka, *ādito sato ‘sayaṃkataṃ sukhadukkhan’ti evampāhaṃ na vadāmi. ‘Aññā vedanā, añño vedayatī’ti kho, timbaruka, vedanābhitunnassa sato ‘paraṃkataṃ sukhadukkhan’ti evampāhaṃ na vadāmi. (相註的解釋，參考 CDB 739 n.46, 47)


* (Timbaruka, [if one thinks] ‘The feeling and the one who feels it are the same,’ [then one asserts] with reference to one existing from the beginning: ‘Pleasure and pain are created by oneself.’ I do not speak thus. But, Timbaruka, [if one thinks] ‘The feeling is one, the one who feels it is another,’ [then one asserts] with reference to one stricken by feeling: ‘Pleasure and pain are created by another.’ Neither do I speak thus.)


�  犢(dúㄉㄨˊ)：1.小牛。2.泛指牛。(《漢語大詞典(6)》，p.289)


�  溫編．《雜》，p.7：△ 牸(zìㄗˋ)牛 = 母牛。


� 《佛光．雜(一)》p. 580，n.1：「時阿支羅迦葉辭世尊……供養其身」，巴利本無此段。


�[1] 受＝授【明】*。(大正2，86d，n.6) 


[2]《會編(中)》，p.43，n.7：「授」，原本作「受」，依明本改。


[3]《佛光．雜(一)》p. 580，n.2：「授」，麗本作「受」，今依據明本改作「授。」


� 《佛光．雜(一)》p. 580，n.3：「爾時，世尊為阿支羅迦葉授第一記」，巴利本無此段。


�  《會編(中)》，p.43，n.8：《相應部》(12)〈因緣相應〉18經。


�[1] ～S. 12. 18. Timbaruka.《玷牟留》。(大正2，86d，n.7)


[2]《雜阿含經．303經》卷12 (大正2，86 b24-86 c15)


[3]《佛光．雜(一)》p. 580，n.4：本經敍說，玷牟留外道問苦、樂為自作或他作，經意同第340(302)經。《相應部》(S.12. 18. Timbaruka.《玷牟留》)


[4] 溫編．《雜》，p.7：此經法義似20經，但將「苦」換為「苦、樂。」


[5]◎「自作」：《瑜伽師地論》卷93：「復次、由二因緣，自作苦樂，不可施設，不可記別；如是他作，俱作，俱非所作無因而生，當知亦爾。云何為二？一者、諸行如前所說無作用故，二者、有餘作者有情不可得故。此中諸行無作用故，此受、此領，自作苦樂，不應道理。又彼有餘作者有情不可得故，餘受、餘領不應道理。受所渴愛，攝受他受，亦不應理。有諸緣故，諸受得生，故無因生亦不應理。是故遠離前之三種惡因論邊，後之一種無因論邊，覺了如前中道行教，勤修正行，能盡眾苦。」(大正30，833 c19-833 c29)


◎《會編(中)》，p.44。


[6]◎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三冊》p.225-p.226：「　


四九九；《佛為阿支羅迦葉自化[他]作苦經》  ── 失譯；


　        五○三；《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　　　　── 西晉法炬譯，


這二經，依《出三藏記集》卷4，都是「抄」出的。499經，與《雜阿含．302、503經》，與《雜阿含．1344經》，文句都是相同的。這都是「抄」出的，應該刪去。」


◎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三冊》p. 232：：「


五一一；《佛說洴沙王五願經》        ── 吳支謙譯，


本經主體部分，是《中阿含．162經》《分別六界經》的異譯。以洴沙王五願為緣起，五願出佛傳。後說弗迦沙為牛所觸死，是取《雜阿含．302經》阿支羅迦葉的故事。── 以上7經，應編入《中阿含經》的異譯部分。」


�  《佛光．雜(一)》p. 580，n.5：「少」，大正本作「小。」


�  《佛光．雜(一)》p.581，n.6：「三」，麗本作「二」，明本、《卍正藏》均作「三」，今依據明本、《卍正藏》改作「三。」


�  問＋（沙門）【宋】【元】【明】。(大正2，86d，n.8)


�[1]〔為〕－【宋】【元】【明】。(大正2，86d，n.9)


[2]《佛光．雜(一)》p. 582，n.2：「自」字之上，麗本有一「為」字，今依據宋、元、明三本刪去。


�  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56-p.60：「


要遣離眾生執涅槃為斷滅的恐怖，必須另設方便，用中道的空寂律來顯示。從緣起的因果生滅，認取其當體如幻如化起滅無實，本來就是空寂，自性就是涅槃。《詵陀迦旃延經》正是開示此義。《雜含．262經》說得最明顯。事情是這樣的：佛陀入滅後，闡陀(即車匿)比丘還沒有證得聖果，他向諸大聖者去求教授，說道：「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


他的癥結，在以為諸行是實有的(法有我無)，涅槃之滅是另一實事。他把有為與無為打脫為兩節，所以僅能承認有為法的無常無我，涅槃的寂滅；而聽說一切法空、涅槃寂滅，就不能愜意。他懷著這樣的一個問題，到處求教授。諸聖者的開示，把無常、無我、涅槃等照樣說一遍，他始終無法接受。後來，找到阿難尊者，阿難便舉出《化迦旃延經》對他說道：「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世間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如來說。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闡陀比丘的誤解，必須使他了解諸行非實、涅槃非斷滅才行；這中道的緣起法，是最正確而應機的教授了。試問：為什麼如實正觀世間集可離無見而不起有見呢？正觀世間滅可離有見而不墮於斷見呢？因為中道的緣起法，說明了緣起之有，因果相生，是如幻無自性之生與有，所以可離無因無果的無見，卻不會執著實有。緣起本性就是空寂的，緣散歸滅，只是還它一個本來如是的本性，不是先有一個真實的我真實的法被毀滅了；見世間滅是本性如此的，這就可以離有見而不墮於斷滅了。這是說：要遣除眾生怖畏諸行空寂，以涅槃為斷滅的執著，不僅在知其為無常生滅，知其為有法無我，必需要從生滅之法、無我之法，直接體見其如幻不實，深入一切空寂，而顯示涅槃本性無生。《雜含．926經》，佛對迦旃延說入真實(勝義)禪，不要依一切想，以見一切法自性空寂。其《別譯經．151經》文說：「比丘深修禪定，觀彼大地悉皆虛偽，都不見有真實地想；水、火、風種及四無色(四無色界)，此世他世、日月星辰、識知見聞、推求覺觀心意境界，及以於彼智不及處，亦復如是皆悉虛偽。無有實法，但有假號，因緣和合有種種名；觀斯空寂，不見有法及以非法。」


在一切生滅有為法上，觀察其當體悉皆虛偽、空寂，無有實法，一切只是假名安立；如是遣離有無二邊見，而證入解脫涅槃。說到涅槃，大家都知道有兩種：無餘依涅槃，固然無身心可說；但有餘依涅槃，阿羅漢們在生前就都證得了的。所以涅槃之滅，要在現實的事事物物上，一切可生可滅、可有可無的因果法上，觀察它都是由因緣決定，自身無所主宰，深入體認其當體空寂；空寂，就是涅槃。這是在緣起的流轉還滅中，見到依此不離此故彼性空，性空故假名，可稱為中道空寂律。這是諸法的實相，佛教的心髓。現在再從緣起的空相應上顯示其歸宿涅槃。緣起法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當然也可以表現無常義；不過就其歸宿說，是開示本性空寂，重在涅槃。悟緣起法的作用，主要在離我見 ── 顯會無我。一切偏邪僻見，都是以我見為主而引起的；在緣起中，顯示一切唯是如幻的緣起，我性本空，所以我性不可立 ── 無我。


阿含中所提到的我見，有多種的分類法，都是以緣起來遣除的。如《雜含．961經》，說明以緣起離斷常見 (斷見常見是在我與身的同異上安立的)。第962經，說明以緣起離十四不可記見 (十四不可記見也都是以我見安立的，如世間有邊無邊等四句及常無常等四句。其所謂「世間」，就是我所見。如來滅後有無等四句，純在我見上安立。命與身一、命與身異，是明我與我所的關係)。第48經，說明以緣起離三際見 (過去我曾有，現在我正有，未來我當有等)。而302經，明以緣起離苦樂自作、他作、共作、無因作諸見。總之，一切我見、常見、斷見、無因見、邪因見·····等等諸戲論，都以緣起的如幻空寂遣除它，所以《中論》說佛是「能說是因緣(緣起)，善滅諸戲論。」緣起法門，以離我見為本的一切戲論為大用，見之於實際修證上，便能離我我所，得大解脫而實證涅槃。」


�  《會編(中)》，p.44，n.9：「授」，原作「受」，依明本改。


�[1]《會編(中)》，p.44，n.10：《雜阿含經》卷13 (舊誤作卷12) 終。


[2]《佛光．雜(一)》p. 582，n.3：麗本無「一」字，今依據明本、《卍正藏》補上。


�[1]《會編(中)》，p.1，n.1：〈雜因誦〉第三，原本卷13〜23，共11卷，與《相應部》第二〈因緣篇〉相當。卷18以下，今分別編入〈弟子所說誦〉，〈如來所說誦〉。前5卷為〈雜因誦〉主體，分「因緣」，「諦」，「界」，「受」四種相應。


[2]《會編(中)》，p.1，n.2：「緣起食諦界擇攝」三分，為《瑜伽師地論》〈攝事分〉中，抉擇契經宗要之第三分，自卷93起。


[3]◎「立」：《瑜伽師地論》卷93：「略由三相，應知建立緣起差別：一、從前際中際得生；二、從中際後際得生；三、於中際生已隨轉，及趣清淨。·····」(大正30，827 c3-828 c12)


◎《會編(中)》，p.1-4。


※《瑜伽師地論》卷93〈攝事分中契經事緣起食諦界擇攝第3之1〉，以下簡稱為《瑜伽師地論》卷93。


�  《會編(中)》，p.45，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24、25經。


�[1] ～S. 12. 25. Bhūmija.《浮彌》。(大正2，93d，n.6)


[2]《雜阿含經．343經》卷14 (大正2，93 b25-94 b1)


[3]《會編(中)》，p.45，n.2：《雜阿含經》卷14。


[4]《佛光．雜(二)》p.583，n.1：本經敍說眾外道問尊者浮彌，苦、樂為誰所作，浮彌言：「從緣起生」，眾外道不悅。後尊者浮彌以所作答請教尊者舍利弗，舍利弗告其所說為如法說。尊者阿難將二尊者問答具白於佛，佛印可。《相應部》(S. 12. 24. Aññatitthiyā.《異學》，25. Bhūmija.《浮彌》)


[5] 溫編．《雜》，p.1：此經敘說，外道問尊者浮彌，佛陀對苦樂的看法。浮彌尊者指出，佛說苦樂乃依緣而生，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也非無因作。浮彌尊者諮詢舍利弗尊者，對此回答的看法，舍利弗認可且進一步指出「苦、樂」因「觸」而生。佛陀從阿難得知舍利弗二人的對話，認可他們的說法。


[6]◎「觸緣」：《瑜伽師地論》卷94：「於一切觸緣受有中，若諸沙門、或婆羅門，宣說無因、惡因論者，如前請問此作此受，乃至廣說。安住正法大師弟子，若勝、若劣，略有三種無倒記別：一、開自宗記，二、伏他宗記，三、有執無執、雜染清淨記。·····」(大正30，834 a13-834 b13)


◎《會編(中)》，p.47-48。


※《瑜伽師地論》卷94〈攝事分中契經事緣起食諦界擇攝第3之2〉，以下簡稱為《瑜伽師地論》卷94。


�  與＝以【元】【明】*。(大正2，93d，n.7)


�  《佛光．雜(二)》p. 583，n.3：苦樂自作(Sayajkataṃ sukhadukkhaṃ ) (巴)，苦、樂等果皆由因緣所生，此乃由業力所招引，故並無作者。眾生誤執有我、有作者，故佛評為無記。


�  《佛光．雜(二)》p. 584，n.1：苦樂他作(Paraṃ-kataṃ sukhadukkhaṃ )(巴)。


�  《佛光．雜(二)》p. 584，n.2：無因作(Adhicca-samuppannaṃ )(巴)，無因生起的。


�  《佛光．雜(二)》p. 584，n.3：苦、樂從緣起生(Paticca-samuppannaṃ  sukhadukkhaṃ )(巴)。


�  《佛光．雜(二)》p. 585，n.4：得不謗毀世尊(Na Bhagavantaṃ  abhūtena  abbhācikkheyyāma)(巴)，我們不以不實誹謗世尊？


�[1]《佛光．雜(二)》p. 585，n.5：「得無為餘因法論者，來難詰呵責不？」巴利本作 Na koci sahadhammiko 


vādānupāto gārayham thānaṃ  āgaccheyyāti(沒有被任何同學，論法者非難責罵的理由吧！)


[2]溫編．《雜》，p.1：△《佛光雜阿含》(二)，p.585 n. 5，巴利文之譯語，有誤。參見CDB 747，n.72。


�  《佛光．雜(二)》p. 585，n.6：「非自非他無因」，大正本作「亦自非他無緣。」


�  《佛光．雜(二)》p. 585，n.7：「亦緣觸生」，巴利本作 Tad api phassa-passayā(彼亦由於緣觸〔生〕)。


�  《佛光．雜(二)》p. 586，n.1：「若言不從觸生者，無有是處」，巴利本作 Te vata aññatra phassā patisam-


vedissanti'ti, n'etaṃ  thānaṃ  vijjati，其意為若言「彼等實將由觸以外有感受到」，無此處(理)被見知。


�[1] 苦＋（樂）【宋】【元】【明】。(大正2，94d，n.1)


[2]《會編(中)》，p.47，n.3：「樂」，原本缺，依宋本補。


[3]《佛光．雜(二)》p. 586，n.2：麗本無「樂」字，今依據宋、元、明三本補上。


�  《會編(中)》，p.49，n.1：《中部》《正見經》9經；《中阿含經．29經》《大拘絺羅經》。


�[1]《雜阿含經．344經》卷14 (大正2，94 b2-95 b9)


[2]《佛光．雜(二)》p. 586，n.3：本經敍說，尊者摩訶拘絺羅向尊者舍利弗問法，一再追問，最後舍利弗告之，只要斷除無明而生明，無須更求。參閱《中部》 (M. 9. Sammāditthi-sutta.《正見經》)、《中阿含．29經》《大拘絺羅經》。


[3]溫編．《雜》，p.1：


◎ 此經敘述，尊者摩訶拘絺羅，一再請問尊者舍利弗「正見具足、成就正見」的意涵。舍利弗也能，一再以不同的方式，予以回答。


△《佛光雜阿含》(二)，頁595，註6，巴利文之譯語，有誤。


[4]◎「見圓滿」：《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若有棄捨無因、惡因，於因生法，五種因中獲得正見，名見圓滿。於此正法及毘奈耶不可轉故，亦得名為成正直見；由於涅槃意樂淨故，亦名成就於佛證淨，於所知境智清淨故。由此三緣，如其次第，名於正法趣向、親近、及與正證。云何名為從因生法五種因耶？一、惡趣因，謂諸不善及不善根。二、善趣因，謂一切善及諸善根。三、於識住令識住因，謂四種食。四、現法、後法雜染因，謂一切漏。五、清淨因，謂諦、緣起。若有於此諸因自性，如實了知是其自性；於此因緣，如實了知是其因緣；於因緣滅，如實了知真實是滅；於趣滅道，如實了知真實是道，名見圓滿。觀緣生事，乃至無明為邊際故，過此更無緣生因觀，唯由此觀自義究竟。」(大正30，834 b14-834 b29)


◎《會編(中)》，p.52。


[5]參見印順導師著：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48- p.53：「


Ⅲ. Sammādiṭṭhi：考定為《相應部》9經的Sammādiṭṭhi sutta，譯義為《正見經》。眾比丘問，舍利弗答。與《中阿含經．29經》卷7《大拘絺羅經》相當。又與《雜阿含經．344經》卷14 (大正藏編號)相合，但問者是大拘絺羅。問題為：「成就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而提出內容：


1.善與不善；2.四食；3.三漏；4.四諦；5.老死·····行；6.無明盡明生。·····


三、稱為毘陀羅的契經，大抵在一問一答間，問者表示領解對方的意見，歡喜讚歎，然後再提出問題， 所以形成一種特殊的體裁。Vedalla與梵語Vaipulya（方廣）相當，所以毘陀羅的字義，在解說上，不應該與「方廣」脫節。方廣的主要意義是「廣說」。毘陀羅的法義問答，普遍的論到各問題，比之阿毘達磨論的專以聖道為論題，確是廣說了。而且，毘陀羅的一問一答，窮源竟委，大有追問到底的傾向，這還不是廣說了嗎？如《雜阿含經》說：「摩訶拘絺羅！汝何為逐？汝終不能究竟諸論，得其邊際。若聖弟子斷除無明而生於明，何須更求？」《雜阿含經．344經》卷14 (大正2，95b )；《法樂比丘尼經》也說：「君欲問無窮事；然君問事，不能得窮我邊也。涅槃者，無對也。」《中阿含經．210經》卷58 (大正1，790a)。        


這說明了法相的層層問答，是不可能窮其邊際的。如斷除無明而生明，那還求什麼呢？究竟，是問答廣說所不能盡的。這就引向超越無對的，深廣無涯際的境地。這應該就是從方廣，而傾向於重證悟的方廣的契機吧！」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 574- p.584：「


3.「正見」：推定為《相應部》9經的Sammādiṭṭhi；與《中阿含經．29經》卷7《大拘絺羅經》，及《雜阿含經．344經》卷14（大正藏編號）同本。·····如「毘佛略」是廣分別說；而被稱為「毘陀羅」的，在問答中，也以「分別答」為主。「毘陀羅」為法義問答集，比起初期的簡略問答，也不能說不廣（問答）了。「毘佛略」以聖者自證的究竟寂滅為宗極。而《毘陀羅小經》、《滿月大經》，也以涅槃為究極。如《正見經》以「無明盡而明生」為結束；《釋問經》以「愛盡究竟梵行」為極：可說都歸結於這一深義。尤其是，《法樂比丘尼經》說：「君欲問無窮事；然君問事，不能得窮我邊也。涅槃者，無對也」《中阿含經．210經》卷58 (大正1，790a)。《雜阿含經》(《正見經》) 也說：「摩訶拘絺羅！汝何為逐！汝終不能究竟諸論，得其邊際。若聖弟子斷除無明而生於明，何須更求？」《雜阿含經．344經》卷14 (大正2，95b )。這是從問答廣說，而引向深廣無際，超越絕對的境地。」


� 〔定〕－【宋】【元】【明】。(大正2，94d，n.2)


�[1]但＝且【宋】【元】【明】。(大正2，94d，n.3)


[2]《會編(中)》，p.49，n.2：「且」，原本作「但」，依宋本改。


� 〔律〕－【明】，律＋（者）【明】。(大正2，94d，n.4)


�溫編．《雜》，p.：


☉《雜》《相》對照 ── 


 p.49：多聞聖弟子，於此法律，成就何法，名為〔正〕見具足，直見成就，成就於佛不壞淨，來入正法，得此正法，悟此正法。


	M I 46: Kittāvatā nu kho, āvuso, ariyasāvako sammādiṭṭhi hoti, ujugatāssa diṭṭhi, dhamme aveccappasādena samannāgato, āgato imaṃ saddhamman”ti?


�  摶＝摧【宋】【元】。(大正2，94d，n.5)


�  《佛光．雜(二)》p. 589，n.4：麁摶食(Kabalinkāraāhāra)(巴)，凡有資益增長人身心作用者都可名食。又名段食，即日常茶飯等飲食，所食的是物質的食料，可分為多少餐次段落，所以叫段食。


�  《佛光．雜(二)》p. 589，n.5：細觸食(Phassaāhāra)(巴)，即由根、境、識三者和合而生之諸觸，對其所取之境而生喜樂等愛，可攝益心、心所，由此而長養諸根、四大。


�  《佛光．雜(二)》p. 589，n.6：意思食(Manosañcetanâhāra)(巴)，意思是意欲思願，即思心所相應的意欲。意思願欲，於有情的生命延續，有強大的作用。


�  《佛光．雜(二)》p. 589，n.7：識食(Viññānaāhāra)(巴)，識指「有取識」，即執取身心與染愛相應的識。此識執取身心，眾生的生命才能維持，人死，即是識不執取人體。


�  《佛光．雜(二)》p. 590，n.1：「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樂著」(Ponobhavikā nandi rāgasahagatā tatra tatrābhinandinī)(巴)見 P. T. S.《相應部》(S. vol. 3. p.258)。


�  是＝實知【宋】【元】【明】。(大正2，94d，n.6)


�  言＝語【宋】【元】【明】。(大正2，94d，n.7)


� 〔復〕－【宋】【元】【明】。(大正2，94d，n.8)


�  《會編(中)》，p.50，n.3：「漏」，原本誤作「病」，依《正見經》及「論。」以下例。


�[1] 集＝染【宋】【元】【明】。(大正2，95d，n.1)


[2]《會編(中)》，p.51，n.4：「樂」，原本誤作「集」，宋本誤作「染」，今改。


�[1] 道＝法【宋】【元】【明】。(大正2，95d，n.2)


[2]《會編(中)》，p.51，n.5：「法」，原本作「道」，依宋本改。


[3]《佛光．雜(二)》p. 592，n.1：「法」，麗本作「道」，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法。」


� （亦）＋更【宋】【元】【明】。(大正2，95d，n.3)


�  死＋（老死）【宋】【元】【明】。(大正2，95d，n.4)


�  者＝老【元】。(大正2，95d，n.5)


�  《會編(中)》，p.52，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31經。


�[1] ～S. 12. 31-32. Bhūtaṃ，Kaḷāra.。(大正2，95d，n.6)


[2]《雜阿含經．345經》卷14 (大正2，95 b10- 95 c16)


[3]《佛光．雜(二)》p. 592，n.5：本經敍說世尊以偈問舍利弗，舍利弗善為解說。《相應部》(S. 12. 31.Bhūtaṃ.《生者》，32. Kalāra. (《伽立羅》〔比丘〕) 


[4] 溫編．《雜》，p.1：舍利弗尊者回答佛陀所問《經集》〈彼岸品〉偈頌裡，「學」與「法數」(無學)的涵意。佛陀讚嘆舍利弗，「善入法界」所以能廣解。


[5]◎「實」：


⊙《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略有三種，於現法中真實寂滅，乃至壽量未永止息恆相續轉所知境事，於彼有學正修行時，施設學性。於彼無學，作是思惟：我一切盡，不復當盡，盡、無生智所思擇故，名思擇法。云何為三？一、六處，二、六處緣觸，三、觸緣受。·····」(大正30，834 c1-834 c26)


⊙《會編(中)》，p.54-55。


◎「解」：


⊙《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當知具解諸阿羅漢，略有六種記別所解*：一、有異門記別，二、無異門記別，三、智記別，四、斷記別，五、總記別，六、別記別。·····」(大正30，834 c27-835 a22)


⊙《會編(中)》，p.55-56。


* 六種記別所解：《會編(中)》，p.55，n.1，「論」義依《中阿含經．23經》《智經》；《相應部》(12)〈因緣相應〉32經。


�[1] 波羅延那阿逸多所問～Pārāyana，Ajitapañha.，(Sn. V. 2.).。(大正2，95d，n.7)


[2]《會編(中)》，p.53，n.2：《小部》《經集》〈五品〉2經7偈。


[3]《佛光．雜(二)》p. 592，n.6：波羅延耶阿逸多所問(Pārāyana, Ajitapañha)(巴)，Pārāyana 即「彼岸道」，為《經集》之一品名。Ajita 即「阿逸多」，為一學童之名。參閱《小部》《經集》〈五品〉(Sn. 1038.)


�[1]《會編(中)》，p.53，n.3：「數」，原本誤作「教」，今改。


[2]《佛光．雜(二)》p. 594，n.1：「得諸法數」，巴利本作 Saṅkhātadhammāse，其意為已數盡諸法者，即指窮究諸法者、或已證悟諸法者之阿羅漢。語尾之 Āse 乃是主格複數，於偈文常見之，摩揭陀語化吠陀語形 (Macdonell, Vedic Grammar 第33節)。「數」，麗本作「教」，今依據本經後文及巴利本改正。


�  《佛光．雜(二)》p. 594，n.2：學(Sekha)(巴)，又稱「有學」，指正在修行而未解脫之人。


�[1] 偈文～Sn. 1038.。(大正2，95d，n.8)


[2]《佛光．雜(二)》p. 594，n.3：「若得諸法數，若復種種學；具威儀及行，為我分別說」，巴利本作 Ye ca saṅkhātadhammāse ye ca sekhā puthu idha/tesaṃ  me nipako iriyaṃ  puttho me brūhi mārisā'ti，其意為所有已證悟諸法者，及諸有學與凡夫們，此等〔輩〕之威儀；我所尊敬者！智者被問此(此等輩之威儀)、請為我解說。


[3]溫編．《雜》，p.1：


☉《雜》《相》對照 ── 


若得諸法數	    Ye ca saṅkhātadhammāse, *  


若復種種學      Ue ca sekkhā puthū idha


具威儀及行	    Tesaṃ me nipako iriyaṃ, 


為我分別說      Puṭṭho pabrūhi mārisā”ti. 


△《雜》法數 =《瑜伽》(思)擇法，無學 ;《雜》學 =《瑜伽》有學。


△ 巴利文意，可見《佛光雜阿含》(二)，頁595，註1-4。


*Sankhāta [pp. of sankhāyati] agreed on, reckoned; (--°) so--called, named.  --dhamma one who has examined or recognized the dhamma ("they who have mastered well the truth of things" K.S. II.36), an Ep. of the arahant.


�[1] 數＝故【元】【明】。(大正2，95d，n.9)


[2]《佛光．雜(二)》p. 594，n.4：「法數」(Saṅkhātadhamma)(巴)，元、明二本均作「法故」，Saṅkhāta為 


Saṅkhāyati 之過去分詞。Saṅkhāyati 有二義，一為計數，一為開顯、開悟。Saṅkhātadhamma 之義應為「已悟法的〔人〕。」


�  《佛光．雜(二)》p. 594，n.5：真實舍利弗 (Bhūtam idanti Sāriputta passasiti)(巴)，Bhūta 為 Bhavati (相當


於英語之 Become)之過去詞，指一切因緣所生的事物。現前是「真」是「實」的存在，均是一切因緣「所生的」，應作如是觀。所以佛陀說：「舍利弗！見此是『生成的。』」


�[1]《佛光．雜(二)》p. 594，n.6：「真實者，厭、離欲、滅盡向」(Bhūtassa nibbidāya virāgāya nirodhāya pati-


panno hoti)(巴)，意為「已見真實者，有向厭、離欲、滅盡。」


[2]溫編．《雜》，p.1-2：


☉難解之句 (需參考《相》) ──


p.53佛言：「真實，舍利弗」！舍利弗白佛言：「真實，世尊！」「世尊！比丘真實者，厭，離欲，滅盡向。


S II 48: “Bhūtamidanti, sāriputta, passasī”ti? Bhūtamidanti, bhante, yathābhūtaṃ sammappaññāya passati. Bhūtamidanti yathābhūtaṃ sammappaññāya disvā bhūtassa nibbidāya virāgāya nirodhāya paṭipanno hoti. 


(CDB 566: Sariputta, do you see: ‘This has come to be’? Venerable sir, one sees as it really is with correct wisdom: ‘This has come to be,’ one is practic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vulsion towards what has come to be, for its fading away and cessation.)


△《佛光雜阿含》(二)，頁595，註6，巴利譯語「已見真實者，有向厭、離欲、滅盡」？？


☉《相註》：舍利弗猶豫，應以蘊、或處、或界、或緣起來回答。當佛說「Bhūta」(實 = What has come to be) * 時，舍利弗了知，應以「五蘊」回答。與《雜》有幾分相似。


*Bhūta (PED � HYPERLINK "http://dsal.uchicago.edu/cgi-bin/ddsa/getobject_?UNICODE.p.0:515./projects/artfl0/databases/dicos/philologic/pali/IMAGE/" �507�) [pp. of bhavati, Vedic etc. bhūta] grown, become; born, produced; nature as the result of becoming. 1. bhūtā & bhūtāni (pl.) beings, living beings, animate Nature ;2. (nt.) nature, creation, world; 3. (nt. adj.) that which is, i. e. natural, genuine, true; nt. truth; 4. a supernatural being, ghost, demon, Yakkha; 5. (--°) pp. in predicative use: (a) what has been or happened; viz. mātu--bhūtā having been his mother; (b) having become such & such, being like, acting as, being.


�溫編．《雜》，p.2：


☉難解之句 (需參考《相》) ──


p.53：食集生，彼比丘以食故，生厭，離欲，滅盡向。彼食滅是真實滅，覺知已，彼比丘厭，離欲，滅盡向，是名為學。


S II 48: ‘Tadāhārasambhavan’ti  * yathābhūtaṃ sammappaññāya passati. ‘Tadāhārasambhavan’ti yathā-


bhūtaṃ sammappaññāya disvā āhārasambhavassa nibbidāya virāgāya nirodhāya paṭipanno hoti. ‘Tadāhāranirodhā yaṃ bhūtaṃ taṃ nirodhadhamman’ti yathābhūtaṃ sammappaññāya passati. ‘Tadāhāranirodhā yaṃ bhūtaṃ taṃ nirodhadhamman’ti yathābhūtaṃ disvā nirodhadhammassa nibbidāya virāgāya nirodhāya paṭipanno hoti. evaṃ kho, bhante, sekkho hoti. 


(CDB 566: Origination through nutriment……..with the cessation of the nutriment……)


*Spk II 57: Tadāhārasambhavanti idaṃ kasmā ārabhi? Etaṃ khandhapañcakaṃ āhāraṃ paṭicca ṭhitaṃ, tasmā taṃ āhārasambhavaṃ nāma katvā dassetuṃ idaṃ ārabhi. Iti imināpi pariyāyena sekkhapaṭipadā kathitā hoti. Tadāhāranirodhāti tesaṃ āhārānaṃ nirodhena.


� 《佛光．雜(二)》p. 594，n.7：「法數」，麗本作「數法」，今依本經前後文改為「法數。」


�  默念：1.默默考慮；暗中思考。(《漢語大詞典(12)》，p.1342)


�  發：8.施行；實行。9.指施予，給與。25.啟發；開導。45.激發；激起。(《漢語大詞典(8)》，p.540)


�  喜：7. 謂習慣於、或適合於，某種環境條件。(《漢語大詞典(3)》，p.401)


�  正＝政【宋】。(大正2，95d，n.10)


�  《會編(中)》，p.53，n.4：以下，見《相應部》(12)〈因緣相應〉32經；《中阿含經．23經》《智經》後分。


�  尋：4.考索；探求。7.尋找；謀求。9.隨；循。(《漢語大詞典(2)》，p. 1288)


�  《會編(中)》，p.54，n.5：「七夜異句異味」，原本誤作「異句異味七夜」，今改正。


�  《會編(中)》，p.56，n.1：《增支部》〈十集〉76經。


�[1]《雜阿含經．346經》卷14 (大正2，95 c17-96 b24)


[2]《佛光．雜(二)》p. 596，n.1：本經中佛以十種三法，為諸比丘說法，即 ——


1. 老、病、死。                     6. 掉、不律儀、不學戒。


2. 貪、恚、癡。                     7. 不信、難教、懈怠。


3. 身見、戒取、疑。                 8. 不欲見聖、不欲聞法、常求人短。


4. 不正思惟、習近邪道、懈怠心。     9. 不恭敬、戾語、習惡知識。


5. 失念、不正知、亂心。             10. 無慚、無愧、放逸。


※《增支部》(A. 10. 76. Abhabba.《不能》)


[3] 溫編．《雜》，p.2：此經敘述，出離老病死的層層因緣：慚、愧→不放逸→恭敬、順語、親近善知識→樂見聖賢，樂聞正法，不求人短→信、順語、精進→住律儀，學戒→不失念，正知，住不亂心→正思惟，習近正道，心不懈怠→斷三結→斷三毒→斷老病死。


[4]◎「不愛樂」：《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有三種法，是諸世間所愛、所樂，依內而說：一者、勢力，二者、妙色，三者、壽命。復有違害如是三法，能引所治不可愛樂三種別法；一者、疾病，二者、衰老，三者、夭沒。若於三學起邪行時，便不堪任超越疾病、衰老、夭沒；若於三學起正行時，即能超越如是三事。云何三學？一、增上戒學，二、增上心學，三、增上慧學。·····」(大正30，835 a23-835 c18)


◎《會編(中)》，p.58-60。


[5]參見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三冊》p.272 -p.273：「


「八○一 ──《佛說無常經》，亦名《三契經》──唐義淨譯，經分三段，所以名為「三契」。


初後是偈頌，傳說是馬鳴所作。


中段，是《佛說無常經》正文。《佛說無常經》，可說是《雜阿含經．1240經》的異譯；所差異的，只是對比丘或波斯匿王說而已，可參考《雜阿含經．346經》初段（為比丘說）；《佛說無常經》是依此而來的。在人病重，死亡，印度大乘佛教時期，是誦讀這三契《無常經》的。


在經終了後，有「若苾芻，苾芻尼·····」大段文字，這是印度佛教的《臨終方訣》。《三契經》與《臨終方訣》，是印度佛教應付病、死的宗教儀軌，可編入〈懺儀部〉。」


� 〔世間〕－【宋】【元】【明】。(大正2，95d，n.11)


� 〔應〕－【宋】【元】【明】。(大正2，95d，n.12)


�溫編．《雜》，p.2：


☉《雜》《增支》一致 ──


p.56；以三法不斷故，不堪能離老，病，死。何等為三？


Tayome, bhikkhave, dhamme appahāya abhabbo jātiṃ pahātuṃ jaraṃ pahātuṃ maraṇaṃ pahātuṃ. Katame 


tayo?


�  《佛光．雜(二)》p. 597，n.4：身見、戒取、疑  ──  1. 身見，於身執實我之邪見。2. 戒取見，同戒禁取見。迷取非理戒禁之邪見。3. 疑見，於諸諦理懷猶豫，無決定之見。


�  《佛光．雜(二)》p. 597，n.5：掉：即掉舉。令心高舉、不安靜之煩惱。


�  戾 (lìㄌーˋ)：3.暴虐；暴戾。漢．賈誼 《新書．道術》：“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漢語大詞典(7)》，p.347)


�   《會編(中)》，p.57，n.2：「戾語」，原本作「不恭敬故」，今改。


�   《會編(中)》，p.57，n.3：「難教」下，原本衍「戾語」二字，今刪。


�  《佛光．雜(二)》p. 598，n.1：嬾墯：通於懶惰，即懈怠之意。


�   復＋（有）【宋】【元】【明】。(大正2，96d，n.1)


�  《會編(中)》，p.60，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70經。


�[1] ～S. 12. 70. Susīma. 《須深》。(大正2，96d，n.2)


[2]《雜阿含經．347經》卷14 (大正2，96 b25- 98 a12)


[3]《佛光．雜(二)》p.600，n.1：本經敍說，因歸依恭養佛法僧者多，外道故而窮於衣食等，欲遣須深盜佛教法為世間宣說，後須深反而歸依佛。《相應部》(S. 12. 70. Susīma.《須尸摩》)


[4] 溫編．《雜》，p.2-3：此經敘述，外道須深為盜法而於佛教出家，聽聞比丘自記證阿羅漢而未證禪那，心有不解故請佛解說。佛陀說彼阿羅漢「先知法住，後知涅槃」故心善解脫。須深仍不解，佛陀為他說流轉與還滅緣起，須深聞此已，得法眼淨。


[5]◎「法住智」：《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若有苾芻具淨尸羅，住別解脫清淨律儀，增上心學增上力故，得初靜慮近分所攝勝三摩地以為依止；增上慧學增上力故，得法住智及涅槃智。用此二智以為依止，先由四種圓滿，遠離受學轉時，令心解脫一切煩惱，得阿羅漢，成慧解脫。·····」(大正30，835 c19-836 a8)


◎《會編(中)》，p.64-65。


[6]參見印順導師著：


◎《性空學探源》p.72- p.76：「


上面說的從空諸行以觀無常、無我，是所觀境空；由觀無常、無我而得涅槃，是所證果空，這境與果之間的連貫，就是實行。與空相關的行持有定與慧兩種。體證空性的慧，雖如《雜含．347經》所說，可以不依四禪、八定，便能悟入而得解脫的。但空慧的發生，多少要依於禪定，這是大家一致的說法。至少須有最低的定力，如欲界的電喻三昧，或者說初禪近分的未到定，方可發慧證空。同時，禪必定離欲，也與空同樣的有所離，有所否定，而可稱之為空的；所以禪與空有關。


《雜阿含經》中雖也常見佛陀指示弟子要精進禪思，但究竟如何是禪？如何修？除了四禪以外，其詳細情形說到的很少。所以單依《雜阿含》，對於禪定是不易得到明確的觀念。至於《中阿含》，處處說禪定。《中阿含》以對治為重心，故除持戒外，以禪定說得最多。對於禪定，雖《雜含》與《中含》都還是以慧說定，據定明慧的，但也可看到二者精神的不同：《雜含》中，如空三昧、無相三昧、無所有三昧、真實禪等，都處處散說，重在真慧的體悟上，並且是相互融通的。《中阿含》已為組織的說明，多論四禪、八定或九次第定，重在修行次第，重在禪定的漸離上，彼此間也多是差別的。這兩者精神的不同，對後代有很大的影響。如大乘經中的種種深定，是繼承《雜含》定慧綜合的風格；另一方面，如小乘薩婆多部他們，分別定慧，忽略了真慧的禪定次第化，說定則專在四禪、八定上去詳細分析。


又須說明者，佛世的修行方法，平易、簡單，觀察空、無我義，由一最低的定力引發真慧，斷煩惱而得解脫。不過弟子們根性不同，有的一修即得，有的須經各種次第；修時的下手處、得力處、注意處，彼此有異；由這種關係，佛弟子之間，對於禪定就有所議論。·····」


◎《以佛法研究佛法》p.87- p.89：「


奧義書的思潮，釋尊所受的影響最深。理性的思辨與直覺悟證，為佛教解脫論的重心。佛教解脫道的重智傾向，即由於此。然而，深刻的了解他，所以能徹底的批判他。釋尊把理性的思辨與直覺證悟，出發於現實經驗的分析上。奧義書以為自我是真常的，妙樂的；釋尊卻處處在說：「無常故苦，苦故無我」。古人說：「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很可以作為釋尊根本佛教的注腳。他們以為是常住的，妙樂的，唯心的，是自我的本體。釋尊看來，簡直是幻想。反之，自我的錯覺，正是生死的根本。因為從現實的經驗出發，人不過是五蘊、六處、六界的和合相續，一切在無常變動的過程中，那裡有真常妙樂的自我？完整的佛教體系，出發於經驗的分析，在此上作理性的思辨，再進而作直覺的體悟；所以說：「要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雜阿含經．347經》卷14。重視經驗的事實，佛教這才與奧義書分流。


至於輪迴說，原則上是接受的。不過初期的業，側重於善惡的行為；關於業的體性，還少有去考慮他。奧義書時代流行的苦行與瑜伽，傳說釋尊修學的時代，曾從阿羅邏伽藍摩、鬱陀迦羅摩子專修瑜伽，繼而捨棄他；又專修苦行六年，又捨棄他；然後到佛陀伽耶自覺成佛。這明顯的表示不滿。瑜伽或禪定（二者大抵相近），為攝持身心，以達於內心澄靜的直觀，為證悟的重要方法，佛教中當然有此。修習禪定，每能引發身心的超常經驗，佛教也不否認。然而修習禪定，容易走上神祕的迷信，誇張神通，他的流弊也是不可說的。釋尊把他安放在正確的見解，純潔的行為上，認為專修瑜伽，不能證悟真理與實現解脫。反之，解脫不一定要深入禪定；照《雜阿含經．347經》卷14所說：「慧解脫」阿羅漢，是不得深禪的；當然也沒有神通。即使修得超常的經驗 


── 六通，也不許「向未受戒人說」。如虛偽宣傳自己有神通，那就犯波羅夷罪，要把他逐出佛教的僧團。


總之，釋尊深入奧義書與瑜伽，認識他的長處，更能了解他的危險，所以能採取他的精意，又能防範他。佛教的解脫道，屬於理智證悟的宗教，實繼承此種學風而來。」


�  力＝士【宋】【元】【明】。(大正2，96d，n.3)


�  《佛光．雜(二)》p. 600，n.3：須深 (Susīma)(巴)，又作「須尸摩」，入悲三昧成就本業第一比丘。


�  黠(xiáㄒーㄚ´) 慧 亦作“黠惠”。機敏聰慧 。(《漢語大詞典(12)》，p. 1263) 


� 〔欲〕－【宋】【元】【明】。(大正2，96d，n.4)


�  《佛光．雜(二)》p. 602，n.2：離生喜樂：「離」，為「離欲」之意，此處即離欲界之惡而生喜樂之受。離生喜樂地即指色界之初禪天。


�  《會編(中)》，p.62，n.2：「起」，疑「超。」


� 〔須深〕－【明】。(大正2，97d，n.1)


�[1]《佛光．雜(二)》p. 603，n.4：慧解脫(Paññā-vimuttā)(巴)。解脫分心解脫、慧解脫。聖者有的得心解脫(由定力克服煩惱)，有的得慧解脫(由慧力克服煩惱)，有的得心解脫、慧解脫，則名俱解脫。


[2] 溫編．《雜》，p.3：☉《雜》《相註》一致：《雜》無初禪的慧解脫阿羅漢，《相註》乾觀者。


�  《佛光．雜(二)》p. 604，n.1：知法住(Dhammatthiti-ñānaṃ)(巴)，即法住智，由此智可知曉一切世間因果道理。


�  《佛光．雜(二)》p. 604，n.2：知涅槃(Nibbāne ñānaṃ)(巴)，即涅槃智，由此智可覺了涅槃寂滅之真理。


�溫編．《雜》，p.3：


☉《雜》《相》對照 ──	


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S II 124: Pubbe kho, susima, dhammaṭṭhitiñāṇaṃ, pacchā nibbāne ñāṇan”ti.


�[1] 法＝住【元】【明】*。(大正2，97d，n.2) 


[2]《佛光．雜(二)》p. 604，n.3：「住」，麗本作「法」，今依據元、明二本改作「住。」


[3]《會編(中)》，p.62，n.3：「住」，原本作「法」，依元本改。


�  《佛光．雜(二)》p. 604，n.4：「有生故有老死」，巴利本作 Rūpaṃ  niccaṃ  vā aniccaṃ  vā (色為常、為無常？)


�  唯＝惟【宋】*【元】*【明】*。(大正2，97d，n.3)


�◎邏 (luóㄌㄨㄛ´) ：1.巡行；巡察。2.邏卒；巡行兵。(《漢語大詞典(10)》，p. 1320) 


◎防邏：防衛巡邏。亦指防守巡邏之士卒。 (《漢語大詞典(11)》，p. 916)


�  劖 (chánㄔㄢ´)：1.刺；砭刺。 (《漢語大詞典(2)》，p. 757)


�  無＝不【宋】【元】【明】。(大正2，98d，n.1)


�  《會編(中)》，p.65，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22經。


�[1] ～S. 12. 21-22. Dasabala.。(大正2，98d，n.2)


[2]《雜阿含經．348經》卷14 (大正2，98 a13-98 b5)


[3]《佛光．雜(二)》p. 608，n.1：本經說明，若比丘依如來真實教法精勤修行，能得善逝正覺。《相應部》(S. 12.22. Dasabalā.《十力》)


[4] 溫編．《雜》，p.3：此敘述，佛陀已作獅子吼，為眾開顯緣起法，比丘應不顧身命，精勤修學以證得所當證。因為怠惰者會退失利益，唯精進者能得佛教大義，即已於佛前親承法教，應為自利、利他及俱利而精勤修學。


[5]◎「精進」：《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於善說法毘奈耶中，諸聰慧者，正觀六種圓備現前，足能發起勤精進住。云何名為六種圓備？一、大師圓備，二、聖教圓備，三、聖教易入圓備，四、證得自義無上圓備，五、一切如理無間宣說圓備，六、有聖言將圓備。·····」(大正30，836 a9-836 c4)


◎《會編(中)》，p.66-67。


�  《佛光．雜(二)》p. 608，n.2：


十種力，即如來之十種智力 ──


1. 處非處智力：如實了知，一切之理與非理之力。


2. 業異熟智力：如實了知，三世之業與果報的因果關係之力。


3. 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如實了知，一切禪定或三昧之順序、深淺之力。


4. 根上下智力：如實了知，眾生能力或性質勝劣之力。


5. 種種勝解智力：如實了知，眾生之了解與判斷之力。


6. 種種界智力：如實了知，眾生之本性、素質、行為等之力。


7. 遍趣行智力：如實了知，趣行人天等諸世界的因果之力。


8. 宿住隨念智力：如實了知，過去世種種事之力。


9. 死生智力：如實了知眾生死生之時，與未來生的善惡世界之力。


10. 漏盡智力：自知斷盡一切煩惱，次知不受後有，或知他人斷煩惱與否之力。


�  《佛光．雜(二)》p. 608，n.3：


四無畏，如來有四無所畏 ──


1. 一切智無所畏：謂世尊於大眾中師子吼，我為一切正智之人，無些怖心。


2. 漏盡無所畏：謂世尊於大眾中師子吼，我斷盡一切煩惱，無些怖心。


3. 說障道無所畏：謂世尊於大眾中師子吼，障害佛道之法，無些怖心。


4. 說盡苦道無所畏：謂世尊於大眾中師子吼，盡苦道，無些怖心。


�溫編．《雜》，p.3：


☉《雜》《相註》一致 ──


p.65：如來成就十種力，得四無畏，知先佛住處，能轉梵輪，於大眾中震師子吼言


S II 28: Dasabalasamannāgato, bhikkhave, tathāgato catūhi ca vesārajjehi samannāgato āsabhaṃ ṭhānaṃ *


paṭijānāti, parisāsu sīhanādaṃ nadati, brahmacakkaṃ pavattetti…


	(CDB 553: Bhikkhus, possessing the ten powers and the four grounds of self-confidence, the Tathāgata claims the place of the chief bull of the herd, roars his lion’s roar in the assemblies, and set rolling the Brahma


-wheel …)


*Spk II 43: āsabhaṃ ṭhānanti seṭṭhaṭṭhānaṃ uttamaṭṭhānaṃ. Āsabhā vā pubbabuddhā, tesaṃ ṭhānanti attho.


�  《佛光．雜(二)》p. 608，n.4：「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Imasmiṃ  sati idaṃ  hoti imassuppādā idaṃ  uppajjati)(巴)，在巴利本中，此句之前尚有「色、色集、色滅，受、受集、受滅，想、想集、想滅，行、行集、行滅，識、識集、識滅」等字句。


�  血＝而【宋】【元】【明】。(大正2，98d，n.3)


�溫編．《雜》，p.3：


☉《雜》《相》對照 ── 


p.65：於正法律精勤苦行，皮筋骨立，血肉枯竭，若其未得所當得者，不捨慇懃精進方便，堅固堪能。


	S II 28: Kāmaṃ taco ca nhāru ca aṭṭhi ca avasissatu, sarīre upasussatu maṃsalohitaṃ. Yaṃ taṃ purisathāmena purisavīriyena purisaparakkamena pattabbaṃ, na taṃ apāpuṇitvā vīriyassa saṇṭhānaṃ bhavissati”ti. 


	(Willingly, let only my skin, sinews, and bones remain, and let the flesh and blood dry up in my body, but I will not relax my energy so long as I have not attained what can be attained by manly strength, by manly energy, by manly exertion.)


�  老＝者【宋】。(大正2，98d，n.4)


�溫編．《雜》，p.3：


△依據《瑜伽》「善說法」之論義，可正確理解，p.66：「所謂大師面前，親承說法，寂滅，涅槃，菩提正向，善逝正覺。」此中，「寂滅…正覺」皆在形容「法。」


� 〔自他〕－【宋】【元】【明】。(大正2，98d，n.5)


�[1]《雜阿含經．349經》卷14 (大正2，98 b6-98 b21)


[2]《佛光．雜(二)》p. 610，n.1：本經說明，善來比丘得生聖處，諸根具足，堪解如來說法，故當自利、利他、自他俱利。


[3] 溫編．《雜》，p.3：此經說明，比丘既已善出家、具足諸根、不愚不痴，能解法義，又已得親聞佛陀說緣起法，應當精勤修學，自利利他。


[4]◎「生處」：《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具四圓滿，能生聖處。若隨有一成此圓滿，於善說法毘奈耶中正修行時，名曰善來、善出家者。云何名為四種圓滿？一、增上意樂圓滿，二、根圓滿，三、智圓滿，四、即於聖處有佛出世得值圓滿。·····」(大正30，836 c5-836 c27)


◎《會編(中)》，p.68-69。


�  《會編(中)》，p.69，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49、50經。


�[1] ～S. 12. 49. Ariyasāvaka.。(大正2，98d，n.6)


[2]《雜阿含經．350經》卷14 (大正2，98 b22-98 b29)


[3]《佛光．雜(二)》p. 610，n.2：本經說明，多聞聖弟子知緣起法而無疑。《相應部》(S. 12. 49-50.Ariyasā-


vaka.《聖弟子》)


[4] 溫編．《雜》，p.3：此經指出多聞聖弟子，對此有故彼有的，緣起說無有疑慮。


[5]◎「聖弟子」：《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其於緣生諸行流轉，修觀行者，略有二種作猶豫法。云何為二？一者、承習說無因論，二者、承習說惡因論。此中承習無因論者，觀一切種皆無所因，便生疑惑，云何諸法無因而轉？其有承習惡因論者，亦生疑惑，云何由彼不相似因、不稱理因有諸法轉？若有多聞諸聖弟子，遠離二種非真實論，正觀流轉，由是因緣得善決定，無有疑惑，內證真實。若於是處說有多聞諸聖弟子，當知此中是諸異生；若於是處唯說有其諸聖弟子，當知此中說已見諦。」(大正30，836 c28-837 b1)


◎《會編(中)》，p.69-70。


�  《會編(中)》，p.70，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68經。


�[1] ～S. 12. 68. Kosambī.。(大正2，98d，n.7)


[2]《雜阿含經．351經》卷14 (大正2，98 c1-99 a5)


[3]《佛光．雜(二)》p. 610，n.3：本經敍說，尊者那羅、尊者茂師羅、尊者殊勝、尊者阿難，就「知見緣起法是否就得阿羅漢果」等問題，提出問答。《相應部》(S. 12. 68. Kosambī.《憍賞彌》)


[4] 溫編．《雜》，p.3：此經敘述，殊勝尊者自述其能自覺知，見「緣起」與「有滅則寂滅涅槃」卻非阿羅漢，並以「井水喻」作譬喻說明。


[5]◎「有滅」：《瑜伽師地論》卷94：「諸學見跡，雖於有滅、寂靜、涅槃，不隨他信，內聖慧眼自能觀見，然猶未能於身觸證。譬如有人熱渴所逼，馳詣深井，雖以肉眼，現見井中離諸塵穢清冷美水，并給水器，而於此水身未觸證。如是有學，雖聖慧眼現見所求，後煩惱斷，最極寂靜，而於此斷身未觸證。」(大正30，837 b5-837 b11)


◎《會編(中)》，p.72。


�[1] 那羅～Nārada.。(大正2，98d，n.8)


[2]《佛光．雜(二)》p. 612，n.1：那羅(Nārada)(巴)，能降伏龍使奉三尊第一比丘。


�[1] 茂師羅～Musīla.。(大正2，98d，n.9)


[2]《佛光．雜(二)》p. 612，n.2：茂師羅(Mūsila)(巴)，又作謨尸羅，比丘名。


�[1] 殊勝～Saviṭṭha.。(大正2，98d，n.10)


[2]《佛光．雜(二)》p. 612，n.3：殊勝(Savittha)(巴)，比丘名。


�[1] 阿難～Ānanda.。(大正2，98d，n.11)


[2]《佛光．雜(二)》p. 612，n.4：阿難(Ānanda)(巴)，佛陀十大弟子之一，多聞第一比丘。《增一阿含．7經》〈弟子品〉作：「知時明物，所至無疑，所憶不忘，多聞廣遠，堪任奉上」之比丘。


�  《佛光．雜(二)》p. 612，n.5：「舍衞國象耳池」，巴利本作  Kosambiyaṃ  Ghositārāme (憍賞彌國瞿師羅園。)


�  《佛光．雜(二)》p. 612，n.6：「異行覺想」，巴利本作 Aññatra-ākāra-parivitakkā (除了普遍尋求、推度、思考諸法行相之外。)


�  《佛光．雜(二)》p. 612，n.7：異見審諦忍(Aññatra-ditthi-nijjhāna-khantiyā)(巴)，意為「除了見解、審慮之外。」


�溫編．《雜》，p.4：  


☉《雜》《相》對照 ── 


p.71有異信、乃至異忍，得自覺知見生，所謂有滅、寂滅、涅槃耶？


S II 117 :Aññatreva, āvuso musila, saddhāya aññatra ruciyā aññatra anussavā aññatra ākāraparivitakkā aññatra diṭṭhinijjhānakkhantiyā atthāyasmato musilassa paccattameva ñāṇaṃ- ‘bhavanirodho nibbānan’ti. 


(Friend  Musīla, apart from faith, apart from personal preference, apart from oral tradition, apart from reasoned reflection, apart from acceptance of a view after pondering it, does the Venerable Musīla have personal knowledge thus: ‘Nibbāna is the cessation of existence’?)


�  溫編．《雜》，p.4：△《相註》：「井水」是阿羅漢果，「水桶」是阿羅漢道。見CDB 783 n.204。


�  《會編(中)》，p.72，n.1：以下6經，與《相應部》(12)〈因緣相應〉(13、14經)，(71〜81經)相當。


�[1] ～S. 12. 13-14. Samaṇa-brāhmaṇā.。(大正2，99d，n.1) 


[2]《雜阿含經．352經》卷14 (大正2，99 a6-99 b1)


[3]《佛光．雜(二)》p. 614，n.1：本經說明，若沙門、婆羅門於因緣法不如實知，則非沙門、婆羅門；反之則是。《相應部》(S. 12. 13-14. Samana-brāhmanā.《沙門婆羅門》)


[4] 溫編．《雜》，p.4：經31-33 (352-354) 


◎31-33經，皆指出：不以四諦模式，了知老死乃至六入處等八緣起支，則不名為沙門、婆羅門，不能證得沙門法及婆羅門法的目標。


◎32(353)經，另指出，若不了知「因」的四諦模式，則不能如實了知其「果。」


◎33(354)經，另指出，若不了知「因」的四諦模式，則不能超越其「果。」


△31-33經，將，八支換成「老死…行」，等十一支。


�  《佛光．雜(二)》p. 614，n.2：義(Attha)(巴)，意為「目的。」


�  《佛光．雜(二)》p. 614，n.3：見法(Ditthe dhamma)(巴)，意為於現實、於現世。


�溫編．《雜》，p.4：  


☉《雜》《相》《瑜伽》對照 ──


p.72：·····彼非沙門、沙門數，非婆羅門、婆羅門數；彼亦非沙門義、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 (比較p.73的譯語：「沙門之沙門數，婆羅門之婆羅門數)


S II 15: …na me te, bhikkhave, samaṇā vā brāhmaṇā vā samaṇesu vā samaṇasammatā * brāhmaṇesu vā brāhma-ṇasammatā; na ca pana te āyasmanto sāmaññatthaṃ vā brahmaññatthaṃ vā diṭṭheva dhamme sayaṃ abhiññā sacchikatvā upasampajja viharanti.


	(CDB 542: I do not consider to be ascetics among ascetics or brahmins among Brahmins, and these venerable ones do not, by realizing it for themselv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in this very life enter and dwell in the goal of asceticism or the goal of brahminhood.)


*Sammata (PED � HYPERLINK "http://dsal.uchicago.edu/cgi-bin/ddsa/getobject_?UNICODE.p.0:703./projects/artfl0/databases/dicos/philologic/pali/IMAGE/" �695�) [pp. of sammannati] 1. considered as ;2. honoured; 3. authorized, selected, agreed upon.


�[1] ～S. 12. 13-14. Samaṇa-brāhmaṇā.。(大正2，99d，n.2)


[2]《雜阿含經．353經》卷14 (大正2，99 b2-99 b18)


[3]《佛光．雜(二)》p. 616，n.1：本經說明，若沙門、婆羅門於六入處及其集、滅、道不如實知，而於觸及其集、滅、道如實知者，無有是處；反之，若於六入處及其集、滅、道如實知，而後於觸及其集、滅、道如實知者，斯有是處。於緣起系列如實知前支，才能如實知隨後之緣起支。次序倒置則不能如實知。《相應部》(S. 12.13-14. Samana-brāhmanā.《沙門婆羅門》)


�[1] ～S. 12. 71-81. Samaṇa-brāhmaṇā.。(大正2，99d，n.3)


[2]《雜阿含經．354經》卷14 (大正2，99 b19-99 c3)


[3]《佛光．雜(二)》p. 617，n.2：本經說明，若沙門、婆羅門於六入處不如實知，而欲超度因緣法者，無有是處；反之，若於六入處如實知，而欲超度因緣法者，斯有是處。《相應部》(S. 12.29-30. 71-81. Samana-brāhmana.《沙門婆羅門》)


[4]◎「沙門娑羅門」：《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有諸沙門，若婆羅門，於貪、瞋、癡無餘斷滅，真沙門義、婆羅門義全未證得，而諸世間起沙門想、婆羅門想，彼亦自稱是真沙門、真婆羅門。世間於彼雖起是想，然彼但是世俗沙門及婆羅門，非第一義。若第一義諸有沙門及婆羅門，皆不忍許彼為沙門及婆羅門。所以者何？由彼不能如實了知諸雜染法，雜染法因，亦不如實了知彼滅，趣彼滅行。雜染法者；謂老死支所攝眾苦！及以生支。雜染法因，復有二種；一、愛所作，二；業所作。·····」(大正30，837 b12-837 b28)


◎《會編(中)》，p.74-75。


�  《佛光．雜(二)》p. 618，n.1：「如老死，乃至六入處三經。」參閱《相應部》(S. 12. 71-81. Samana-brāh


-mana.《沙門婆羅門》)


�  《佛光．雜(二)》p. 618，n.2：「如是老死，乃至行三經。」參閱《相應部》(S. 12. 71-81. Samana-brāhmana.《沙門婆羅門》)


�  ～S. 12. 71-81. Samaṇa-brāhmaṇā.。(大正2，99d，n.4)


�  《會編(中)》，p.75，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28經。


�[1]《雜阿含經．355經》卷14 (大正2，99 c4-99 c18)


[2] ～S. 12. 28. Bhikkhū.。(大正2，99d，n.5)


[3]《佛光．雜(二)》p. 618，n.3：本經說明，應當覺知老死，乃至行及其集、滅、滅道跡。《相應部》(S. 12. 28. Bhikkhū.《比丘》)


[4] 溫編．《雜》，p.4：應覺知，「老死…行」等十一緣起支的四諦模式。


�  《會編(中)》，p.75，n.2：《相應部》(12)〈因緣相應〉33經。


�[1] ～S. 12. 33. Ñānassa vatthūni.。(大正2，99d，n.6)


[2]《雜阿含經．356經》卷14 (大正2，99 c19-99 c26)


[3]《佛光．雜(二)》p. 619，n.4：本經說明，四十四種智。《相應部》(S. 12. 33. Ñānassa vatthūni.《智事》)


[4]溫編．《雜》，p.4：對十一緣起支的四諦模式之了知，即是四十四種智。


△ 38經的對應巴利經(S 12:33)，提到「法智」(Dhamme ñāṇaṃ知現在)、「類智」(Anvaye ñāṇaṃ依現在而推論過、未)


�  《會編(中)》，p.76，n.3：《相應部》(12)〈因緣相應〉34經。


�[1] ～S. 12. 34. Ñānassa vatthūni.(2)。(大正2，99d，n.7)


[2]《雜阿含經．357經》卷14 (大正2，99 c27-100 a11)


[3]《佛光．雜(二)》p. 619，n.5：本經說明，七十七種智。《相應部》(S. 12. 34. Ñānassa vatthūni.《智事》)


[4] 溫編．《雜》，p.4：談七十七種智。(11*7(2+2+2+1)=77)


[5]◎「受智」：《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略由二種明觸生法，於其緣生一切行中，依四諦理趣入現觀。云何為二？一、由領納所緣為性明觸生受，二、由簡擇所緣為性明觸生慧。·····」(大正30，837 b29-837 c14)


◎《會編(中)》，p.76-77。


�溫編．《雜》，p.4： 


☉《雜》《相》對照 ── 


p. 76: 生緣老死智，非餘生緣老死智。


S II 60 : Jātipaccayā jarāmaraṇanti ñāṇaṃ; asati jātiyā natthi jarāmaraṇanti ñāṇaṃ.


p.76：…，及法住智無常、有為、心所緣生、盡法、變易法、無欲法、滅法、斷智


S II 60: Yampissa taṃ dhammaṭṭhitiñāṇaṃ tampi khayadhammaṃ vayadhammaṃ virāgadhammaṃ nirodhadhammanti ñāṇaṃ.


�溫編．《雜》，p.4： 


☉《雜》《相》對照 ── 


p.76：…，及法住智無常、有為、心所緣生、盡法、變易法、無欲法、滅法、斷智


S II 60: Yampissa taṃ dhammaṭṭhitiñāṇaṃ tampi khayadhammaṃ vayadhammaṃ virāgadhammaṃ nirodha-


dhammanti ñāṇaṃ.


�[1] ～S. 12. 35-36. Avijjāpaccāya.。(大正2，100d，n.1)


[2]《雜阿含經．358經》卷14 (大正2，100 a12-100 a22)


[3]《佛光．雜(二)》p. 620，n.1：本經說明，有增法、減法。《相應部》(S. 12. 35-36 Avijjāpaccāyā.《無明緣》)


[4] 溫編．《雜》，p.5：經40-48 (358) 


◎ 40-42當說「增法」、「生法」、「集法」(即流轉緣起)；「減法」、「變易法」、「滅法」(即還滅緣起。)


△ 43-45「有」；46-48「應當知。」


[5]◎「流轉」：《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由三種相，於緣生行，應正了知流轉漸次。何等為三？一、因增益故，二、果生起故，三、果增集故。如是一切，略攝為一，總名諸法若增、若生、若集。依因果滅，如其所應，當知說名若減、若滅、若沒。如是意趣差別道理，不違法性。復有別義，初、中、後際時差別故，欲，色，無色界差別故，如其次第，若增、若減，若生、若滅，若集，若沒，應正了知。」(大正30，837 c15-837 c22)


◎《會編(中)》，p.78。


�  《佛光．雜(二)》p. 621，n.2：「減」，大正本作「滅。」


�  《佛光．雜(二)》p. 621，n.3：「如增法、減法，如是生法、變易法、集法、滅法」，《相應部》(S. 12. 35-36. Avijjāpaccāya.《無明緣》)


�  ～S. 12. 35-36. Avijjāpaccāya.。(大正2，100d，n.2)


�  《會編(中)》，p.78，n.1：《相應部》(12)〈因緣相應〉38經。


�[1] ～S. 12. 38. Cetanā.。(大正2，100d，n.3)


[2]《雜阿含經．359經》卷14 (大正2，100 a23-100 b1)


[3]《佛光．雜(二)》p. 621，n.4：本經說明若思量、若妄想生，則生未來世苦。《相應部》(S. 12. 38. Cetanā.《思》)


[4]溫編．《雜》，p.5：經49-51 (359-361) 


◎ 若有思量(業愛雜染)、妄想(見雜染)、有使(隨眠)，則會引生後有。


☉《相》有對應的三經。每經分三段，第二段是「有思、想，但無隨眠」，似乎對應《瑜伽》的「有學」一段。


�  《佛光．雜(二)》p. 621，n.5：攀緣(Ārammanaṃ)(巴)，意為「所依。」


�溫編．《雜》，p.5：  


☉《雜》《相》差異


	p.78：若思量，若妄想生，彼使、攀緣識住。


	S II 65: Yañca, bhikkhave, ceteti yañca pakappeti * yañca anuseti, ārammaṇametaṃ hoti viññāṇassa ṭhitiyā. Ārammaṇe sati patiṭṭhā viññāṇassa hoti. 


*Pakappeṭi (PED. � HYPERLINK "http://dsal.uchicago.edu/cgi-bin/ddsa/getobject_?UNICODE.p.0:387./projects/artfl0/databases/dicos/philologic/pali/IMAGE/" �379�) [pra+Caus. of kḷp] to arrange, fix, settle, prepare, determine, plan.


        CDB 576: Bhikkhus, what one intends, and what one plans, and whatever one has a tendency towards: this becomes a basi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consciousness. When there is a basis there is a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ing of consciousness.


△《相註》「思」是三界不善思，「想」是八有貪心的愛、邪見。見CDB 757 n.112


�  《會編(中)》，p.78，n.2：《相應部》(12)〈因緣相應〉39經。


�[1] ～S. 12. 39. Cetanā.。(大正2，100d，n.4)


[2]《雜阿含經．360經》卷14 (大正2，100 b2-100 b10)


[3]《佛光．雜(二)》p. 622，n.1：本經經意，同第358(359) 經，惟加「名色」部份。《相應部》(S. 12. 39. Cetanā.《思》)


�  《佛光．雜(二)》p. 622，n.2：名色：「名」為受、想、行、識四蘊，「色」為色蘊。


� 〔集〕－【宋】【元】【明】。(大正2，100d，n.5)


�溫編．《雜》，p.5：


☉《雜》《相》對照 ──


	p.78：無攀緣識住故不入名色


	S II 66: Tadappatiṭṭhite viññāṇe avirūḷhe nāmarūpassa avakkanti na hoti. 


	(CDB 577: When consciousness is unestablished and does not come to growth, there is no descent of 


name-and-form.)


△《雜》攀緣；《瑜伽》彼所緣；《相》Ārammaṇa。


�  《會編(中)》，p.79，n.3：《相應部》(12)〈因緣相應〉40經。


�[1] ～S. 12. 40. Cetanā.。(大正2，100d，n.6)


[2]《雜阿含經．361經》卷14 (大正2，100 b11-100 b21)


[3]《佛光．雜(二)》p. 622，n.4：本經經意，同第359(360) 經，惟加「往來」及「生死」部份。《相應部》(S. 12. 40. Cetanā.《思》)


[4]◎「來往」：《瑜伽師地論》卷94：「復次、當知略有二種雜染：一、業愛雜染，二、妄見雜染。此二雜染，依於二品：一、在家品，二、出家品。應知此中，業愛雜染所造作故，名思所作；妄見雜染邪計起故，名計所執。此中異生，若在家品，若出家品，具二雜染。由諸纏故及隨眠故，因彼所緣，於四識住令心生起諸雜染已，招集後有，循環往來，不得解脫。」(大正30，837 c23-838 a8)


◎《會編(中)》，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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